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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旋风——抗战中的中国装甲兵



萨苏


1989年7月，涿州驻军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几个游泳的农民发现一辆他们掉到河里的坦克，请迅速打捞。部队这边赶紧派人过去，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坦克这么大的东西怎么可能丢呢？

发现的结果后来震动了世界军史界——原来，这辆坦克和人民解放军完全没有关系，而是一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使用的九四式轻型战车，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一辆完全保持当年全套作战配备的旧日军坦克，如今成为中国坦克博物馆的重要历史文物，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凿凿罪证。

这种3.2吨重的战车，大小也就跟一辆奥拓车差不多，炮塔竟是靠人力旋转的，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寒碜。但当年日军就是用这样寒碜的战车打入了中国腹地。这是因为在大多数的战斗中，装备简陋的中国军人仅靠血肉之躯，面对日本战车薄薄的6毫米装甲板只能徒呼奈何。

读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有多少会仰天大呼——我们的战车在哪里？怎么能让鬼子如此肆虐？！

抗战中的中国装甲兵，对大多数人来说饱含神秘和陌生，甚至有人会怀疑，在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我们是否曾经拥有过战车这种“奢华”的武器。事实上，在抗战的中国军队中，确实有一支装甲部队，他们曾在从淞沪到滇缅的各个战场上浴血奋战，与国家在那个艰难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经历了如同凤凰涅磐的过程。

历史中的中国装甲部队虽然弱小，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却颇有特色。这首先是因为中国装甲部队使用的车辆依赖进口，型号五花八门，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军事强国的装备。随着这些车辆投入战斗，中国战场也便成了检验各国装甲车辆的“万国坦克实战试验基地”，切实地反映了各种设计思路的交锋。

而这支部队之坎坷在世界各国军事史中也堪称罕见。

中国装甲部队在抗战中经历了三次重建的历程，每一次几乎都伴随着全军覆没的苦战。

在“九一八”事变中，由奉系军阀建立的、以法国雷诺坦克为主力的中国战车部队在沈阳落入日军之手，毁于一旦，是为中国装甲部队的第一次劫难。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装甲部队的价值，在有限的国防经费中努力腾挪，建立了以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为主力的中央军早期战车部队，其主要装备来自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这支部队在1937年的淞沪战役、南京战役中以堂堂正正之阵与敌血战，给敌重大杀伤，但己方的装备和人员损失也极为惨重，是为装甲兵建设的第二次严重挫折。

好在此时苏联援华装备开始进入我国，以苏制坦克车辆为骨干，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机械化军，并在昆仑关等地大显雄威，初露锋芒。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大举入缅，装甲部队是其中重要组成，却因英军的不配合遭受重大损失。此后留在国内的残存车辆也因为油料备件等原因陷入困顿，几乎销声匿迹，中国装甲部队第三次陷入低潮。

因为数量太少，中国装甲兵在抗日战争中的每次战斗几乎都要面对优势敌军的重围，常常留下悲壮和牺牲，却无力扭转战局。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战争后期才随着中国新军的建立得到改变。1943年，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迦利用美援建立了以使用美制战车为主、中美人员混编的新装甲部队，并在1944年投入进攻缅北作战，横扫日军，为打通中印公路立下殊勋。

由于战场差异和军事技术原因，中国战场始终没有出现如同欧洲的大规模闪电战作战模式，装甲部队始终是配合传统步兵部队作战的工具，因此其战史凌乱且散见于各战役之中，不易窥其全貌。甄锐先生所著的这本《抗日战争中国军队坦克装甲车辆图鉴》便是揭开这支神秘部队面纱的钥匙。它为我们展示了中国装甲部队从抗战前建立，到抗战中不断作战、补充、改编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装备（本册侧重于主战车辆），不但介绍了它们的来华经历、装备特点，也详尽地剖析了它们在对敌作战中的表现和战绩。翔实的史实加上精美的图片，使这部作品成为重现中国装甲部队抗战历史的难得佳作。

这是一部出色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一部优秀的心灵巡礼。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将近七十年的日子里，重温中国装甲部队那段为国家独立自由而战的铁血历史，无疑会为读者打开审视这场战争的一个全新视角。

萨苏

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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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装甲兵的萌芽——北洋政府及地方军阀的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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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由于技术落后及工业基础薄弱，无力自行研发坦克及其他大型武器，只能通过向当时的列强各国购买，于是中国也就形成了“万国武器博览会”的局面。

最早拥有坦克并组建成军的是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1919年法国派遣了少量的“雷诺”FT-17坦克到海参崴参战，战后这批坦克辗转到了张作霖手上。1922年，张作霖为同直系军阀进行最后的决战，通过天津和哈尔滨的洋行，由法国的贸易公司从英、法等国购买了包括飞机、装甲车在内的大量军火装备，同时以“农用牵引车”名义订购了36辆“雷诺”FT-17型坦克和数量不详的履带式火炮牵引车。但有官方记录的只有14辆，首批10辆“雷诺”坦克于1924年由一艘英国轮船运抵营口，1925年11月又运回4辆。以此为基础，1926年组建了奉军战车大队，队长为商业昌，下辖6个中队。开创了中国装甲兵的先河。






坦克在中国战场上的处子秀








张作霖的坦克部队第一次参加战斗是在1926年8月，北京西北郊外的南口镇地区。当时身为奉系统帅的军阀张作霖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纠集近十万大军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南口鏖战了三个多月。张作霖的直奉联军久攻不克，于是就从后方紧急调来刚刚组建不久的战车大队的1个战车中队参战，战车中队的6辆“雷诺”FT-17坦克在步兵的支援下，向国民军发起进攻。但由于战车队官兵作战经验不足，再加上冯的国民军在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下采用了有效的反坦克战术，导致奉系战车队在此战中损失了4辆FT-17坦克。这样，坦克在中国战场上的首秀便就此草草收场了！








东北军“雷诺”FT-17轻型坦克的坎坷命运








1927年10月的晋奉涿州之战，晋军军阀阎锡山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联合响应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军的号召，向北洋政府驻华北的奉军发起进攻。晋军担任京汉铁路与京绥铁路两路的进攻，晋军青年将领傅作义率第四师攻占北京西南的战略要地涿州。这对于当时形势危急的奉军是个重大的威胁，犹如一把利刃拦腰插在奉军的地盘上，不但切断了北京与外界的交通运输线，更是让北京直接暴露在敌人的炮火攻击之下。奉军为夺回涿州，由少帅张学良亲自指挥，集结重兵进攻涿州，但强攻多日仍无法攻破。10月24日，奉军调来6辆“雷诺”FT-17坦克加入战斗，先行试探进攻，被守城晋军用炮火阻拦。10月30日，奉军从涿州城东、南、北三面发起强攻，成为中国历史上步、坦、炮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首例。但由于晋军的坚决抵抗和正确战法，奉军仍一无所获。11月7日，奉军再次发起进攻，守城晋军利用城墙上的炮火击毁奉军2辆坦克。11月18日，奉军最后一次使用坦克的进攻中又被击毁一辆，2名成员被击毙。直至涿州战役结束，奉军总共损失了3辆“雷诺”FT-17坦克。

从1928年起，奉系军阀开始用“雷诺”FT-17坦克来抵抗国民政府北伐军的“第二次北伐”。战车大队又被派往河南、山东等地参加战斗，相继损失了6辆坦克。不久奉军败退，战车大队随奉军撤回东北。



[image: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车部队使用的FT-17轻型坦克]






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车部队使用的FT-17轻型坦克





[image: 奉军的战车部队在华北地区作战的画面]






奉军的战车部队在华北地区作战的画面



[image: 南京战役中被日军掠获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南京战役中被日军掠获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1928年12月29日，少帅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在东北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至此，原奉军的战车大队归属东北边防军指挥，并改名为东北边防军战车队及铁甲车队，战车队队长李振远，铁甲车队队长曹曜章。张学良后将两辆“雷诺”FT-17作为礼物送给南京政府，后被南京中央军校作为教练用车，在而后的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掳获并送到日本展览，但是否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战斗没有资料说明。

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中，中国军队曾通过铁路向满洲里前线运送FT-17坦克，但尚未到达，苏联军队就已取得全面胜利，只得返回原驻地。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边防军的大量武器装备皆落入了敌手，其中就有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战车队13辆FT-17坦克，这些坦克连一枪一炮都没放，就完完整整地在车库中被日军掠获了；另外，守卫沈阳（奉天）东塔飞机场的11辆FT-17坦克在部分被东北军战车队人员破坏后也被日军掠获。至此，中国的第一支装甲部队的活动史就此结束。



[image: “九一八”事变中完好无损地停放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的坦克，统统被日军掠获]






“九一八”事变中完好无损地停放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的坦克，统统被日军掠获



[image: 被日军掠获的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的坦克]






被日军掠获的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的坦克



[image: 日本关东军与掠获的东北军坦克合影]






日本关东军与掠获的东北军坦克合影

这些被掠获的FT-17坦克后来和日本关东军拥有的FT-17合编，参加了进攻黑龙江原东北军将领组织的抗日武装的作战。之后，其中的大部分FT-17坦克被编入了伪“满洲国”军的装甲战车部队。






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








“雷诺”FT-17坦克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研制生产的一种轻型坦克，它是世界上第一种旋转炮塔式坦克。其设计结构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坦克发展史上重要里程碑。FT-17于1915年12月由法国雷诺公司（Renault）开始研制，是雷诺公司总裁路易斯·雷诺（Louis Renault）亲自设计的坦克。最初厂主雷诺由于怕风险，以没有装甲车辆制造经验为由加以拒绝，后经过法国总参部委托的埃斯蒂安上校的游说，雷诺才同意研制战车。由于官僚作风的影响，直到1917年3月第一辆原型车开始测试。测试证明这种坦克非常的成功，其设计包括了许多创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用人力对炮塔进行旋转。这个设计可以使炮塔更加方便与灵活，整辆坦克也更易于驾驶、防护更加合理，可以说其战术技术性能在当时相当出色的了。但由于其尺寸太小，不得不为跨越壕沟而加了一个特制的尾部滑翘，其巨大的前轮也有利于跨越障碍。1917年9月，生产出第一批生产型坦克，定名为“雷诺”FT-17轻型坦克。1918年3月开始装备法军，而后又开发出多种变型车，包括搭载机枪的型号、搭载37毫米火炮的型号、通信指挥坦克以及搭载75毫米火炮的并携带捆柴（以利于跨越壕沟）的型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FT-17坦克共计生产了3 187辆。它首次参加战斗是在1918年5月31日的雷斯森林防御战。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白俄军和外国干涉军都使用了“雷诺”FT-17坦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还参加了法国殖民军1925年—1926年镇压摩洛哥部落起义的战斗以及1936年—1939年的西班牙国内战争。“雷诺”FT-17坦克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0年德军入侵法国时，法军还有1 560辆“雷诺”FT-17坦克在服役。这些坦克大部分被德军掠获，被用作固定火力点或用于警卫勤务，直到1944年德军被逐出法国全境为止。“雷诺”FT-17轻型坦克从1918年服役到1944年，长达26年，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曾装备过包括法国、苏联、美国、德国、中国、日本、芬兰、瑞士、瑞典、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荷兰等十几个国家，并有很多国家进行仿制。FT-17作为一代著名战车而载入世界坦克发展史。








东北军使用的“雷诺”FT-17








中国军队使用的“雷诺”FT-17型轻型坦克，其实准确型号应是法国Berliet公司生产的FT-18圆形铸造炮塔型，而真正的FT-17型是法国雷诺公司的多边形铆接炮塔。由于国人对其型号区分并不在意，所以习惯将其“雷诺”坦克统称为“雷诺”FT-17。在此笔者也就将其称为“雷诺”FT-17轻型坦克。

中国所大量使用的“雷诺”FT-17主要分为机枪型与火炮型两种，其外形也与其他国家使用的型号略有不同。








“雷诺”FT-17机枪型








中国军队使用的机枪型FT-17坦克，尤以东北军（奉军）为例，炮塔前方均有一个高高隆起的机枪护盾，并将机枪孔扩大以便机枪有更大的射界，也方便更换机枪。其主要武器为法国制哈乞开斯1914式7.92毫米重机枪（另一类说法为哈乞开斯1908式轻机枪），但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历史照片中还存在有FT-17坦克使用其他轻机枪的情况，其中包括捷克制ZB-26式7.92毫米轻机枪和疑似为国产仿制瑞士启拉利7.92毫米轻机枪。








“雷诺”FT-17火炮型








中国军队所使用的火炮型FT-17 坦克，没有装配原厂的37 毫米 SA18L21坦克炮，而是采用了沈阳兵工厂生产的辽造十四式37毫米步兵炮。作为抗战前我国使用最广泛的平射炮之一的辽造十四式步兵炮，是日本大正十一年式步兵炮的仿制品，也被安装在日军自己使用的“雷诺”FT-17上。但中国的仿制品在炮身上加了保护装甲，外型上与日军的大为不同。








车体涂装








其涂装样式为早期北洋政府期间，均保持进口时原厂的法式迷彩涂装没有改动。各地军阀可能由于进口渠道不同，所以迷彩样式也不尽相同。奉军基本上只在车体两侧写有车辆编号。在东北易帜后，改名为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的“雷诺”FT-17都统一涂装成豆绿色，但并没有增加南京国民政府所使用的青天白日军徽，只是在车体两侧手写红色两位数序号作为识别。



[image: 阅兵中的配备机枪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阅兵中的配备机枪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image: 配备机枪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特写]






配备机枪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特写

法制“雷诺”FT-17轻型坦克（机枪型）阅兵涂装

下图为东北易帜后，1930年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的标准涂装，采用豆绿色单色样式，以作统一。编号为手涂双位红色阿拉伯数字。没有涂装任何军种与国别标识。

雷诺FT-17坦克（机枪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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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雷诺”FT-17轻型坦克（37毫米火炮型）阅兵涂装

这辆装37毫米炮的“雷诺”FT-17坦克也采用了与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雷诺”FT-17机枪型同样的涂装样式，采用豆绿色单色整体涂装，编号为手涂双位红色阿拉伯数字。也没有涂装任何军种与国别标示。



[image: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检阅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使用的“雷诺”坦克]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检阅东北边防军战车大队使用的“雷诺”坦克

雷诺FT-17坦克（火炮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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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 “雷诺”FT-17轻型坦克（ZB-26机枪型）涂装

这是一款比较特别的“雷诺”坦克，众所周知“雷诺”FT-17机枪型坦克的主要武器是法国的哈乞开斯式系列机枪，而这款使用捷克造ZB-26型轻机枪的“雷诺”FT-17坦克，无论从武器还是炮塔机枪护盾来说都极具中国特色。但笔者找遍所有关于东北军的“雷诺”FT-17坦克资料，都没有使用ZB-26轻机枪的记录，反而是侵华日军的关东军独立战车大队临时派遣第一战车队掠获的东北军“雷诺”FT-17使用这款武器，令人十分疑惑！如果是日军自己使用的“雷诺”FT-17，其机枪应该采用自己习惯的自产大正三年重机枪或大正十一式轻机枪，为什么要用中国军队普遍使用的捷克造ZB-26轻机枪呢？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已经将停放在仓库中的“雷诺”FT-17车载武器拆除，而日军却掠获了大量东北军仓库中崭新的武器，在没有合适的“雷诺”FT-17车载武器的时候，日军就从大量的掠获武器中挑选了东北军普遍使用的ZB-26，作为车载武器临时安装在“雷诺”FT-17上，拼凑了这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型号。

本车被缴获后，其涂装被日军换成了三色迷彩样式（应该是在原东北军坦克底色基础上直接用油漆涂改而成），还将原东北军的“雷诺”FT-17车体编号抹去，在原有位置用白色涂装了日军部队的战车编号，又在车体前部涂装了日军的国别标示“黄色五角星”。



[image: 日本关东军战车部队使用的“雷诺”FT-17，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使用的武器为大名鼎鼎的捷克造ZB-26轻机枪]






日本关东军战车部队使用的“雷诺”FT-17，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使用的武器为大名鼎鼎的捷克造ZB-26轻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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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法制 “雷诺”FT-17轻型坦克（机枪型）涂装

这辆FT-17坦克装备一挺疑似是国产仿制瑞士启拉利7.92毫米轻机枪，应为北伐军在与北洋军作战期间，掠获奉军的“雷诺”FT-17机枪型坦克，掠获后将其机枪更换为此机枪（可能是其原有机枪损坏）。此车采用原有厂家使用的欧洲迷彩涂装样式，车体编号为手涂双位红色阿拉伯数字。并在车体后部两侧涂装了当时民国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标识。具体来历和使用情况不明。



[image: 南京中央军校的学员与“雷诺”FT-17的合影]






南京中央军校的学员与“雷诺”FT-17的合影



[image: 北伐军使用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北伐军使用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雷诺FT-17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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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法制 “雷诺”FT-17轻型坦克（37毫米火炮型）涂装

这辆FT-17坦克为北伐军在与北洋军作战期间，掠获奉军的“雷诺”FT-17 37毫米炮型坦克。此车也使用当时欧洲普遍采用的迷彩涂装样式，应为购买时的原厂涂装。车体编号为手涂双位白色阿拉伯数字艺术字体（可能是购买时的原有编号，其具体来历还有待考证）。此车也是在被掠获后在其车体后部两侧涂装了当时民国政府使用过的一种军徽规范，红底边加青天白日徽。此车在北伐战争后被移交南京中央军校做教学训练用车，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虏获，但是否参加了作战未曾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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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军校法制 “雷诺”FT-17轻型坦克（机枪型）涂装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于1933年作为礼物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两辆“雷诺”FT-17机枪型坦克，其中的一辆交给南京中央军校作为教学训练用车；后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虏获，并运回日本进行展览，以炫耀日军在华的战果。此车也使用当时欧洲普遍采用的一种三色迷彩涂装样式，其迷彩应该是张学良赠送前重新涂装的。其车体编号为手绘红色英文字母与阿拉伯数字艺术字体“A12”，并在车体前部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



[image: 南京中央军校中被卸掉武器用于训练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南京中央军校中被卸掉武器用于训练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image: 侵华日军在南京拍摄的被中国军队遗弃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侵华日军在南京拍摄的被中国军队遗弃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



[image: 东北军张学良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两辆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中的1辆，此车编号为A12]






东北军张学良送给南京国民政府的两辆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中的1辆，此车编号为A12

雷诺FT-17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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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军阀部队的坦克简述








北伐战争期间，除了奉军装备过坦克和装甲车以外，其他军阀也曾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过西方各国生产的坦克及装甲车辆，其中有冯玉祥从苏联买来的二手坦克，但具体型号和数量不明。其次就是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购买的英国坦克和沙皇俄国仿制的外形酷似英国马克1型(Mk.1)的坦克。北伐军曾于1927年在苏北地区与其交战中掠获过1辆运回南京，在南京街头向市民展示，引得一片哗然，当时的南京市民称其为“铁牛”。此外还有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也从法国购买过CK-M23半履带式装甲车，以及云南军阀龙云的滇军购买的法国造“雷诺”FT-17坦克。在1945年11月抗战结束不久的“昆明事变”中，滇军的坦克被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收缴了4辆。另外各地军阀所购买或自制的装甲车辆就更千奇百怪，不胜枚举了。



[image: 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购买的法国CK-M23型半履带式装甲车]






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购买的法国CK-M23型半履带式装甲车





[image: 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法国CK-M23型半履带式装甲车准备搭乘火车]






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的法国CK-M23型半履带式装甲车准备搭乘火车



[image: 德国工程人员为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制造的坦克]






德国工程人员为山东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制造的坦克






外国租界中的坦克装甲车辆










[image: 法国在华租界中使用的“雷诺”坦克]






法国在华租界中使用的“雷诺”坦克



20世纪初期，中国备受列强欺凌，虽然中国人民已经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王统治，但仍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仍在执行，也就出现了在中国领土上的众多外国租界现象。为了维护在华利益，以英、法、美、日为首的各国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还存有大量的殖民军队，随着这些殖民军队的存在，其所使用的坦克和装甲车辆也就随之来到中国。其主要坦克型号就包括了法国制造的“雷诺”FT-17轻型坦克、美国制造的M-1917/18轻型坦克、日本制造的89式中型坦克和购买英国的NC-27轻型坦克等众多型号。



[image: 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的NC-27型轻型坦克]






侵华日军在中国使用的NC-27型轻型坦克






20世纪初期外国租界中的美制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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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外国租界中存在时间最长的要数美国租界。根据《辛丑和约》，美国在天津派驻了军队。美租界于1902年并入英租界后，美国本没有必要在租界驻军，但仍不肯放弃其侵略特权，就在英租界海大道与博罗斯道转角（今大沽路与烟台道转角）建造兵营，驻扎军队1 000余人。1917年后租用天津的德租界五号路（今广东路1号）华商东方实业公司（业主为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之子刘肖颖）房地做军营新址。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驻军增加到 1 500 余人。驻津美军番号为第 15 团，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下辖一个战车队配备5辆“Six-Ton”M1917/18型坦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处军营被日军占据。日本投降后，美军继续租用直至1946年8月。此前互联网上流传的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购买过此型坦克的照片实为此美国部队所使用的装备，并非是张作霖所购买，奉军及其后的东北军也并未装备。



[image: 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



[image: 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使用的M1917-18型轻型坦克]






美国驻天津海军陆战队使用的M1917-18型轻型坦克



[image: 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美制M1917-18型轻型坦克]






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的美制M1917-18型轻型坦克



[image: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徽]






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徽






美制的M-1917/18轻型坦克








1917年4月，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当时美军还没有装备坦克。在之后的一个月中，美国得到了英、法两国所制造坦克的基础理论和操作经过报告，美国远征军决定，轻型和重型坦克是必不可少的战争武器，应尽快购买并装备。于是美军计划购买英国研发的新型重型坦克，并准备与英国联合制造。其计划虽数量可观，但预计此计划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以至于最终放弃。直到次年4月，法国决定向美国提供许可和制造图纸，并将各种零件运至美国供其学习仿制。计划在美国制造1 200辆“雷诺”FT轻型坦克，后增至4 400辆。但因法国规格公制与美国的英制尺寸差异和官僚作风等诸多原因，直到10月，仅制造出第一辆样车。11月20日美国制造的2辆坦克才抵达法国。九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在12月又制造了8辆。而在之前为提供美国远征军坦克参战的任务也只能由法国完成。法国在1918年的夏季提供了144辆“雷诺”FTS型坦克装备美国的轻型坦克大队。

战争结束后，麦克斯韦汽车有限公司（Maxwell Motor Co.,）、范多恩铁厂（Van Dorn Iron Works）和 CL Best 有限公司总共建成 950 辆M1917/18型坦克。其中配备火炮型号374辆，配备机枪型号526辆，另外还制造了50辆通信指挥型坦克。这些坦克和法国提供的大约200辆“雷诺”FTS组合了美国本土的坦克兵团。之后，美军又向加拿大出口了这批坦克中的约250辆，一直服役到了1940年。



[image: 美国制造的M1917-18型轻型坦克]






美国制造的M1917-18型轻型坦克








美国M1917/18轻型坦克与法国“雷诺”FT-17的区别








美国的M1917/18轻型坦克虽然是仿制自法国“雷诺”FT-17轻型坦克，但其从外形、武器配备和动力装置上都进行了修改，以更好地符合美国人自己的使用习惯。

外形区别

从车体上看，美国人把原有的排气管位置从右侧换到了左侧；原有的钢镶边木制诱导轮都更换成全钢诱导轮；更换了美国制造的机枪或37毫米坦克炮并修改连接方式、增加了炮盾；另外，为了让驾驶员的视野更加开阔，又修改了驾驶室舱门和炮塔下方的正面装甲结构。M1917/18坦克的炮塔仍保持了FT-17早期型的多边形炮塔，并没有安装到后期大量使用的雷诺圆形炮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M1917/18的高度略比法国的FT-17高些，原因是美国的坦克乘员的身高多数要比法国的坦克乘员要高些，为了更适合美国人的使用所以就加高了车体高度。

内部区别

美国的M1917/18在车体内部增加了一道防火舱壁，从而将发动机舱与乘员舱分隔开，更好地改善了乘员的战斗环境。发动机方面，使用了4缸42 HP布达发动机替换了原来的雷诺发动机，其原因是此型发动机的强制水冷却系统比雷诺发动机更好。另外，乘员舱内还额外安装了一个发动机启动连接器，让乘员在发动机熄火后可直接在车内再次启动，避免乘员在作战时出车使用曲柄启动发动机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美制M1917/18型轻型坦克早期型涂装

这辆M1917/18坦克采用美军标准的早期深绿色单色涂装样式，炮塔两侧涂有战车所属部队的标记与编号，车体正前方涂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徽。

M1917/18坦克早期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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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天津的美制M1917/18型轻型坦克中期型涂装

这辆M1917/18坦克采用深绿色与棕红色双色涂装样式，炮塔两侧涂有战车所属部队的标记与编号，车体正前方涂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徽。

M1917/18坦克早期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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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从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到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抗战全面爆发前的中国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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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28年12月的“东北易帜”和1930年中原大战的结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基本实现了中国的统一，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民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多年的战争经验中也逐渐认识到了，坦克这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产物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并且在与德国军事顾问团合作的过程中更加加深了这种认识。于是南京国民政府着手组建自己的装甲战车部队。






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








1928年，中国政府派出以时任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1928年2月蒋介石二度上台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后，宋子文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后又兼任中央银行总裁。1933年10月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1934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为首的外交代表团参加英国王室庆典。宋子文在参观英军装备时，对“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非常感兴趣，未经政府同意，便擅自购回18辆（另一说为24辆）。1929年战车到货后，宋子文随即就将这些装备配备给财政部下属的稽私大队（财政部稽私大队就是1930年成立的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前身，税警总团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用于缉私征税的非军事警察部队，实则为宋子文所建立的一支私人控制的准军事武装。实力堪比当时国民革命军中央系甲级正规军的规模。在宋的大力经营下，税警总团成为而后抗战中国民政府的主力精锐作战部队之一），并成立了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后因蒋介石下令，将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的这批超轻型战车移交给卫戍南京的陆军教导第一师（师长梁瀚嵩中将）骑兵团，并成立陆军教导第一师骑兵团战车队。这样，中国第一支以中央政府名义组建的装甲战车部队就诞生了！中国军队的这些“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中有未安装机枪护套的标准型和安装机枪护套的加强型两种，分别装备给战车队的3个分队，每个分队配属6辆。



[image: 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k VI型超轻型战车]






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k VI型超轻型战车








国民革命军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








1929年3月1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在南京的新小营成立。该战车队由国民革命军教导第一师骑兵团机枪排为基础，接收了国民政府财政部下属的稽私大队（即税警总团的前身）战车队装备的英国造“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18辆，并在招募新兵后扩编为连，而后扩编为战车队。由黄埔六期毕业生张杰英任中校队长，陈杰喜任副队长，下辖3个战车分队、1个运输分队和1个维修工厂。战车队的建立，开启了国民革命军中央系军队的机械化历程！

1930年，德国军事顾问乔治·魏采尔(Georg Wetzell)来华，大力推动军事教育的发展，建立了许多培养特殊兵种的军校，并对这些兵种进行了科学的规划。1932年5月1日，在他的建议下，陆军教导第一师战车队被编入交通兵监部，理由是这些装甲车辆所需的技术保障专业性太强，不适合隶属于步兵师的建制。于是战车队在归属交通兵监部后，编入了交通兵第二团的建制，由第二团负责战车队的教育和装备保障，大大提高了技术和维修保障的效率。战车队队长仍为张杰英中校，9月更换为黄埔六期毕业生黄人俊中校为队长。

1930年，国民政府交通兵监部将下属的交通兵团扩编成两个团，第一团团长为华振麟上校（1936年10月晋升少将），装备无线电和有线电报机，属于通信部队，驻南京毗卢寺。第二团团长为斯立少将，下辖三个大队，装备美、英、德产2.5吨或3吨不同型号卡车，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并无真正的战车，仅负责运送军用物资，驻扎在南京城内的三十四标。

1933年，为提高中国军队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国民政府交通兵监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汽车训练班，隶属交通兵第二团。同年6月1日，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学期一年，班主任由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钱振荣上校担任。教官是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修理和战车战术；其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学员队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毕业生选送30人组成，学兵队（也称练习队）则是在交通二团的士兵中选拔。第一期学员队毕业生结业后，大部分被分配到战车营和交通兵第二团担任副排长，另有毕业生冯少云、陈智、杨晏舟、李奎峰、朱大章等5人留在班内，分别担任第二期学员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中抽调）及学兵队的教官；学兵队的毕业生则都被充实到基层部队做技术军士使用。1934年5月，训练班班主任由同为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的李承恩上校接替，直至1936年3月1日停办。交通兵监部成立的这个汽车训练班虽然只开办了短短的几年，却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培养一批珍贵的基层技术人才，为此后的抗战积蓄了力量，同时也大大地推动了装甲兵兵种的正规化发展。








交通兵第二团装甲汽车队








1932年10月1日交通兵第二团装甲汽车队在南京的通光营房成立，15辆以美国造道奇（Dodge）卡车和“大蒙天”（Diamond）卡车底盘为基础加装钢板和轻重机枪武器改造的装甲车作为主要装备。后又将1933年张学良赠与国民政府的4辆自制装甲汽车配属该大队。队长为邵渭清中校，辖3个装甲战车分队（第1分队队长李辑瑞；第2分队队长郑绍炎；第3分队队长张信卿）、1个补给分队和1个修理所。其主要任务是侦察、联络，保护友军汽车队运输及交通线的安全。








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








193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特派考察团”，由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为团长，徐庭瑶中将为副团长，于5月11日在上海登船，经香港前往意大利、德国、瑞典、瑞士、丹麦、比利时、英国、法国、捷克、苏联和美国等11国考察各国现代化军事发展状况。考察结束后，代表团带回了从意大利购买的18辆L3/33超轻型坦克，又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于当年11月从英国购买了“维克斯”6T E 型坦克 16 辆、“维克斯”6T F 型指挥坦克 4辆和“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坦克(VCL)16辆，以及若干履带牵引车和二轮、三轮摩托车（当时称机器脚踏车）。在这些新购置的武器装备到达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遂将原交通兵第二团战车队扩编为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驻南京城内马标，后迁至丁家桥。营长为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朱锡麟上校，下辖3个战车连，1个警戒排（排长舒仲虎），1个战车侦察排（排长谢凤岗）， 1个通信排（排长陈平如）和1个修理工厂（主任李恩叙）。战车1连，连长钱立，配备“维克斯”6T E型坦克代号“虎”连；战车2连，连长任润田，配备“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坦克(VCL)代号“龙”连；战车3连则是配备“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的原战车队人员，连长黄人俊。而购买的18辆意大利制L3/33超轻型坦克却被封存在南昌没有装备部队。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装甲部队宣告组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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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








1934年，辎重兵学校于南京中华门外成立，该校驻城外岔路口，分学员队和学生队。学员队由各辎重兵部队现役军官保送，学生队为招考入校的青年学生，训练课程有人力、畜力、汽车、船舶、铁道、航空等输送和后勤兵站业务。

1935年10月，筹建中的交通兵学校和辎重兵学校合并，成立了陆军交辎学校（简称交辎学校），由陆军中将徐庭瑶任教育长（蒋介石任校长，学校的实际管理工作由教育长负责，徐庭瑶同时还兼任即将成立的通信兵学校教育长，外号“装甲兵保姆”），其目的在于更好地将所有机械化装备的使用与战术理论进行有机的结合，以达到切合实际的教学作用。由于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所属的车辆维护保养和教学训练都与交辎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建立完整的装甲兵教育体制，和而后装甲部队的扩编需要，便将其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调配到交辎学校建制下，改编为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营长为黄埔二期毕业生彭克定上校。1937年1月31日由黄埔三期毕业生彭子言上校继任。驻地改至南京方山。战车教导营改编不久就参加了1935年12月在南京至杭州湾一线太湖以南地区所举行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首次军级对抗演习，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以军属独立战车第一营的建制参加，将其装备的所有48辆战车都投入演习之中，此次演习虽将当时德国军事顾问对装甲兵战术的理念和认识进行了充分的演示，却暴露出其战术运用和车辆性能的诸多缺陷。尤其是对步坦协同缺乏足够的认识，以导致在抗战初期淞沪会战的城市巷战中孤军冒进，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大损失。








从稽私大队战车队到教导营的主力坦克装甲车辆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超轻型战车










[image: 国外现存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早期型实物]






国外现存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早期型实物



超轻型战车的概念源于英国装甲兵思想中的“全战车学派”（Pure Tank School），其主张是以装甲战斗车辆装载所有的战斗人员，使整个陆军成为一支完全由战车组成的战斗部队。其中，机枪战车作为装载传统步兵战斗功能的武器载具，应具备杀伤一般软性目标的轻型火力，且具有一定的装甲防护力和较强的越野能力。所以英国坦克专家们认为这些超轻型战车像步兵进攻一样铺天盖地冲入敌阵，会给防御的敌军步兵造成不可想象的震撼。于是“维克斯-卡登·洛伊德”系列超轻型战车也就孕育而生了。



[image: 英国工厂中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






英国工厂中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





[image: 日军购买并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车体前方加装了黄色五角星识别标志]






日军购买并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车体前方加装了黄色五角星识别标志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系列超轻型战车由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于1925年开始投产，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发展，直到1927年推出标准型号的最终版Mk VI型，这种超轻战车才得以大批量生产。直至1935年停产，共生产了450辆。其中英国军队装备了至少325辆，大部分为机枪型，车载武器为英国产维克斯Mk I型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1挺。另有少量为轻型火炮牵引车、迫击炮车和烟雾弹车。英国军队还曾在该型车上安装47毫米火炮进行试验的记录，这些车载武器即可安装在车身上使用，也能卸下作为阵地战武器使用。“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超轻型战车是早期超轻型战车中设计最为成功的一款战车，除英国军队大量装备之外，还被出口到欧洲、美洲以及亚洲的十几个国家，并且被波兰、法国、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仿制和改造，从而在其原设计的基础上开发出自己本国的超轻型战车型号。

早期的超轻型战车虽提高了陆军的机动性和作战能力，并被各国军队广泛应用，但其装甲防护力差，火力不足的弱点也在而后的使用中暴露无疑。“维克斯-卡登·洛伊德”也不例外，充其量只能作为一种步兵支援武器，执行一些侦察、搜索、追击等类似于骑兵功能的任务，而无法成为军事理论家们所设想的陆战突击力量的主角。






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与教一师战车队的英国超轻型战车










[image: 中国军队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






中国军队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



1929年宋子文购买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到货后，直接配备给了财政部下属的稽私大队，并成立了财政部稽私大队战车队。但没过多久就被蒋介石将其移交给国民革命军陆军教导第一师骑兵团，同时改番号为陆军教导第一师骑兵团战车队。当时这些被称为“铁家伙”的战车徒有其表，实际车况却令人堪忧。据一些历史档案记载，宋子文在坦克技术性能与战术理论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对保障这些战车正常使用所需要的后勤配套设施全然没有概念，所以在采购之时只知道购买战车，却不知道还要购买用于保养维修所需要的备用零部件。以至于这些战车在训练或战斗中稍微损坏就彻底失去战斗力了，根本不能适应实战的需要。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些“铁宝贝”也只能在自己首都的家门口装装样子。即便如此，在进行南京市区的巡逻时也经常出现故障，被南京市民调侃为“铁牛，铁牛，一走三抛锚”。

另外在1932年还曾出现过一段小小的插曲，这就是在“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因担心战事扩大，威胁其首都安全，于是决定将部分行政机构迁至河南洛阳，战车队便也随之迁往开封。战车队的绝大多数官兵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政策均存在不满，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后，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更使得其广大官兵义愤填膺，一致要求赴沪抗战。于是大家便推举其战车队大队长张杰英前往南京请战，但军政部却担心手中的这些“铁宝贝”蒙受损失，便以种种理由加以推托。后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才勉强准许，却命令不准动用战车参战，于是战车队只好将战车上装备的机枪拆下，组织了一个“战车队机枪连”赴沪参战。同年2月这支部队抵达上海，守卫上海外围的蕴藻浜阵地，防止日军在此登陆，从侧面包围上海。2月8日，日军果然以炮艇为掩护，强行发起登陆作战，“战车队机枪连”全部的20余挺维克斯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一起猛烈开火，给企图登陆的日军以惨痛打击，使其登陆未遂。次日，日军在得知我军机枪阵地的详细位置后，便以停泊在海上的军舰炮火向我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造成我方部分官兵伤亡。不久，上海战事结束，“战车队机枪连”奉命撤回河南开封。这种有战车却不能用，装甲兵当步兵使用的战例，在世界装甲兵战史上也算得上是绝无仅有了！

基于以上出现的种种情况，蒋介石听取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将这支战车队从原部队调离，划拨给交通兵监部下属的交通兵第二团，进行统一的维护保养与训练。随着1934年年底一批新装备的到来和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的组建，这支全部由“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组成的战车队也改编为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第三连，原先的3个分队改编为3个战车排，每排各配备5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连部1辆，全连“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共16辆，此前多出来的超轻型战车可能因损坏而报废或交给南京中央军校作教学使用了（有资料介绍当时国民政府又通过其他渠道购进了几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及其配件填补此前的装备损失，这可能是那24辆一说的来源）。直到1935年，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划归陆军交辎学校后战车第三连，又更名为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三连，其原建制保留。同年12月，该战车连随战车教导营参加1935年实兵大演习，投入演习战车10辆，执行侧翼侦察任务并担任战车第二连（“龙”连）水陆坦克的预备队。1937年5月，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与交辎学校的战防炮教导营、交通司所属摩托车队一个连、交通兵团装甲汽车队以及防空学校高射炮营共同组成陆军装甲兵团。6月，战车第三连接收了14辆德国进口的德制1号A型轻型坦克（当时称“克虏伯”战车）替换原有的全部“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并将这些战车移交给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军校作为教学用车。在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中，这些“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超轻型战车”还曾与日军进行过零星抵抗（并没有被记入战史），大部损毁或被掠获，并有3辆被日军运回了国内向国民展出。其中还有一辆在展览结束后由技术本部转交给下属的兵工厂做研究使用。至此“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基本结束了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表演”。



[image: 被日军掠获并运回国内展出的国民革命军“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






被日军掠获并运回国内展出的国民革命军“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






车体涂装








中国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在车体涂装方面使用了两种不同样式，其一为带有机枪护套的Mk VI采用了英国陆军惯用的黄、灰、绿、棕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样式，其二是没有机枪护套或拆除机枪护套的Mk VI标准型采用了英国原厂的橄榄绿单色涂装样式。

通过历史照片，可以发现编号与军徽的涂装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样式：

一种为车体前部涂有白色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编号的样式，其英文字母“A、B、C”各代表其三个不同分队（或战车排）的代号，阿拉伯数字则代表该车编号，在车体编号为单位数时其英文字母和车体编号均在车体前装甲的左侧；而当车体编号为双位或三位数时其英文字母则绘制在车体前装甲的右侧，车体编号仍在左侧。并在车体右后侧涂装醒目的青天白日军徽。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军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的车体编号并非是按所属部队战车数量顺序依次分配的，这一点尤其出现在没有机枪护套的标准型上，在历史照片中就出现有安装机枪护套的五辆车为编号A1、A2、A3、A4和A5，可无机枪护套的标准型战车则出现有A52、A54、A62、B77、C92、C98、C99和C192等编号。有一种说法称其是原厂序号或底盘编号，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有照片显示1931年时中国军队的MkVI车体前部并没有任何编号涂装，所有带此种涂装的车体编号都是在1934年南京中央军校阅兵前由国人自行涂装的，不应为原厂序号和底盘编号。这种编号布置应该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也不能排除当局为迷惑世人而故意夸大装备数量而使用这种编排方式的可能，但这也只能是一种猜测。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和知情人多已离世，这一编号之谜可能永远都无法解开了。

另一种为将青天白日军徽涂装在车体前部顶装甲的中央位置，车体左后部则只涂装白色两位数阿拉伯数字车体编号，其余位置即没有涂装英文字母的部队代号也没有任何其他标记。

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战车涂装 （加装机枪护套型）

右图为1934年6月16日，南京中央军校举行的庆祝“黄埔军校成立十周年纪念”阅兵大典中，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战车队派出的战车方队2号车。该车外型与其Mk VI 超轻型战车标准型的区别在于安装了机枪护套和机枪射手保护装甲。车体涂装采用黄、灰、绿、棕四色实边迷彩，车体前装甲左侧涂有白色英文字母“A”的部队代号与阿拉伯数字“2”的车体编号。并在车体右侧后部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



[image: 阅兵式中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 型超轻型战车]






阅兵式中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 型超轻型战车





[image: 参加阅兵式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可以清晰的看到车上的迷彩和军徽]






参加阅兵式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可以清晰的看到车上的迷彩和军徽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战车增强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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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制“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战车标准型涂装



[image: 以上照片为国民政府军中央军校使用“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车体的青天白日军徽，而前方正中车体其他位置并没有涂装车辆编号]






以上照片为国民政府军中央军校使用“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车体的青天白日军徽，而前方正中车体其他位置并没有涂装车辆编号

该车型为英国造“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超轻型战车的标准型号。中国军队装备这款标准型的车体涂装均采用英国原厂的橄榄绿单色涂装样式。而车体编号和军徽则有两种样式，一种为车体前装甲右侧涂有白色英文字母的部队代号，前装甲左侧涂有阿拉伯数字的车体编号（均为两位或三位阿拉伯数字），并在车体右侧后部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另一种为车体前部顶装甲中央位置涂青天白日军徽，车体左右两侧后部涂有白色两位数阿拉伯数字车体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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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斯”6T Mk E型坦克








“维克斯”6T坦克，又称“维克斯”6吨坦克，其原型车于1928年在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的埃尔斯维克工厂生产完成。该型坦克由著名的坦克设计师John Valentine Carden与Vivian Loyd共同领导设计，是一款拥有相当火力与机动能力的轻型坦克，且性能可靠便于维修。车体采用当时技术相当成熟的铆焊连接法，但为了保证一定程度的机动性而牺牲掉了部分装甲厚度，所以在装甲防护方面略显薄弱；动力方面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制造的直立式四缸汽油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提供的输出动力让“维克斯”坦克可以在硬化路面的道路上以35千米/小时的速度进行机动。车体悬挂系统采用了台车式悬挂系统，双轨构造，左右各四对。每对承轨连接两个重负轮，左右两侧各两对重负轮装有弹簧结构，这种悬挂系统被认为是一种相当好的悬挂系统，可以承受长距离行驶(虽然它的设计仍然不能与克里斯蒂悬挂系统相比)，高强度钢制承轨可以承受至少4 800千米（3 000英里）的行驶，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设计。

“维克斯”6T轻型坦克分A、B两款，A型为双炮塔机枪型，分别在每个炮塔上安装有一挺“维克斯”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B型为双人单炮塔型，搭载一挺“维克斯”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及一门短管47毫米榴弹炮。而“维克斯”6T Mk E型则是其B型的专用出口型号。“维克斯”6T Mk B型轻型坦克的设计在当时坦克设计中实属创新，在此之前各国坦克炮塔的设计基本都是单人炮塔，车长除了要搜索目标，指挥全车之外，还要兼任武器装填手和射手的工作，对于战况的掌控以及火力运用有着诸多限制；“维克斯”6T Mk B型坦克的双人炮塔让车长可以更专注于指挥作战和对目标的搜索，将弹药装填的任务交给装填手完成，车长也就具备了发现目标后即时射击的能力。虽然车长任务仍然繁重(既要搜索敌情又要瞄准射击)，但是这种新的设计思想受到广泛肯定，被后来大多数的新型坦克所采用。除了炮塔设计之外，车体装甲方面初期设计最厚位置为13厘米，但可接受客户的需求增厚至17厘米。虽然名称为6吨坦克，但是如果加上了客户的需求，此款坦克的重量最终会增至8吨左右。英国陆军虽然对此款新型坦克进行测评，但是最后并没有采用，主要原因是悬挂系统的可靠性方面存在问题，在英国陆军确定不做采购后，维克斯公司开始对国外潜在买主发广告进行宣传。不久之后就有买主上门，但都仅限于少量购买，因此此款坦克只生产了153辆，但是其创新且优秀的设计却被其他国家所欣赏。波兰和苏联等国在得到授权后又开发出著名的7TP和T26系列车族，二者总数量高达12 000辆以上，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除了雷诺FT-17坦克以外全世界最为普遍的一款坦克。








中国的“维克斯”6T轻型坦克








1934年春，孔祥熙率领的“军事委员会特派考察团”考察欧洲各国后，于11月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维克斯公司购买了“维克斯”6T M1930 E/F型轻型坦克20辆，其中E型坦克16辆、F型指挥坦克4辆。这些“维克斯”6T坦克均依照中国的要求进行了装甲增强，其实际战斗全重为8吨。配备给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战车第一连使用，代号“虎”连，下辖3个战车排，每排5辆“维克斯”6T M1930 E型坦克，连部 1 辆“维克斯”6T M1930 F型指挥坦克，其余车辆作为备用车进行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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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改编为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第一连也被改编为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战车一连，原建制保留。同年12月，随战车教导营参加1935年实兵大演习，作为一线进攻主力进行操演。



[image: 演习中前进的“维克斯”6T E型轻型坦克]






演习中前进的“维克斯”6T E型轻型坦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联合发动兵谏，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华清池。为解救被困的蒋介石，13日，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未奉命令，即自行率教导总队一、二两团及总队直属部队渡过扬子江，由浦口火车站出发，经津浦铁路再转陇海铁路抵达潼关，据守下营一带，与据守赤水车站的张学良东北军形成对峙。16日，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张学良及杨虎城下达“讨伐令”，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徐庭瑶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先飞抵洛阳，再乘车赶赴潼关。并指派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副营长蔡庆华少校率领战车第二连作为先遣部队，进抵西安华阴地区。随后，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率全营赶上，配合教导总队进行“讨逆”作战。12月20日晚，教导总队第二团奉令攻击前进，战车教导营第一连16辆“维克斯”6T坦克进行掩护任务。当晚10时，战斗开始，战车第一连两辆坦克掩护步兵前进时，在步兵阵地后方开炮，因其步坦双方联络不善，炮弹直接落在己方阵地，造成友军两人阵亡。其后该役经过不到3个小时便即告结束，“讨逆军”占领赤水车站，东北军即向赤水以西张家岭一带撤退。12月25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调解下，蒋介石被安全释放，“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事后张学良也随同蒋介石夫妇一道返回南京。战车教导营因在回程途中经过南京下关煤炭集运区时，发生意外火灾，导致战车用油及部分车材被烧光殆尽，史称“煤炭江事件”。此事件被调查后又牵扯出了一系列盗卖汽油的贪污案件，为此战车教导营营长彭克定也因受到波及而被撤职，其营长之职由交辎学校练习队队长彭子言接任。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在南京方山成立，黄埔一期毕业生杜聿明少将任团长。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一连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一连，原建制与装备不变，之前所封存的“维克斯”6T M1930 F型指挥坦克划拨营部使用。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淞沪战役打响。8月19日，装甲兵首次参战。装甲兵团出动两个战车连和一个战防炮营，配属第87师(师长王敬久中将)攻击杨树浦街区。当日凌晨，战车第一连“维克斯”6T坦克随87师发起攻击，但因缺乏步兵的配合，所属“维克斯”6T坦克部分被日军击毁或击伤，战车第一连和战车第二连两名连长阵亡。其中，战车第一连连长郭恒健是在与协同作战的步兵研究配合进攻的过程中不幸被日军流弹击中而殉国的，于是刚刚新婚不久主动提前结束婚假赴沪参战的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便立即接替了战车第一连连长之职，驾车组织进攻。但由于没有伴随掩护的步兵支持，单车突进时，被日军阵地上的战防炮多次击中，乘员全部牺牲（日军在将此车拖回阵地后，还在郑连长的遗体旁发现了他新婚妻子的照片）。20日，新调来的国民革命军第36师(师长宋希濂)参加攻击。21日凌晨，36师再度对汇山码头展开攻击，一度攻到黄浦江边。但天亮后，日军军舰开始猛烈炮击，日机也开始空袭，攻进码头的部队被迫退回，战车第一连参战坦克也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八·一三”淞沪会战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也是中国装甲兵第一次与外敌交战。由于受市区建筑的限制和坦克本身机械问题的影响，同时由于参战步兵未经过与坦克协同作战的训练，在坦克进入街市内时，步兵只知躲避，坦克在前突击却无步兵上前掩护，导致坦克孤军冒进，造成惨重的损失。战车第一连所使用的“维克斯”6T坦克在淞沪会战中，被日军火炮及飞机击毁3辆，8辆受到轻重不等的损伤，并且有2辆被日军俘获，其中一辆就为战车第一连连长郭恒健的“维克斯”6T M1930 F型的指挥坦克（实为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所使用）。



[image: 淞沪会战中在进攻时不幸陷入泥中无法行驶的58号战车]






淞沪会战中在进攻时不幸陷入泥中无法行驶的58号战车



[image: 58号车乘员弃车撤退]






58号车乘员弃车撤退



[image: 日本海军陆战队俘获修复后的58号车]






日本海军陆战队俘获修复后的58号车



[image: 战车第一连58号车上的英国制造商制作的出厂铭牌]






战车第一连58号车上的英国制造商制作的出厂铭牌



[image: 日军正在阻击由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指挥的“维克斯”6T坦克]






日军正在阻击由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指挥的“维克斯”6T坦克



[image: 日军正将被击毁的战车第一连连长指挥车（郑绍炎使用的）拖回己方阵地]






日军正将被击毁的战车第一连连长指挥车（郑绍炎使用的）拖回己方阵地



[image: 被日军拖走的“维克斯”6T F型指挥坦克，成为趾高气扬的侵略者炫耀的“战利品”]






被日军拖走的“维克斯”6T F型指挥坦克，成为趾高气扬的侵略者炫耀的“战利品”



[image: 被日军运回国内展览的“维克斯”6T轻型坦克]






被日军运回国内展览的“维克斯”6T轻型坦克

之后，装甲兵团由于损失过大被迫退出战场前往湖南湘潭进行整训与补充。1938年1月，剩余“维克斯”6T坦克编入新组建的陆军第200师1149团（战车团）第一营。有档案显示，国民政府在1937年年底又向英国订购了12辆“维克斯”6T坦克及相关零部件共421份，所需的47毫米战车炮弹7 200发，到货后补充给第200师战车团使用。之后该营战车编组为突击纵队参加了1938年5月的兰封会战，战斗中遭日军击毁损失了3辆坦克。兰封会战结束后，剩余的“维克斯”6T坦克与苏联援助中国的T-26B型坦克及其他型号战车划归新组建的新编第十一军，成立新编第十一军装甲兵团。1938年11月，改番号为陆军第五军装甲兵团，并随部队参加桂南会战，协助步兵作战获得昆仑关大捷。但该坦克的具体作战情况鲜有记录，所以其使用和损失不明。之后由于该型坦克性能、火力和防护力在当时已略显落后，所以基本上成为第二梯队和训练用车，并有部分编入装甲兵学校作为教学用车，直至蒋介石政府撤台后仍最少保有一辆“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但最终结局不明。

抗战初期英制“维克斯”6T M1930 E型坦克涂装

本车为抗战爆发前至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中国使用的英国造“维克斯”6T坦克的标准涂装样式。此车型乘员3人，装有47毫米榴弹炮1门和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1挺。其车体保持了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所谓四色实边迷彩，就是由黄色、浅灰色、深棕色和草绿色四种不规则色块组合，并由黑边连接形成的伪装迷彩。是当时英法等欧洲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段时间广泛采用的一种迷彩样式，受其影响当时中国进口的绝大多数重型装备，如坦克、装甲车，火炮、防空炮以及大型防空测量装备都采用类似的迷彩样式。编号与徽记涂装方面则是在炮塔右侧为白色双位数阿拉伯数字标注各车的序号。数字基本为50～66。炮塔左侧则标有其连队代号的白色“虎”字。此型坦克没有涂装青天白日军徽。

“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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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封会战期间第200师英制 “维克斯”6T M1930 E型坦克涂装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战车第一连被调往湖南湘潭进行整训，并于1938年5月参加兰封会战。此时中国军队使用的英国造“维克斯”6T坦克仍保持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但编号与徽记涂装方面则有所改动，抹去了原炮塔右侧的车体序号和左侧的连队代号（白色“虎”字）。换以第200师战车营/第五军装甲兵团的编号涂装样式，即在坦克前装甲右侧及车体后部下方涂装青天白日军徽，车体前装甲左侧及车体后部下方的青天白日军徽上面涂装白色双位数阿拉伯数字车体序号。另外用青天白日军徽覆盖了炮塔左前侧原连队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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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军装甲兵团英制 “维克斯”6T M1930 E型坦克涂装

1937年年底，当时的中国政府又从英国进口了12辆“维克斯”6TM1930 E型轻型坦克来弥补此前战争中的损耗。这些“维克斯”6T坦克的涂装样式已经被制造厂家更换成黄色、深棕色和草绿色三色相间的迷彩涂装。编号与徽记涂装方式为炮塔的左、右两侧及后面各涂有一个青天白日军徽，并按照第五军装甲兵团战车编号的涂装规范在车体前装甲右侧涂装青天白日军徽，在车体前装甲左侧涂装白色阿拉伯数字“5”开头的三位数车体序号。序号开头的数字“5”，代表其所属部队的大型主力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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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制 “维克斯”6T M1930 F指挥型坦克涂装

“维克斯”6T M1930 F型轻型指挥坦克是在“维克斯”Mk B型单炮塔轻型坦克的基础上研发的一种装有大功率无线电电台用于联络指挥的变型车，据说是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为满足中国的要求特别设计生产的一款指挥坦克。其外形上与标准型的E型有少许不同，其最大的区别是在原炮塔后部增加了一个近似梯形的铆接方箱，以存放大功率无线电收发报机。原有的炮塔舱盖也更换为双开圆形舱门以便人员出入，且舱门位置也从炮塔顶部的中心偏右换成了顶部中心偏左的位置。两个车前大灯增加了护罩。中国当时总共购买了4辆该型坦克，作为战车连连长用车。在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战车第一连连长郭恒健和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就是使用这款坦克参加了攻击杨树浦的战斗，由于中国军队参战步兵缺乏步坦协同的作战经验，以至其在巷战中该车孤军深入，被日军反坦克炮火击中，还眼睁睁地看着被日军拖回了阵地，成为所谓“战利品”。此车车体涂装于中国军队使用的“维克斯”6T M1930E型轻型坦克一样保持了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但车体及炮塔上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军徽与序号标记。估计是因为作为连指挥车的此型坦克数量不多，而且其外形也足以与其他车辆区分，故而省略了这些识别标记。

“维克斯”6T M1930 F型轻型指挥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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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型水陆两用轻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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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国外战车博物馆中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实物]






国外战车博物馆中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实物

所谓水陆两栖坦克（又称水陆两用战车），就是既能在陆地行走、又能在水上行驶的坦克。早在坦克问世不久，一些国家就试图研制一种能够遇山过山、逢水过水，在陆地和水上都能够畅通无阻的水陆两用坦克。因为，坦克于1916年走上战场后，作战能力愈加显露，但在战斗中，往往可能被一条小河挡住去路，从而贻误战机。1916年，俄国发明家柴可夫斯基（与同名的音乐家不是同一人）曾设计过一种水陆两用坦克试验车，但没有投入建造。1920年，柴可夫斯基又设计并试制了名为“泰普洛克霍德”的3人水陆坦克，该坦克装有76.2毫米火炮，但仅作研究之用，仍未能大量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和美国率先开展了水陆坦克的研制工作。当时，人们称这种独特的装甲车辆为汽车船或两栖装甲车。1918年，法国施耐德公司研制出一种称为“施耐德伊洛朗”的水陆坦克，该坦克车体较大，重7.7吨，装有1门37毫米火炮和1挺机枪。1919年，法国雷诺公司生产出FT型水陆坦克，该坦克无炮塔，采用新式船型车体，法军将其作为装甲人员输送车辆使用。与此同时英国也在抓紧研究自己的水陆两用坦克，直至1931年，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研发出一款两人用轻型水陆两栖坦克命名为“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M1931A4E11型（又称L1E1型）轻型水陆两栖战车。后又经改进，推出A4E12型（又称L1E2型），1932年正式投产。这种水陆两栖战车采用铆接船型防水车体和一对焊接的钢制浮体。转向舵装在螺旋桨后面的一个圆筒里，由驾驶员的操纵杆控制转向。其车体全重2.17吨，陆上速度40千米/小时，在水中 6千米/小时，行程 150千米，火力为1挺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装甲厚9毫米，乘员2人。英国军方由于发现这种坦克的悬挂装置容易损坏而且机械部分不可靠而没有装备，但却被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当时称荷属东印度）和苏联等国购买，苏联还仿制了其本国型号T33，并以此设计为基础，开发出了自己国家的著名水陆坦克型号T37与T38型。



[image: 停放在英国工厂内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样车]






停放在英国工厂内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样车



[image: 进行水上航行测试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进行水上航行测试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中国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用轻战车








在中国曾有过两支部队使用过“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A4E12型（又称L1E2型）轻型水陆两栖战车，这就是南京中央政府的战车教导营第二连（代号“龙”连），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组建的地方部队“南粤战车大队”。其中南京中央政府的战车第二连拥有16辆，后又采购12辆予以补充之前的战斗损失，其型号均为A4E12型的后期型号。陈济棠的南粤战车队拥有12辆，其型号均为A4E12型的初期型号。合计中国当时总共装备过“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M1931 A4E12型共4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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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用轻战车










[image: 战车第二连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第86号车]






战车第二连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第86号车





[image: 战车第二连的装甲兵登车执行训练]






战车第二连的装甲兵登车执行训练

孔祥熙考察欧洲各国后，通过香港洋行购买的英国战车中除“维克斯”6TE/F型轻型坦克辆外，还采购了16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M1931 A4E12后期型水陆两栖战车（当时叫水陆两用浮游战车），这款型号的战车在原有初期型的基础上将机枪塔舱盖加大，以更好的方便乘员出入。1935年到货后，随即配属给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战车第二连使用，代号“龙”连，下辖3个水陆战车排，每排5辆，连部1辆作为连长用车。同年11月，交通兵第二团战车营改编为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二连也随同改编为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战车二连，原建制保留。12月，随战车教导营参加1935年实兵大演习，任务是辅助其负责一线主攻的战车第一连“维克斯”6T轻型坦克完成进攻任务。1937年抗战爆发，战车第二连与战车第一连奉命驰援上海，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殉国，但其战车损失中日双方都没有记录，有一种说法是战车第二连参战战车大部被毁，但笔者对其水陆战车是否参战尚存异议，因为有参战老兵回忆，当时战车第二连的多数战车都在修理厂进行维修保养，没有来得及赴沪参战。同时，也没有中日双方的战损和掠获记录，历史照片就更不见其水陆战车的踪影，所以笔者推断其战车第二连只是部分人员被抽调到战场做为预备兵员使用，其所属装备并没有参与淞沪地区的作战。

战车教导营的战车第一连和战车第二连由于损失过大不得不退出淞沪会战前线，前往湖南湘潭进行整补。此期间又装备了国民政府于1937年年底向英国购买的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4E12后期型水陆两栖战车。直到1938年1月，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00师1149团（战车团）第一营。但不久就接收到由苏联为中国抗战提供的新型苏制坦克车辆，于是原有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战车被淘汰，移交给中央陆军机械化学校（简称机校）作教学使用。其最终归宿不明。






车体涂装








南京国民政府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二连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M1931 A4E12后期型水陆两栖战车也和战车教导营战1连使用的Mk E坦克一样保持了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其机枪塔左侧标有其白色手写繁体汉字“龙”字的连属标记，并套以圆形、内凹四边形和盾形的红色外圈做以排属标记，分别表示第1、第2、第3排。机枪塔右侧则是在各排排属标记内标示其各车序号。其序号为71～86（后人推测，可能与历史事实有所出入）。此种战车也没有涂装青天白日徽。

但该连连长所用其指挥车则在其机枪塔左右两侧涂有青天白日军徽，车体其他位置没有涂装任何连属标记和车体序号。

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4E12型 水陆两栖轻战车后期型（南京战车教导营指挥官座车）涂装



[image: 阅兵式中的战车第二连连长用车]






阅兵式中的战车第二连连长用车



右图为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二连连长郑绍炎少校的座车，其车体涂装采用与战车第一连使用的“维克斯”6T Mk E型轻型坦克相同的原厂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机枪塔两侧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作为识别标识，其他位置没有涂装车辆序号和连识别标志。其连长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并未使用此车，而是接替此前牺牲的战车第一连郭连长（因下车与步兵协调配合而遭日军流弹击中而殉国）使用的“维克斯”6T Mk F指挥型坦克参加作战的，在突击日军阵地时被敌反坦克火力击中，不幸殉国。而郑连长的这辆座车后被转给中央陆军机械学校做教学训练之用。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1931 A4E12型水陆两栖轻战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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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车教导营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4E12型水陆两栖轻战车后期型标准涂装

本车为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二连三排第86号车，其车体采用英国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其机枪塔左侧为代表战车第二连的白色手写繁体汉字“龙”字标识，外套战车三排的盾形红边；机枪塔右侧涂有白色手写阿拉伯数字“86”的车体序号。且未涂装青天白日军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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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战车大队








广东军阀陈济棠主政南粤期间，为了增强军事实力，对抗中央政府，利用当时中国最主要的进出口海上贸易通道之一广州，向西方各国大肆购买武器装备，扩充军备。1932年，他从英国购买了包括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4E12初期型水陆两栖战车、15辆装甲车（其中14辆为重2.5吨的机枪型装甲车，配有轻重机枪各1挺，并可搭载8～10名步兵，每人配手提机枪（冲锋枪）1支或二十响驳壳枪1支。另一辆是指挥车，重5吨，装有20毫米机关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 挺，可搭载乘员及步兵14人）和数辆火炮牵引车在内的大量轻重武器，组建了一支自己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南粤战车大队。



[image: 南粤战车队初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南粤战车队初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陈济棠将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4E12初期型水陆两栖战车编为1个战车中队，由战车大队副大队长任飞少校指挥；将15辆装甲汽车编为1个装甲车中队，由战车大队副大队长吴振华少校指挥；战车大队长则由陈济棠的“五虎将”之一邓龙光之弟邓鄂中将（法国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3期毕业生）担任。

1936年，陈济棠以抗日名义通电反蒋，但因其手下余汉谋在粤北通电拥蒋反陈，并率部进逼广州，迫使陈济棠外逃香港。至此还没有在战场上抛头露面的南粤战车队，归属新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总指挥的余汉谋。于是余汉谋派手下张杰英与梁燕担任战车大队正副大队长，后又改派曾留学德国的总部参谋处参谋曹绍恩中校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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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正在进行训练的南粤战车队“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正在进行训练的南粤战车队“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image: 南粤战车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车组人员]






南粤战车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车组人员



[image: 被日军俘获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被日军俘获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登陆，并迅速逼近增城，矛头直指广州。时任中国第四战区副司令的余汉谋迅速组织军队到增城一带防御，计划在增城、正果、大仙岭一带构筑防御线，与日军决一死战。16日晚，余汉谋下达了战斗命令，战车大队被作为一支奇兵，布置在增城中岗地区，听命于已在此驻守的第186师指挥。接到命令之后，战车队便迅速奔赴战场。17日傍晚，战车队到达离增城县城1千米的中岗地区，马上与186师取得联系，希望了解敌军的具体情况。但是，186师的参谋对已登陆的日军情况也不了解，只回复说：“现在我们是打‘盲眼战’，只有随机应变”。日军的飞机很快就发现了战车队的行踪，便将离增城不足1千米处一座开往前线必经的木桥炸毁。战车队马上请求186师派工兵修复，确保战车通行，但186师的工兵因器材不足，一直没有将桥修好。战车队队长曹绍恩及参谋刘炽只好命令队伍迅速构筑临时阵地及个人掩体，做好战斗准备。20日凌晨，186师给战车队下达了战斗命令，但如何打、怎样协作，说得含糊不清；又由于前方已没有通路，无法主动出击，只好下车改用徒步作战，占领有利地形就地阻击。士兵们将装甲车上的轻重机枪拆卸下来，作为步兵武器使用，车辆则隐藏在树林之中。12辆水陆两栖战车，其中6辆布置在防御阵地第一线，另6辆布置在第二线防御阵地上。拆卸下来的20多挺轻重机枪及1门20毫米机关炮被布置在第三道防御阵地上，目的是对空防御，集中火力打击日机低空轰炸扫射。天刚破晓，日机便发动了空袭，将隐藏在树林中的装甲车炸毁5辆，数十人伤亡。空袭结束后，很快日军就出动了10辆九四式轻型装甲车在步兵地掩护下向我军防守阵地发起进攻，同时日军利用炮火将防守地域的桥梁全部炸毁，使战车队剩余的10辆装甲车进退两难。可就在这紧要关头，战车队队长曹绍恩竟然失踪了。于是少校参谋刘炽主动担负起指挥之职。他当机立断，组织所有人员突围，命令专人将全部剩余装甲车的动力装置炸毁，使其不能被日军俘虏使用。待将其车辆全部破坏后，刘炽命令装甲车队不足70人的剩余官兵随身携带所有能带走的武器，不能带走的就地拆散破坏，向从化公路撤退。而负责配合正面防御的战车中队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在与日军的激战中被毁数辆，剩余的几辆在战车队指挥官不知去向的情况下，乘员也纷纷弃车而逃，将这些战车完完整整交给了日军。仅有一辆冒死冲出重围，撤退到清远县的白石谭圩，后被清远警备司令陈文接收，作为教练车使用。这支由陈济棠一手建立起来的南粤战车队就此完全消失了，它悲壮且短暂的历程也算得上是中国装甲部队抗战史上一段小小的插曲。



[image: 日军将掠获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与本国生产的SR水陆战车进行对比测试]






日军将掠获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与本国生产的SR水陆战车进行对比测试

另外，日军曾将掠获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运回日本本土，由研究部门进行了测试。在吸取了相当的数据后，改进了自己研发的SR系列水陆两栖战车。






南粤战车队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水陆两栖战车








南粤战车中队所使用的 12 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A4E12初期型水陆两栖战车的车体涂装方面与国民政府战车教导营战车第二连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4 A1E12后期型水陆两栖战车一样，采用英国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方式。但在车体序号上，却按时间划分成两种不同的样式。其一，是陈济棠初建战车中队之时，车体序号为白色手写阿拉伯数字“1～12”，分别涂在车体工具箱的左侧中部和车体右侧钢制浮体的中部。其二，是余汉谋驱逐陈济棠、接手广东后，南粤战车队归其所属直至覆灭的这段时期。此时的水陆两栖战车均在其原有车体序号的位置重新涂装新的编号，分别以三位阿拉伯数字作为序号样式，第一分队为阿拉伯数字“1”开头，中间加数字“0 ”，最后为车辆实际编号，即第一分队三号车的车体序号为“103”；第二分队编号形式与第一分队相同，即第二分队五号车的车体序号为“205”，除此之外车体其他位置没有任何识别标识。战车中队的指挥座车则是在其机枪塔两侧各增加一个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车体没有涂装编号。

南粤战车队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A4E12型水陆两栖轻战车初期型早期涂装

左图为南粤战车大队初建时期，战车中队的第一分队6号车，其车体采用英国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样式，车体两侧分别涂有白色阿拉伯数字“6”代表其车体序号。其他位置无任何识别标识。值得一提得是此图中的机枪塔右侧手绘青天白日变型军徽并非是当时该车真正原貌，而是照片后期增加的（也算是中国较早的PS照片了，误导了很多国内外爱好者，可谓是有图未必有真相），其原因可能是国民政府为宣传之用而特意修改的。



[image: 南粤战车队的原始照片]






南粤战车队的原始照片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1931 A4E12型水陆两栖轻战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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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战车队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1E12型水陆两栖轻战车初期型后期涂装

这辆M1931 A1E12水陆两栖坦克为余汉谋接管南粤战车大队后，战车中队的第二分队1号车。其车体仍采用英国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只是在车体两侧原有的序号位置上重新用白色三位阿拉伯数字序号予以替换，即车体序号为“201”。其他位置无任何识别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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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中国装备的非战斗性全履带式车辆













全履带式装甲车辆








履带是一种由主动轮驱动、围绕着主动轮、负重轮、诱导轮和托带轮的柔性金属链环，由履带板和履带销等组成。履带销将各履带板连接起来构成履带链环。履带板的两端有孔，与主动轮啮合，中部有诱导齿，用来规正履带，并防止履带在车体转向或侧倾行驶时不会因重力影响而脱落，在与地面接触的一面有加强防滑纹，以提高履带板的坚固性和履带与地面的附着力。全履带式车辆就是一种全部由履带作为行走机构，进行驱动转向和行驶的车辆。早在坦克诞生之前的1903年，履带车辆就被发明出来，主要是当作农业用的牵引车，英国政府的军事机构这时候也注意到了这种履带车辆，不但在1915年2月成立了以“陆舟”（Landships）命名的研究机构，还向其制造商HOLT购买了两台牵引车做研究，同年年底，该政府的科研机构研发出了被称为“小威利”的第一辆装甲履带车。随着在机械化战争理论的不断发展，军用全履带车辆也作为坦克这一主战兵器的伴随保障装备不断得到发展，诞生出诸如履带式运兵车、履带式工程抢修车、履带式牵引车、履带式指挥车以及履带式救护车等等与其工作性质相关的车型。








中国各地的履带式火炮牵引车








中国的土地上也较早出现过全履带式车辆的身影，在20世纪初期，各地军阀就以农业使用的名义大量从英法等国进口履带式牵引车，作为其重型火炮的牵引工具，用于军阀之间的混战，其中尤以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奉系为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侵占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就曾大量掠获这些由英法等国制造的履带式牵引车。








南京国民政府的履带式牵引车








1935年，孔祥熙在欧洲各国考察回国后，从英国订购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的同时，还从英国“维克斯”公司订购了包括20辆“维克斯”B12 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和20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在内的大量辅助装备。这些轻重型履带牵引车用以牵引国民革命军装备的各型英制防空火炮。








“维克斯”B12 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








1928年英国维克斯公司利用“维克斯”6T轻型坦克的底盘推出了一款“维克斯”通用中型履带式牵引车，适合军事和非军事用途。英国陆军在1930年到1932年评估了这款设备，基于此前受“维克斯”6T坦克性能缺点的影响和功率不足等原因，最终没有决定采购。但是维克斯公司并不气馁，又在1934年利用这种底盘开发了一种专用的炮兵牵引车，并使用了功率更大的AEC C1柴油发动机，定型为“维克斯”B12 E1型重型履带牵引车。这次英国陆军终于订购了12辆，还另外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龙”式重型4号火炮牵引车。用以牵引一个炮兵团的60磅（口径为127毫米）重型火炮。在1939年这些“龙”随英国远征军去了法国抵御进攻中的纳粹德军，结果全部损失。这种“维克斯”重型火炮牵引车也成功的出口到了海外，1932年德国Siemens-Schuckert公司购买了一辆用于研究，1938年印度也购买了18辆。之后维克斯公司又在其底盘上安装了1门40毫米防空机关炮，使其成为了一款自行高射炮（俗称乓乓炮），泰国订购了22辆。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也采购20辆“龙”式中型履带式牵引车，配属防空学校的高射炮营，牵引其配属的瑞典造博福斯M1929 型75毫米高射炮。在1937年年底的南京保卫战中因与高射炮未及撤出，遗弃于中央农业试验场内，最少有4辆牵引车和高射炮被日军虏获，其余的车辆随部队转战兰州、武汉、重庆等地。抗战结束前因战损及装备老化而被淘汰等原因，退出了历史舞台。








车体涂装








南京防空学校高射炮营所属“维克斯”B12 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均采用英国维克斯公司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方式，其车体前部与后部使用其国民政府的早期机车专用号牌，为白色做底，套以红色边框，中间位置为红色车辆序号，但并未使用军方的标准，在编号前加繁体汉字“军”字。车体两侧均有白色手写车体序号。其他位置无青天白日军徽标识。



[image: 日军掠获的“维克斯”6T“龙”式中型履带式牵引车]






日军掠获的“维克斯”6T“龙”式中型履带式牵引车



南京防空学校高射炮营英制 “维克斯”6T“龙”式履带牵引车涂装

这辆“维克斯”6T“龙”式履带牵引车为参照日军掠获的1辆“维克斯”B12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的涂装样式所绘制，其车体涂装和序号均为国民党革命军使用之标准，并在车体前后安置中国军队早期使用的统一车辆号牌。只有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在车体两侧的序号下方出现了“2部”两个汉字。笔者不确定这是否是中国军队使用此车时所绘制，还是被日军掠获后移交给国内兵工厂，由其日方技术人员所绘制的？暂且存疑。

“维克斯”B12 E1履带牵引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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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是由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初，基于“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轻型战车底盘的基础上，开发的一款轻型通用牵引车，可作为军用与非军用牵引车使用，被广泛生产及使用。英国军方将其用于牵引75毫米及以下口径火炮使用，并被多国购买和仿制。此款车型一直服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image: 国外博物馆保存的“维克斯”5吨通用履带牵引车实物]






国外博物馆保存的“维克斯”5吨通用履带牵引车实物



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5年也订购了至少24辆的此型牵引车，用以装备防空学校的高射炮营下属的6个75毫米博福斯高射炮连中的5个连，每连4辆。这些牵引车后随部队转战中国各地，但具体损失与结局不明。






车体涂装










[image: “防空学校”LOGO南京防空学校校徽]






“防空学校”LOGO南京防空学校校徽



南京防空学校高射炮营在成立初期，就设计了专用的校徽。其样式为白色圆形衬底加红色弓箭刺穿雄鹰的图案，寓意将所有来自空中的威胁全部消灭，并将其涂装在所有该校使用的运输工具上作为识别。所以同样的标识也使用在其高射炮营装备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上，高射炮营配属的“维克斯”轻型履带牵引车车体均采用深绿色单色涂装，可能为生产厂家出厂时的一种标准涂装。车体前部涂有“防空学校”字样及校徽，下方为车辆编号。1937年，高射炮营扩编后归属作战部队，但仍由防空学校指挥，这些所属的“维克斯”轻型履带牵引车笔者推测可能都将原有的校徽标记去除，由各部队自行绘制战车伪装颜色和识别标记了。

南京防空学校高射炮营英制“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涂装

右图为南京防空学校下属的高射炮营所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4号车，其车体涂装为深绿色单色涂装，可能为生产厂家出厂时的一种标准涂装。在序号和识别标识方面则在车体前部涂有“防空学校”字样及校徽，下方为车体序号“4”。此车为牵引瑞典造博福斯 M1929 型 75 毫米高射射炮之用。



[image: 南京防空学校配备的“维克斯”5吨通用履带牵引车]






南京防空学校配备的“维克斯”5吨通用履带牵引车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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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陈济棠防空部队使用的履带式牵引车








广东军阀陈济棠1935年在从英国购买水陆两栖战车和装甲汽车的同时，也曾为自己的地方防空部队购入了3辆“维克斯”B12 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和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用以牵引从瑞典购买的博福斯M1929 型75毫米高射炮。当时陈济棠拥有1个防空大队，下辖3个中队。第一中队配备博福斯M1929 型75毫米高射炮12门。1936年，陈济棠反蒋失败被迫下台后出逃香港，这些武器装备就都到了其原下属余汉谋的手里。高射炮大队改编为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原中队改编为连，每连由1辆“维克斯”B12 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作为连长指挥用车，搭载各连指挥与测绘人员及其使用的装备；另配4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各牵引1门博福斯M1929 型75毫米高射炮。1938年，高射炮营随所属部队参加了广州地区及粤汉铁路沿线的对日防空作战。遗憾的是这些部队参战还没多久，就随着广州的沦陷而不复存在了，绝大部分装备都尽落敌手。甚至有很多完好无损的被遗弃在广州街头，任由日军拾获。



[image: 日军在广州街头“捡拾”的“维克斯”6T龙式履带牵引车及牵引的高射炮]






日军在广州街头“捡拾”的“维克斯”6T龙式履带牵引车及牵引的高射炮





[image: 日军掠获后进行修复的“维克斯”6T“龙”式履带式牵引车]






日军掠获后进行修复的“维克斯”6T“龙”式履带式牵引车



[image: 被日军运回国内展出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






被日军运回国内展出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






广东防空部队的“维克斯”重型履带牵引车车体涂装








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装备的“维克斯”B12 E1型“龙”式重型履带牵引车是陈济棠于1935年为其前身南粤防空大队采购的，其数量并不多。主要作为3个高射炮连的指挥测绘人员座车，每连1辆。其涂装样式采用英国维克斯公司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方式，并在车体前装甲的左右两侧涂有双位大写英文字母作为部队代号加以区分，其他位置均无青天白日军徽标识和车体序号。

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英制 “维克斯”6T龙式履带牵引车涂装

本车为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75毫米高射炮连的连长座车，车体采用英国维克斯公司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样式，车体前装甲左右两侧分别涂有大写英文字母“AA”作为部队代号与其他车辆进行区分，其他位置没有青天白日军徽和车体序号。此车在参加保卫广州市区的对日作战中被日军掠获。



[image: 南粤战车队使用的“维克斯”系列牵引车]






南粤战车队使用的“维克斯”系列牵引车





[image: ]











广东防空部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车体涂装










[image: 早期南粤炮兵部队的“维克斯”5吨履带是通用牵引车]






早期南粤炮兵部队的“维克斯”5吨履带是通用牵引车



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由南粤防空大队改编后，其装备的1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与所牵引的防空高射炮继续使用。这些轻型履带牵引车均涂有英国维克斯公司出厂时的四色实边迷彩。编号方式则采用大写英文字母做部队代号和阿拉伯数字做车体序号的混合编排方式作为车体序号使用白色油漆涂装在车体两侧。

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涂装

下图为广东防空处高射炮营第三连所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轻型履带牵引车4号车，其车体涂装为英国维克斯公司原厂的四色实边迷彩涂装，车体左右两侧涂有白色车体编号，编号为“AA23N24”，其中“AA”代表高射炮营；英文后的两个阿拉伯数字“2”代表其所牵引的75毫米高射炮代号或部队代号；阿拉伯数字“3”代表连队序号；字母“N”代表车体序号的英文缩写以分隔其连属序号与车体序号；阿拉伯数字“4”代表车体序号。以本车为例，将其连起来读便是“牵引75毫米高射炮的高射炮营第三连4号车”。此车在而后日军进攻广州的战斗中被敌炮火击毁。



[image: 接受检阅的广东防空部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






接受检阅的广东防空部队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5吨级通用履带牵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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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列入编制序列或疑似中国方面曾经使用过的 部分履带式装甲车辆








以下介绍的履带式坦克战车，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之前曾经少量购买进行使用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一些在坊间仍有争议的中国是否曾购买或使用的坦克装甲车辆。笔者经过近十年的研究和考证得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和推论在此与读者分享。同时也给爱好这方面的同好们提供一些参考，期望能挖掘出更多的真实史料予以解答。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1933型轻型坦克








1933年，英国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在其制造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IV型超轻型战车底盘的基础上研发了一款新式的双人轻型机枪战车，命名为“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3型轻型战车。英国陆军为此订购了几十辆装备部队。同时还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将其出口型号命名为“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4型，后又改进出大名鼎鼎的M1936型坦克。将其销售到比利时、瑞士、阿根廷、拉脱维亚、立陶宛、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等世界各国，其出口型采用了在“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轻型坦克中广泛使用的改进型霍斯曼悬挂（倾斜双弹簧样式）。M1933/34型的机枪塔为较早设计圆筒形，而M1936型的则为改进为六边形扩大了战斗室内部空间。该车装1挺7.7毫米维克斯水冷式重机枪，发动机为1台67.1千瓦梅德斯EST-6缸水冷发动机。最高时速可达65千米/小时。之后部分国家还给它加装了火炮或机关炮，使其成为了一款快速轻便的炮战车。



[image: 测试中的“维克斯”M1933型轻型坦克]






测试中的“维克斯”M1933型轻型坦克





[image: “维克斯”M1933/34早期出口型轻型坦克]






“维克斯”M1933/34早期出口型轻型坦克





[image: 改进了炮塔的“维克斯”M1933/34轻型坦克]






改进了炮塔的“维克斯”M1933/34轻型坦克



[image: “维克斯”M1934后期标准型轻型坦克样车]






“维克斯”M1934后期标准型轻型坦克样车



[image: 外国博物馆中展示的“维克斯”M1936轻型坦克实车]






外国博物馆中展示的“维克斯”M1936轻型坦克实车






中国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1933型轻型坦克








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香港的怡和洋行向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采购了4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3型轻型坦克的出口型，即M1934早期型，配属南京中央军校教勤部队做教学用车。台湾方面资料记载为4.48吨（西方资料为3.8吨）。对于中国当时购买的这4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轻型机枪坦克来说，在型号上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方面当时采购的为最新型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6型轻型坦克。这种说法在一些英国方面出版的书籍中多有采用，并被西方学者广泛认同。但通过台湾方面出版的资料来看，中国方面当时并没有真正装备这款“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轻型机枪坦克，而仅仅是维克斯公司当时向中国方面提供M1933/34这种型号用于测试的样车。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方面当时拥有的此车型号最大可能就是“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3/34轻型坦克早期出口型。由于至今为止仍未发现任何关于当年中国军队使用此型战车的历史照片，这个谜团还不能完全解开，只能等待更多的真相浮出水面。








车体涂装








由于中国当时拥有的这4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3/34轻型坦克均为当时厂家提供的测试用车，所以没有涂装迷彩。笔者推测此车型应该采用原厂提供的深绿了单色涂装。但序号和军徽方面因没有具体却清楚地历史照片进行佐证，所以笔者按照中国军队早年战车涂装的习惯大胆推测，当时的使用人员可能在其车体的前后方，以及机枪塔两侧涂有青天白日军徽。另一种可能就是只在车体四周涂有白色车体序号，其余位置没有任何标记。

英制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1933/34型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从英国购买、南京中央军校作教学使用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1933/34轻型坦克。其车体为原厂涂装的深绿色单色涂装样式。序号及徽记方面，笔者按照自己的推测和想象在其车体前部右侧和车体后部舱门及机枪塔两侧涂装青天白日军徽。但是否符合事实还要等待更多的历史照片现世，方可得解。

“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1933/34早期出口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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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斯”6T M1930 A型轻型坦克








“维克斯”6T M1930 A 型轻型坦克（又称“维克斯”6T Mk E A 型）是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1928年出品的“维克斯”6T系列坦克的原型车。其底盘与行走机构与之前提到的“维克斯”6TM1930 B型轻型坦克相同，区别在于“A”型采用是双机枪塔的武器配置，即车体战斗室上方左右各安装两个圆筒形机枪塔，分别配备英国造“维克斯”7.7毫米水冷重机枪1挺。由于英国军方并没有采购该型坦克，所以生产的所有“维克斯”6T M1930A型轻型坦克大多都出口到国外，并衍生出多种改型。








日本使用的“维克斯”6T M1930 A型轻型坦克










[image: 此照片中从左至右依次为被日军掠获回国的中国军队使用的维克斯6T E型·德制1号A型坦克，及日本购买的“维克斯”6TA型坦克]






此照片中从左至右依次为被日军掠获回国的中国军队使用的维克斯6T E型·德制1号A型坦克，及日本购买的“维克斯”6TA型坦克





[image: 日本《战车大博览会》中展示的本国购买战车中的英制“维克斯”6TA型轻型坦克]






日本《战车大博览会》中展示的本国购买战车中的英制“维克斯”6TA型轻型坦克

此前有一张当时日军战车学校的历史照片，反映了一名日军士兵清扫掠获自中国军队的英制“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和德制“克虏伯”1号A型坦克车上积雪的场面，其中照片右边赫然出现了1辆编号为“102”的“维克斯”6T M1930 A型轻型坦克，使很多人认为甚至是断定中国购买的“维克斯”坦克中有“A”型的存在，但笔者经过与同好们大量的调查与考证发现，其并不是中国政府向英国所购买的。而是日本军方在1930年从英国维克斯公司购入的2辆“A”型出口型中的其中1辆，由于日方对其性能和火力方面不尽满意，转而专注于自己本国的九五式轻型战车的开发，而没有大量购买和装备部队。



[image: 日本“维克斯”6TA型轻型坦克的车体特写，其左侧炮塔的武器被拆下，原因是当时测试时换装了日军使用的日制重机枪]






日本“维克斯”6TA型轻型坦克的车体特写，其左侧炮塔的武器被拆下，原因是当时测试时换装了日军使用的日制重机枪

日本《战车大博览会》里展示的本国购买战车中的英制“维克斯”6TA型轻型坦克日本“维克斯”6TA型轻型坦克的车体特写，其左侧炮塔的武器被拆下，原因是当时测试时换装了日军使用的日制重机枪

日军英制 “维克斯”6T M1930 A型轻型坦克涂装

日本购买的2辆“维克斯”6T M1930 A型轻型坦克起初为绿色单色原厂涂装，待抵达日本后，被日本军部本部下属的兵工厂将其改涂成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军装甲车辆惯用的仿法式战车迷彩样式，即以大块黄色、绿色、灰色和红褐色色块进行不规律组合，加之黑色线条予以分隔。此车为日军购买的测试用“维克斯”6T A型轻型坦克中的其中1辆，主要进行武器测试，所以其右侧机枪塔原有的1挺“维克斯”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改换成了1挺日制三十八年式重机枪。在编号方面则是在车体战斗室前装甲上涂有日军通常使用的白色三位阿拉伯数字，即“102”来表示其车体序号。

“维克斯”6T M1930 A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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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意大利军队使用的“菲亚特”3000轻型坦克]






意大利军队使用的“菲亚特”3000轻型坦克






“菲亚特” FIAT-3000 1930型轻型坦克








“菲亚特”FIAT-3000型轻型坦克是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从法国雷诺公司进口的意大利的FT坦克基础上研制的仿制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意大利退出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阵营转投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阵营，因此获得了引进法国“雷诺”FT坦克和生产技术的机会，在从法国获得3辆“雷诺”FT坦克后，很快就由菲亚特公司造出了自己的仿制品，被意大利人命名为“菲亚特”FIAT-3000型突击坦克（Carro D'Assalto Fiat 3000）。意军当时预定了1 400辆FIAT-3000型，企图从濒临崩溃的奥匈帝国身上捞些好处，其交货日期为1919年5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11月结束，意大利军方订制的这些FIAT-3000型坦克都还没有来得及交货，所以最终意军只采购了100辆。这款坦克配备的武器只有两挺并列式6.5毫米车载机枪，而没有装备火炮。1930年以前，有少量F1AT-3000坦克被卖给阿尔巴尼亚、拉脱维亚和阿比西尼亚等国。到1930年开始正式换装37/40毫米坦克炮、使用动力更强的发动机和重新设计的悬挂系统，其型号被称为M1930型（或称为“菲亚特”FIAT-3000B型），但也有部分M1930型配备的武器仍是两挺并列式6.5毫米车载机枪。而在1930年之前生产的所有FIAT-3000则被统称为M1921型（或称为菲亚特FIAT-3000A型）。1938年，这些M1921型和M1930型坦克又分别被意大利政府重新编号为L.5/21型和L.5/30型，“L”代表“轻型”（leggero），“5”代表车重5吨，“21”和“30”则代表“M1921型”和“M1930型”。








日本使用的“菲亚特”轻型坦克








1928年（昭和3年）12月，日本军方够买了2辆“菲亚特”FIAT-3000 M1921型的出口改进型号（外形与和意大利所装备型号的有很大不同）进行测试，发现这种坦克的性能与他们已经使用的“雷诺”FT-17/18轻型坦克相比并没有明显优势，而与日本军方保持合作关系的雷诺公司正在研制一种更加先进的坦克悬挂系统（NC系列坦克的悬挂系统），进而让日本军部对雷诺的新技术期待很大，最终放弃购买菲亚特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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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亚特”轻型坦克在中国








曾有一些未经证实的传闻称，北洋政府的奉军阀系张作霖曾购买了数量不详的“菲亚特”FIAT-3000 M1930型轻型坦克（笔者推测数量不会太多），这些“菲亚特”轻型坦克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大都落入日军手中，之后也随东北军被俘的“雷诺”坦克一起转给伪满洲国的战车大队了。但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任何官方资料和历史照片能证实这些传闻的真实性。

另外还有一些文章称在1937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曾在购买意大利“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的同时也订购了6辆国民政府称其为“菲亚特”FIAT-3000B型的M1930型轻型坦克。但这些坦克的所属单位和武器配备不详，其参战及使用情况和最终结局就更不得而知了。








历史照片中的“菲亚特”FIAT-3000








在互联网上曾流传一张日军步兵配合其使用的“菲亚特”FIAT-3000轻型坦克进行步坦协同进攻的照片。笔者一直认为可能是日军在“九一八”事变中掠获东北军的意大利制M1930型的“菲亚特”轻型坦克，但据最新面市的日方军事杂志《J-TANK》披露，这张照片中的“菲亚特”FIAT-3000轻型坦克应为日军的中国驻屯军所有。是1932年（昭和七年）日本陆军为增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及华北占领地区的军事实力，特意将采购的2辆意大利“菲亚特”FIAT-3000轻型坦克和2辆英国制“维克斯”M25型轮式装甲车配备给隶属中国驻屯军的天津驻屯军使用的，这就是此照片中意大利“菲亚特”FIAT-3000轻型坦克的由来。



[image: 日本天津驻屯军使用的“菲亚特”3000轻型坦克]






日本天津驻屯军使用的“菲亚特”3000轻型坦克



1937年，日军的中国驻屯军进行改编，组建新的中国驻屯军战车队。这时的战车队主力战车均装备日本自己生产的八九式中型坦克（日方称中战车），于是这两辆意大利“菲亚特”FIAT-3000轻型坦克便被召回国内。1939年，这两辆坦克被移交给千叶战车学校保管。与其战车学校配备的雷诺系列战车一起作为教学车使用。

日寇天津驻屯军战车队意制 “菲亚特” FIAT-3000型轻型坦克涂装

由于没有东北边防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使用“菲亚特”FIAT-30001930型轻型坦克的历史照片，所以笔者只能按照日军购买的意大利制“菲亚特”坦克照片绘制此车的涂装样式。该车可能采用的是日本陆军使用的早期战车四色粗实边迷彩样式，与英式四色实边迷彩在明度和边缘线粗细方面略有不同。车体上没有标示任何编号，只在车前部增加了日军惯用的立体黄色五角星，做为识别标识。

“菲亚特”FIAT-3000 M1930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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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苦战中成长——抗战初期的中国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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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








在交辎学校成立不久，学员队队长李承恩与徐庭瑶发生矛盾，李承恩辞去了学员队队长之职。适逢刚从中央军校高级班毕业的杜聿明少将不想回25师任副师长，徐庭瑶就将杜聿明调来任学员队队长。后来杜聿明成为军政部下属陆军战车兵团指挥官，他麾下的装甲兵团也成为而后抗击日寇的精锐力量之一。

1935年3月，德国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上将（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来华，担任第五任德国驻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在他及前几任顾问团团长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国防工业与新式陆军的现代化建设已初见规模，新式装甲兵理念也在中国军队及政府高层中得到认识。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36年—1937年年初，随着南京国民政府从德国采购的大型武器装备的全面到货，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决定将原陆军交辎学校战车教导营与陆军交通兵第二团所属的装甲车队合并，于同年7月在南京郊外的方山成立了国民革命军装甲兵团，直接隶属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这是一支由多兵种合成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而非以前的单一兵种部队，其规模也远胜于当时中国所有地方武装掌握的装甲部队总和。通常被视为中国第一支真正的现代化装甲部队。






装甲兵团的建制构成








装甲兵团团长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杜聿明少将担任。副团长为彭壁升上校、董嘉瑞中校和马辙少校。装甲兵团下辖三个营：1个战车营，营长为黄埔六期毕业生胡献群上校；1个搜索车营，营长肖平波中校；1个战车防御炮（反坦克炮）营，营长田耕园中校；1个团属战防炮教导队，队长冯而骏上校（下辖3个战防炮教导营，教导第一营营长谢成章中校；教导第二营营长张钦允中校；教导第三营营长郭定远中校）；1个高射炮营，营长林泽环中校（该部队于同年6月归还防空学校）；1个准备营，营长韩增栋中校（下辖3个步兵连）；1个补充营，营长高吉人中校（下辖3个学员连，为机械化部队之后的扩编所准备的后备力量）；1个团属通信连；1个团属特务排外加1个维修工厂，厂长李恩叙。








战车营编制








战车营下辖3个战车连：战车一连连长郭恒健少校，配备“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15辆，连部配备“维克斯”6T M1930 F型轻型指挥坦克1辆（另一说为2辆）；战车二连连长郑绍炎少校，配备“维克斯-卡登·洛伊德”(VCL) M1931 A1E12型水陆两栖战车15辆，连部配备同款型号指挥战车1辆；战车三连连长赵鹄振少校，配备从德国新引进的“克虏伯”PzKpfwI号A型(Sd.Kfz101)轻型坦克12辆，每排4辆（其中有1辆作为专用教练车），连部配备“克虏伯”I号A型指挥坦克2辆（对此型号有一种说法为是德国专用的指挥型号“克虏伯”Pz Befwg.I Ausf.A）。另外战车营还配属1个特种兵连，下辖通信排、特务排、搜索排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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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每个搜索班配备两轮及三轮摩托车共12辆]






每个搜索班配备两轮及三轮摩托车共12辆

营部直属补给连配备各型卡车10辆






搜索营建制








搜索营下辖3个搜索连及1个营属通信排和1个营属补给排。搜索一连连长李辑瑞少校，起初配备的是原交通兵第二团的剩余装甲汽车，在得到从德国进口的大量武器装备后改换为英国与德国制造的各型三轮跨斗摩托车36辆，分别配备给3个搜索排，每排12辆，其中每班4辆；搜索二连连长冯恺少校，配备德制“春达普”（Zündapp，又称“尊达普”或“聪达普”）K800型两轮摩托车36辆，编制及数量与搜索一连相同；搜索三连连长鲍熏南少校，配备德制“豪须”Sd.kfz221型装甲侦察战车12辆、222型装甲战车6辆及223型装甲通信车4辆，其中每排配备221型装甲侦察战车4辆，222型装甲战车2辆并配备用于联络的223型装甲通信车1辆，连部则配备223型装甲通信车1辆和德国造奔驰军用轿车1辆及两轮摩托车2辆。另外可能还有其他型号的装甲汽车详情不明（另据档案记录1938年1月，中国从德国进口的最后一批“豪须”系列轮式装甲战车到货，总数为18辆，但具体型号不明）。








战防炮营建制








战防炮营下辖3个37毫米战防炮连、1个47毫米战防炮连及1个营属通信排和1个营属特务排。战防炮第一至第三连，装备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制造的Pak35/36型37毫米战防炮18门，每连各装备6门，均由德国造奔驰TYP320WK型军用轿车牵引，各连装备6辆，另外连部配备2辆；战防炮第四连，装备奥地利造百禄式47毫米战防炮共6门；营属特务排及通信排配属汽车及两轮摩托车若干辆。

另外在装甲兵团中还设有一个战防炮教导大队，下设3个战防炮教导营，分别配备3个37毫米战防炮连，每营共装备Pak35/36型37毫米战防炮18门，全教导大队共装备54门，均为摩托化运输方式。在与装甲兵团战防炮营的4个连相加，装甲兵团总共拥有13个战防炮连各型战防炮78门，可谓是当时国民革命军所有师级单位中，反装甲能力最强的野战部队。








装甲兵团战车营在抗战初期的参战经过













“八一三”淞沪会战








1937年7月7日，驻北平（民国时期北京的旧称）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在宋哲元将军的领导下，于北平西南郊的宛平城与日军打响了中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中华民族八年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日战争就此彻底拉开序幕。战争爆发初期，早有准备的日军迅速占领整个华北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担心侵华日军采用由北向南将中国一分为二，并把国民政府困死在南京的战略，主动派兵进攻驻扎上海的日本军队，将日本侵华的注意力转移到南方，进而打乱日军的侵华部署使其原有的由北及南的进攻战略改变成由东向西的进攻战略。这样，国民政府就可利用中国的地理空间优势，层层抵抗，为政府迁都重庆和在四川建立抗战大后方争取出宝贵的时间，为持久抗战而奠定基础。同时，也能利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吸引各国列强的目光，从而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基于以上原因第二次淞沪会战便于1937年8月13日正式爆发。

“八一三”淞沪会战一经爆发，刚组建的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便由其团长杜聿明率领装甲兵团战车营代号“虎”、“龙”的第一、第二战车连与战防炮营一同开赴上海前线（战车第三连负责拱卫首都南京）。其团指挥所设在上海近郊的南翔，装甲兵团战车营负责支援掩护步兵进攻的任务，战防炮营则负责对步兵及坦克提供掩护和火力支援，并对敌方进攻的装甲武器予以歼灭。但由于配合坦克进攻的友军步兵部队并未得到过与坦克协同作战的训练，所以造成参战的“虎”连在巷战中遭受惨重损失。付出了被毁3辆、伤8辆、被俘2辆“维克斯”6T E/F轻型坦克，和阵亡郭恒建与郑绍炎两位连长及以下数十人的沉重代价。淞沪会战后期，装甲兵团参战的剩余部队开始撤出战斗，返回原住地归建，但很快其所属的驻南京部分留守部队就又加入了12月初开始的南京保卫战。








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作战的国民政府军主力开始陆续转移。11日，上海沦陷，“八一三”淞沪会战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鏖战后，以上海的失守而黯然落下帷幕。国民革命军从上海退出后主力部队撤向南京，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统一组织，致使撤退秩序混乱，大撤退变成了大溃散。很多部队都在撤退的途中遭受了惨重损失。



[image: 国民政府军在下关码头遗弃的德制1号A型轻型坦克，其中1辆烧毁，另2辆履带被破坏，车载武器已被拆掉]






国民政府军在下关码头遗弃的德制1号A型轻型坦克，其中1辆烧毁，另2辆履带被破坏，车载武器已被拆掉



日军在占领上海后，很快兵锋直指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12月4日，陆军装甲兵团中的战车营第三连(共配备“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13辆，据当年的回忆录记载有1辆可能在此战前做为训练车同大部队撤走，后被配发给湖南机校做教学使用)和战防炮教导队1排，另外还有搜索营一部被统一编入南京卫戍司令部直属战炮分队，由刘介辉中校统一指挥。装甲兵团的其余部队则奉命分两路向湖南湘潭转移。5日，战车第三连1排（排长钱绍江）按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的指示，于南京外围淳化镇阵地协助74军51师301团（代理团长纪鸿儒）围歼阻击日军第9师团先头骑兵第9联队（联队长森吾六），杀伤日军四十余人，为陆军装甲兵团在南京保卫战中的首役。6日，战车第三连1排继续于淳化镇阵地待命。7日，战车第三连2排（排长郭上岩）、3排（排长蒋启元）受战炮分队指挥官刘介辉之命支援中央军36师补充团（团长李牧良）进攻栖霞山麓及兴隆镇东北高地的日军，尔后移动到麒麟门附近阵地伺机歼敌。8日，战车第三连2排、3排以7辆“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于汤水镇以北的大、小胡山地区协助36师补充第2团攻击日军第16师团第9联队（联队长片桐護郎），并占领马基山。后遭到日军第30旅团大部的增援以及战车第1大队（大队长岩仲義治）混合轻装甲车队（队长高桥）5辆九四式轻装甲车的反击。此战，战车第三连2、3排共损失了2辆“克虏伯”轻型坦克并被日军掠获，剩余坦克向南京城内撤退。战车第三连2排的2辆“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和1辆ADGZ型轮式重装甲车于管头附近协助74军305团（团长张灵甫）阻击日军第9师团第36联队，掩护74军51师主力撤退，并试图绕至日军第9师团后方攻击其师团指挥部。但遭到日军增援的独立机关枪第1大队（大队长瀬藤広）和山炮兵第9联队（联队长芹沢透）的反击后撤退。之后这3辆坦克和装甲车又在上坊镇附近阻击日军第9师团第36联队第2（大队长桧皮研三）、第3大队（大队长山崎盛始）以及独立轻装甲车第7中队（中队长矢口升）的6辆九四式轻装甲车，掩护74军305团撤退。此役，战车第三连2排被击毁1辆“克虏伯”轻型坦克和1辆ADGZ重装甲车，并被日军掠获。另1辆坦克在后撤中因战损而发生故障被迫停于光方公路，接近光华门的位置，该车乘员决定留在车内独自伏击日军。此时战车第三连1排的全部坦克返回南京城内向连部汇报战况。同时战车第三连连长赵鹄振、连附王承德以及1排长钱绍江计划寻找能搭载战车过江的渡轮，为战车连撤退做准备。于是3人便一同向下关方向搜索，但很快失去联系。战车第三连剩余车辆和人员便撤至城内丁家桥的交辎学校中待命。9日，战车第三连1排于前日发生故障而被迫停留在光方公路上的那辆“克虏伯”轻型坦克在光华门附近成功地伏击了日军第9师团第35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菅原梅吉），并一直激战到夜晚，一名乘员（士兵黄佛阴）战死，另一名在弃车后辗转归队，并在后来的昆仑关战役中殉国，这辆“克虏伯”轻型坦克被日军掳获。同日，战车第三连剩余官兵迁至南京卫戍司令部对面的交通部大楼，并派2辆坦克负责卫戍司令部的警卫工作。其余车辆分别在明故宫机场（战车第三连2排）、中华门内（战车第三连3排）和交通部（战车第三连1排）待命。10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乘坐战车第三连2排的1辆坦克于光华门前线督战，一时被称之为“首都疯子”。战车第三连的5辆坦克协助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歼灭了冲入光华门门洞内的日军第36联队敢死队（队长伊藤善光）。11日，战车第三连支援了156师（师长李江）在城内的巷战。12日，战车第三连接到命令向下关挹江门撤退，途中战车第三连2辆坦克还掩护了教导总队辎重营的车队（营长郭岐）到达步兵学校，然后继续向挹江门方向撤退，行至下关挹江门城门时遭到36师（师长宋希濂）士兵的阻拦，并与36师以及从城内各处防御阵地撤退的官兵发生冲突，进而强行冲出挹江门，造成众多友军伤亡。战车第三连到达下关海军码头后，2排、3排两位排长命令部分人员拆卸坦克上的机枪、瞄准镜和报话机等设备后，寻找一些汽车轮胎和木板，扎成木排自行过江撤退。

战车第三连连部摩托侦察班班长何嘉兆等几人则向码头下游方向去寻找渡船。装甲兵团战防炮教导队第2营军需官刘树芄与战车第三连2排、3排两位排长还拦住一艘小火轮及一批木帆船，想做坦克渡江之用。但因木帆船的吨位过小等原因，坦克上船后数次发生翻沉，至少有两辆坦克沉入长江。在无法成功装载后只好放弃，剩下的几辆坦克无奈而弃之于江岸码头。另外，战车第三连的两名装甲兵因不忍弃车逃生，便搜集了所有坦克的油料和弹药装在1辆编号不详的坦克上自行返回城内阻击日军。何嘉兆及战车第三连2、3两排排长在长江下游拦住警察所的一只木船后，夺船渡江自行逃生，剩余的战车第三连坦克下落不明。13日，战车第三连被弃于下关码头的坦克被日军第9师团第7联队（联队长伊佐一男）与独立装甲车第7中队（中队长矢口升）掠获。战车第三连于前日折返回城内的那辆坦克于国府路附近掩护了与日军发生遭遇战的高射炮42团1营3连（连长沈咸）的十几名友军撤退，使其成功脱险后又独自与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某部（联队长大野宣明）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谋本部附近展开激战，最后因弹尽粮绝、油料耗尽，2名乘员壮烈殉国。至此，留在南京城的装甲兵团战车营第3连的13辆德制“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全部损失。作为湖南机校的那辆教练车最终也不知下落。结束了德制坦克在中国战场上的悲壮历史。

据战后不完全统计，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击毁日军各式坦克及装甲车辆共计68辆以上，其中上海地区至少毁伤27辆，南京外围毁伤19辆以及南京复廓阵地和突围途中共毁伤22辆以上的坦克及装甲车辆，给侵华日军的战车部队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在抗战初期的战斗中虽然中国的陆军装甲兵团遭到了不少损失，但国民政府装甲部队的广大爱国官兵，仍然以自己的英勇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而且通过这些战斗，积累了宝贵经验，并使部分实力得以保存，为而后的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国民革命军陆军战车兵团使用的德国坦克及装甲车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全体国民在多年的战火摧残下已显得疲惫不堪，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同时又受到《凡尔赛合约》的限制，军队大量人员退伍，军工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给本已濒临毁灭的德国经济雪上加霜。为了尽快提振和恢复其本国经济，重建家园，德国政府急需发展海外市场来减缓德国国内的各种压力。而中国当时也正处在一个战乱初定、百废待兴的历史阶段，迫切需要得到西方先进国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帮助。于是中德两国便慢慢走到了一起。首先就是军事方面，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从1928年开始聘请德国退役的军官作为军事顾问，辅导和协助建设中国军队及军工产业，指导并训练出了一大批的头戴德制钢盔﹑身着德式军服﹑使用德式军械的新式中国陆军。与此同时还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一些中国自己的军工企业，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直至1938年德国顾问全部返国为止，这段时期被中华民国政府称为“黄金十年”。






国民政府的德国军购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大力帮助与协调下，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进口了大量武器装备以充实军力。1934年第一批大量的德制装备开始运到中国，价值1500万银元，其中包括24门150毫米野战重炮、20门37毫米战防炮、数千支毛瑟1924型步枪、数千挺捷克造ZB-26轻机枪和瑞士奥利根（Orelinkon）公司的20毫米机关炮。此外还包括德国西门子公司制造的通信器材、蔡司望远镜、军用汽车，架桥器材与防空探照灯等各种装备，也随即开始装备中国军队。1936年初，价值2300万马克、包括德制轻型坦克和装甲战车在内的德国第二批军火运抵中国；1937年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德国军火来到中国，价值8200万马克，其中包括150毫米要塞炮（用于长江江防）、88毫米高射炮、步枪、冲锋枪、迫击炮、轻重机枪、各式弹药、钢盔、鱼雷快艇以及通信器材等武器装备，另外还有制钢、炼焦、化工、兵工生产机具等大型设备。在这三批的军火装备中就包括了为陆军装甲兵团配备的德制“克虏伯”I 号 A 型轻型坦克、“豪须”式 221/222/223 型装甲侦察车、二轮、三轮摩托车及大量的37毫米战防炮和各式军用车辆等众多装备。








“克虏伯”PzKpfwI/A型（sd.kfz101）轻型坦克








德国PzKpfw I号轻型坦克又名“克虏伯”轻型坦克或“克虏伯”战车，其行走部分是基于英国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的底盘基础上研发设计的(1932年德国秘密向苏联购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受《凡尔赛合约》的限制，不能研发与制造坦克等大型进攻性武器。于是就只能以“农业拖拉机”的名义，偷偷地进行坦克的研发。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德国与苏联在装甲车辆开发上开展了很多合作。1929年，苏联从英国购买了2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超轻型坦克，并在其基础上研制了T-27坦克。1933年夏天，德国克虏伯公司又对其原设计作了一些改进，制造出来5辆laLaS Krupp（译为la型克虏伯农业拖拉机），在库姆斯道夫进行测试。德国军方最后决定在克虏伯公司的底盘上安装戴姆勒—奔驰公司设计的上部结构和炮塔。1934 年 4 月，改良过的 LKA 1(la La.S) 被定名为 PzKpfw I/A 型（sd. kfz101）轻型坦克进入正式生产。同年 4 月，制造出了 15 辆 PzKpfw I/A 型坦克，被誉为“德国装甲兵之父”的古德里安将军将这些坦克向希特勒做了展示。后又生产了 135 辆装备德军。直到 1936 年 6 月，PzKpfw I/A 型正式停产，此型号的轻型坦克德国共生产了818辆。其战斗全重5.4吨，最大速度37千米/小时，装甲厚6～13毫米，乘员2人，装备2挺7.92毫米 MG13机枪。

在 1936 年 7 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中。大约有 100 辆 PzKpfw I 号 A、B型轻型坦克配属于“秃鹰军团”（一支由德国现役军人组成的支持西班牙佛郎哥政权的外籍雇佣兵部队）参与西班牙内战，另外佛郎哥军队也部分装备使用了PzKpfw I号轻型坦克。德国还帮助训练西班牙佛郎哥政权的坦克兵作战，包括进攻首都马德里的战斗。作战中，PzKpfw I 型轻型坦克遭遇了苏制的T-26轻型坦克以及BT-5快速坦克，明显处于下风。一些被西班牙共和军掠获的 PzKpfw I 型轻型坦克安上了法国的 M1934/1937 年型“霍希斯”25毫米反坦克炮。同时，在西班牙内战中，PzKpfw I号B型轻型坦克试验性的换上意大利的20毫米布雷达（Breda）M1935型高射机关炮以提高其战斗力。这次西班牙内战成为德国最高统帅部试验武器性能和操演闪电战战术的机会。








中国的“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








1934年—1937年的德国军购中，中国总共获得了14辆“克虏伯”PzKpfwI号A型轻型坦克（坊间曾有10辆和17辆之说，德国出口资料则显示为15辆，但据当年的国民政府《德国输华军火统计表》和战车第三连人员回忆录证实其数量为14辆。另据部分亲历者回忆，其中有2辆为“A”型的指挥型号，但至今未发现其相关的历史照片进行佐证）。配备给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使用，每排4辆，连部2辆指挥坦克，全连共14辆（国民政府1935年订购了120辆此型坦克，但因战争及外交方面的原因，国民政府最终只收到了这区区的14辆。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当时能全数收到这订购的120辆“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的话，就算其性能并不十分优秀，也会给抗战初期的侵华日军以重大打击）。这些来自德国的I号A型轻型坦克在中国的装甲兵驾驶下参加了惨烈悲壮的南京保卫战，并在整个战斗中全部损失。其中数辆仍沉睡在南京附近的长江江底。

另外，日军在南京战役的过程中，还将掠获的德制I号A型轻型坦克临时配发给进攻中的战车部队使用，事后又运回了国内进行大量的研究和测试。并且还在“帝国武器装备巡回展”上向日本国民炫耀。虽然这些德国I号A型轻型坦克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坦克装备中已不算先进，但其动力性能和炮塔优异的防弹效果方面，都远胜于同时期日军装备的坦克。这也加速了他们改造和研发新式武器的步伐。



[image: 正在修理德制PzKpfw I号A型坦克的中国战车兵照片]






正在修理德制PzKpfw I号A型坦克的中国战车兵照片





[image: 日本技术部门进行修复并用于测试的PzKpfwⅠ号A型轻型坦克照片]






日本技术部门进行修复并用于测试的PzKpfwⅠ号A型轻型坦克照片



[image: 在日本街头被日军炫耀和进行展示的PzKpfwⅠ号A型坦克]






在日本街头被日军炫耀和进行展示的PzKpfwⅠ号A型坦克






车体涂装








过去有人认为，中国购买的德制“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全部为生产厂商按照德国军队涂装标准而采用的灰铁色涂装样式。经过笔者和广大同好多年的研究与考证，这种说法应该是错误的，因为德国将战斗车辆统一涂装成略带蓝色的灰铁色（即深灰色）单色涂装始于1939年，主要是出于成本的考虑，但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并没有来得及完全执行。在波兰战役结束后，德国需要修理战役中损坏的大量车辆、改编新的装甲师以及忙着用新型的坦克替换那些淘汰下来的旧装备，所以也没有将此计划完全执行。直到1940年初，德国绝大多数的车辆才使用了单一的深灰色涂装。1940年7月31日德国最高统帅部才正式颁布了HM1940 nr.864命令要求所有车辆和重型装备都需要按要求进行涂装。所以，中国当时使用的德制“克虏伯”PzKpfwI号A型轻型坦克不可能是单色的蓝灰色涂装。通过日军当时的部分历史照片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军队所拥有的这些德制轻型坦克均涂有不规则的多色迷彩。但似乎其迷彩样式也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两种样式！一种为早期德国魏玛时期军事车辆统一涂装的黄、绿、棕三色迷彩涂装样式，另一种为希特勒上台后1935年推行的深灰色和深棕色两色迷彩涂装样式。为什么中国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的涂装样会有这样的区别呢？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当政的德国政府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使德国所有军工企业满负荷运转。此时的克虏伯工厂已无法满足中国此前的订单需要，所以德国政府将之前部队淘汰的和部分较新装备部队的二手“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混搭出口到了中国，也就出现了采用当时德国军队标准的深灰色和深棕色两色迷彩和早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绿、黄，棕三色迷彩的两种涂装样式。这些坦克装备给了国民政府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的前身交辎学校战车营第三连以替换之前使用的英制“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机枪战车。车辆编号和军徽识别方面，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1排采用红色三位阿拉伯数字作为车体序号由装甲兵自行绘制在车体战斗室前后两侧，其他位置没有任何识别标识；战车第三连2排则在车体战斗室前面的顶装甲中部位置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但车体其他位置均没有涂装车体序号；战车第三连3排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在车体上没有涂装任何识别标志和车体序号，可能是因为战事紧急，装备部队还没来的及进行涂装便随队参战造成的。总之，以上均为笔者依据资料和历史照片进行的推测，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只能在有更多的史料出现后得以解答了。



[image: 被日军掠获的德制PzKpfwⅠ号A型坦克，前面1辆为“314”号车]






被日军掠获的德制PzKpfwⅠ号A型坦克，前面1辆为“314”号车



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1排德制 “克虏伯”PzKpfwI/A型 （sd.kfz101）轻型坦克涂装

本车为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1排所使用的“4”号“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从日军所拍摄的历史照片可以看出，其车体战斗室前装甲右侧涂有代表车体编号的红色阿拉伯数字“314”，“3”代表战车第三连，“1”代表战车1排，“4”则代表本车序号为4号车。车体战斗室后装甲左侧也按此标准涂有相同的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其车体涂装样式为德国1935年采用的战车标准迷彩样式，即深灰色和深棕色迷彩。其他位置没有涂装任何识别标识。

“克虏伯”PzKpfwI/A型（sd.kfz101）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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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1排德制 “克虏伯”PzKpfwI/A型 （sd.kfz101）轻型坦克涂装（日军掠获的312号车）

左图为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1排所使用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的“2”号车。此车在南京保卫战中被日军掳走，交给本部兵工厂进行翻新，并做研究和展示之用。此车采用了与之前所介绍的“314”号车的涂装样式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发动机后舱盖与标准的型号略有不同，它的发动机舱盖采用的是一块完整的钢板制成，而不是标准型所采用的规则条孔式散热舱盖。笔者不清楚这是否是其日军掠获后修改而成，还是中国方面在购买前德国所使用的原厂样式？



[image: 被日军用来研究的德制1号A型坦克后发动机的特写照片，车体战斗室后部能清晰地看出此车编号为“312”号]






被日军用来研究的德制1号A型坦克后发动机的特写照片，车体战斗室后部能清晰地看出此车编号为“3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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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2排德制 “克虏伯”PzKpfwI/A型 （sd.kfz101）轻型坦克涂装

这辆PzKpfwI/A轻型坦克为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2排所使用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此车的车体涂装样式为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采用的战车三色标准迷彩涂装样式，即黄色、绿色和棕色迷彩。德军早期装备的“克虏伯”PzKpfwI/A型（sd.kfz101）轻型坦克均采用此种涂装样式。战车第三连2排使用的这些“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在车体前部顶装甲中央靠后的位置涂有青天白日军徽，这种方式在中国战车部队使用的其他装甲车辆上也有出现。战车第三辆2排的所有战车均未发现有涂装车体编号的痕迹。在外形上本排所使用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的车体大灯都被中国方面换成本国生产的大瓦数照明灯，一种可能是中国军队的装甲兵认为原车的照明效果不好而自行修改；另一种可能就是来到中国的这些坦克大灯已损坏，而由中国方面的维修人员进行了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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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3排德制 “克虏伯”PzKpfwI/A型 （sd.kfz101）轻型坦克涂装

这辆PzKpfwI/A轻型坦克为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3排所使用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通过日军当年掠获中国所使用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的历史照片中可以发现一种车体以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采用的战车三色标准迷彩样式涂装，但没有任何识别标识和车体编号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这些坦克即不是战车第三连1排采用的以数字作为部队识别标识的，也不是战车第三连2排以青天白日军徽作为部队识别标识的。所以笔者和同好们认为这些坦克应为其战车第三辆3排所使用的“克虏伯”I号A型轻型坦克。这些坦克可能是因为运抵中国后刚刚装备部队不久，抗战已开始，部队急于训练备战，没有来得及让维修人员为其进行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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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虏伯”Pz 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








1935年—1937年，德国陆军为了提高其装甲部队的通信指挥能力，有效地联络指挥其各作战单位，在原有“克虏伯”PzKpfw I号A/B两型轻型坦克上进行改造，移除了炮塔，改装成与车身同宽的突起方型上层指挥结构和固定的四角型指挥塔，出入舱口开在指挥室的两侧，乘员数量增至3名。同时增加了FuG2和FuG6大功率高频电台，还在车体上安装有大型的天线架。一共生产出190辆专用的I号指挥型坦克，其中A型车为6辆，B型车为184辆，用以装备其装甲部队的旅、团、营、连各级指挥单位，将其命名为KleinePanzer Befehlswagen I（Sd.Kfz.265）。但由于这些装备在改装和生产方面需要时间，无法及时满足当时德军的训练需要，于是德国的兵工厂就在这些指挥型坦克制造出来之前研制了一些过渡型号，就是将原有的“克虏伯”PzKpfwI号A型轻型坦克的收发报机换装一个功率更大的电台，再在其右侧翼子板上增加一个天线架用以增强其电台的使用效率。这些过渡型号被广泛装备给使用“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的德军坦克连队，其中每个坦克排配备1辆用于指挥联络。








“克虏伯”Pz 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在中国








很多资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称，中国当时曾在进口德国“克虏伯”PzKpfwI号A型轻型坦克的同时一并订购了两辆同款型号的指挥坦克。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历史照片和视频资料来证实此型指挥坦克的真实样貌，于是很多人猜测中国当时购买的德国I号A型指挥坦克应该是德国当时定型的Kleine Panzer Befehlswagen I/A型指挥坦克。但这种型号德国才只制造了6辆，在那个为发动战争而紧张备战的阶段，怎么会如此大方的让给中国2辆呢？所以，笔者按照时间段推断，如果当时中国真的采购过2辆德国“克虏伯”PzKpfwI号A型指挥坦克，其最大可能就是当时德军装甲部队排级指挥单位已经大量配备的I号A型指挥坦克的过渡型号，即Pz 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其理由有以下三点，一、过渡型指挥坦克的外形及火力配备与标准型号基本相同，均采用可旋转机枪炮塔及2挺7.92毫米 MG13型车载机枪，符合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与保障需要；二、有可用于指挥的大功率电台，方便其战车连指挥官作战指挥之用；三、在当时德军的装甲部队广泛使用，有足够供给中国的数量且拥有大量的使用经验。基于以上三点，都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军队的各项需求。

装甲兵团战车营战车第三连连部德制“克虏伯”Pz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涂装

因为没有对中国军队所使用的德国Pz 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更多准确且翔实的历史记录，笔者通过想象推测出国民政府陆军装甲兵团战车营第三连连部所使用的德国Pz 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的涂装可能是采用德国1935年执行的战车涂装标准，即深灰色和深棕色两色迷彩样式。在编号和车辆识别标识方面，笔者依据中国军队早期指挥坦克的涂装习惯，推测其可能在车体战斗室右侧后装甲及发动机室后装甲靠右侧位置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之用，其他位置没有任何车体编号和识别标识。另外据其战车第三连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各项战报，笔者发现似乎没有其连部指挥车的任何损失及被俘情况，所以笔者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两辆指挥型坦克是否是在撤退时不幸翻入长江的几辆“克虏伯”坦克之中，如果是的话，待有朝一日被打捞出水，此前的一切谜团就将迎刃而解了。

“克虏伯”Pz Befwg.I Ausf.A指挥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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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轮式裝甲车辆








轮式裝甲车的设计使用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04年，德国戴姆勒（Daimler）公司按照当时德国皇帝的想法，制造了一款在四轮卡车上安装大量钢板用以防护乘员和车辆安全的装甲车辆，并在车顶后部的左右两个机枪塔内配备两挺重机枪，战斗全重为3吨，最高时速为45千米/小时，最大行程248千米。德国方面将其称为轮式装甲车。1906年后，轮式装甲车在德国被赋予一个特殊的使命，就是承担反热气球的防空任务。于是在车体上安装了50毫米或65毫米的反热气球火炮（BAK，Ballonabwehrkanone。在军用飞机出现后，其也具备对飞机进行攻击的防空能力）去对付敌方的观测气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堑壕战的大量出现，以及当时车辆悬挂系統的越野性能低下，轮式裝甲车辆还不具备野战的高机动能力，只能在铺有公路或较为平坦的地形上与敌作战。所以无法成为其陆战武器的主要进攻装备，甚至连直接支援步兵作战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德国取消帝制，改由民选的魏玛政府执政（Weimar Republic, 1919年-1933年）。这是德国军事装备发展最惨淡的一段时期，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战后的德国禁止拥有军用飞机、坦克战车、重型火炮等进攻性武器。整个陆军只保留1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仅有700余挺重机枪作为支援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当年的死对头法国，就连东边的波兰都无法抗衡。所以机动防御就成为当时德国军队的唯一可行办法。于是德国就以维护国内治安的名义，为其警察部队装备了40多辆由戴姆勒公司制造、以DZVR卡车底盘改装的配有2挺机枪的SdKfz3轮式装甲车，又称MTW（Mannschaftstransportwagen，人员输送车）警用轮式装甲车，乘员6人。1920年12月，又为其德国国防军装备了105辆。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开始秘密发展其装甲部队。1932年，德国研制出SdKfz13型与SdKfz14型四轮装甲车，广泛装备部队，用于其装甲部队的训练。1934年，随着德国的“克虏伯”I号轻型坦克大量装备部队。其轮式裝甲车辆也作为辅助坦克部队进行作战的协同武器得到了大力的发展。担任其装甲部队的警戒、搜索、侦察及通信联络等任务。此后，德国又不断开发出新型的重型轮式装甲车辆。除四轮装甲车外，还开发出6×6、8×8等多款轮式装甲车，并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广泛应用。成为其陆战武器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豪须”Sd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








Sd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又称“豪须”（或“霍希”）221型装甲车。是德国人于1934年设计的一款采用四轮独立悬挂、液压制动器和新型冷却系统的全地形四轮越野装甲车，初期裝备一挺MG13/34型7.92毫米轻机枪，后期为了适应战场需求，换装了1门28毫米反坦克炮（sPZB41）；另外还有一种是除原有MG34轻机枪外，为加强火力，而又加配一支PzB39型反坦克步枪。在防护上，SdKfz 221比之前的四轮装甲车拥有更好的防弹外形，车体前方装甲使用14.5毫米硬化装甲板，车体两侧为8毫米裝甲。SdKfz 221采用可旋转敞开式机枪炮塔，炮塔正面裝甲厚8毫米，其战斗全重4吨。动力采用德国霍希（Horch，是德国奥迪Audi汽车公司原四个合组公司的其中一个）公司生产的3.5升V8汽油发动机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55千瓦，时速可达80千米/小时，最大行程320千米。乘员2名。这是一款设计相当成功的四轮装甲战斗车辆，同时为其后续型号的发展与自身的改造留有相当大的空间。自1935年开始投产到1940年5月停产为止，221型共生产339辆。并发展出SdKfz 222型装甲火力支援车与SdKfz 223型装甲通信侦察车在内的多个后续型号，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四轮装甲车族，在世界轮式装甲车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辉的一页。








中国的“豪须”式系列四轮装甲车








1936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以顾振为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德访问，在前任德国赴华军事总顾问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上将的帮助下，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军政首脑接见了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在此磋商了中国向德国购买军火及技术和付款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并于同年4月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及第二批对华军火出口订单。当时的订单中编号为“10020”的项目是德制“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而编号为“10030”的项目那就是德制“豪须”SdKfz 221/222/223四轮装甲车了，其数量一共是22辆，分别为221型12辆、222型6辆、223型4辆。这些“豪须”四轮装甲车在到达中国后，很快便被配发到战车部队进行训练使用。1937年7月，被编入陆军装甲兵团搜索营第三连，用以替换本部队此前使用的一些老旧装甲车辆，并以2辆“豪须”221型装甲侦察车与1辆222型装甲火力支援车组合成为1个战斗单元（小队）。2个战斗单元组成1个战车搜索排，3个战车搜索排便组成了其装甲兵团搜索营第三连，另外连部及各搜索排指挥官均配备1辆223型装甲通信车用于指挥联络。这支战车搜索部队组建之初，主要负责整个装甲兵团的外围侦察和部队驻地及指挥部的警戒工作，并未成建制的参加装甲兵团对上海和南京两个地区的战斗，所以很少能看到其部队在这段时间使用“豪须”系列装甲车的报道。1938年年初，在装甲兵团扩编为陆军第200师后，原装甲兵团搜索营也一并改为陆军第200师直属侦察搜索营第三连。部队在接收到最后一批来自德国的18辆“豪须”系列装甲车并整编完成后，其第200师搜索营第三连便奉命前往徐州地区，协助汤恩伯中将的陆军第20兵团在台儿庄外围地区战斗，负责其搜索侦察警戒的任务。在整个台儿庄战役中多次与敌接战，有部分人员伤亡，但车辆并无损失。徐州战役结束后，便全部返回湘潭驻地归建。此后又随其所属部队参加了兰封会战、包含昆仑关战役在内的桂南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的第一、第二次入缅作战。直至抗战结束，这些德制“豪须”四轮系列装甲车已所剩无几，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基本上看不到其踪迹了。



[image: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使用“豪须”系列装甲车的搜索部队]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使用“豪须”系列装甲车的搜索部队





[image: 执行搜索任务的中国国民政府军“豪须”装甲车]






执行搜索任务的中国国民政府军“豪须”装甲车






外形及车体涂装










[image: 被日军击毁并送回日本的中国军队“豪须”SdKfz221型装甲侦察车]






被日军击毁并送回日本的中国军队“豪须”SdKfz221型装甲侦察车



国民政府的装甲部队所使用的德制“豪须”SdKfz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是德国公司为出口中国专门生产的一批“豪须”装甲车型号，其质量和成本远不及其本国使用的同级型号，用当下的话讲就是“猴版”。因为当时的德国正处在扩军备战的重要时期，所有军工企业都马不停蹄的进行武器生产，在其国内需求旺盛和钢铁资源紧俏的情况下，德国企业便为中国提供了这批“猴版”的四轮装甲车。与其德国军队广泛使用的“豪须”SdKfz221型主要区别是：1．均采用简易单层钢板制造的乘员观察舱门；2．机枪炮塔侧面没有安装可开启式观察舱门，只以一条观察缝代替；3．轮胎则使用的是德国轮式车辆的早期标准轮胎，同批次的德军配备的 SdKfz 221 型已基本不使用这种型号的轮胎了；4．车载武器方面，德方提供的是早型号中配备的MG13型7.92毫米轻机枪，而不是当时德国军队广泛使用的著名型号MG34型通用机枪。另外，出口中国的所有“豪须”四轮装甲车都采用的是德国原厂的深灰色单色涂装，如果要按照当时德军1935年—1939年期间军用车辆的统一涂装标准来看，中国进口的这批装甲车辆在车体涂装方面应该是不合格的。其原因很大可能是其生产厂家为节约生产时间和制造成本而故意为之的，不过对于迫切需要新式装备的中国政府来说，这些不伤大雅的问题也就见怪不怪了。



[image: 在市区街道上行驶的“豪须”SdKfz221型轮式装甲车]






在市区街道上行驶的“豪须”SdKfz221型轮式装甲车

装甲兵团搜索营德制“豪须”Sd 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涂装

下图为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团搜索营第三连使用的德制“豪须”Sd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采用了原厂出厂时喷涂的深灰色单色涂装；车辆备胎帆布护罩的颜色则为德式三色迷彩。值得注意的是其车辆号牌与军徽涂装的问题，早些年台湾出版的一些反映中国军队抗战时期装甲车辆的书籍中都认为其车辆号牌为当时军队使用的标准车辆号牌样式，即以白色为底加以红色边框，中心位置右侧写有红色繁体汉字的“军”字，左侧则为红色3位阿拉伯数字的车体编号。但笔者通过一张日军在战斗中击毁并掠获展出的中国军队使用的SdKfz 221型装甲车历史照片上发现，其实早期中国军队的SdKfz 221型装甲车并非采用台湾出版的书籍所说的那种标准样式车辆号牌，而是全部由阿拉伯数字组成的编有六位数的车体编号，其开头数字为“8”。这在此前介绍过的中国军队高射炮部队装备的“维克斯”6T“龙”式履带牵引车上也曾出现，其开头数字为“7”，虽然笔者对其是否有关联性不甚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此前出版的图书中的说法是错误的。另外，笔者还发现其实中国军队早期使用的“豪须”系列四轮装甲车并非所有都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似乎只是在其编入陆军第200师后改用蓝色底色车牌才开始统一了军徽位置的样式。



[image: 正在对空警戒的“豪须”SdKfz 221型轮式装甲车]






正在对空警戒的“豪须”SdKfz 221型轮式装甲车

“豪须”Sd 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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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师搜索营德制 “豪须”Sd 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涂装

这辆SdKfz 221型装甲车为陆军第200师搜索营使用的德制“豪须”SdKfz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其车体保留了原厂出厂时的深灰色单色涂装样式，并在车体前部装甲及两侧驾驶室舱门的工具箱上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同时车辆号牌采用了以蓝色为底，右侧为所属部队的图形标志（历史照片表明为白色扁菱形色块内写有红色英文KR字样），左侧为红色3位数阿拉伯数字车体序号的车辆号牌样式。以替换此前的白底加红色数字车辆序号的车辆号牌样式。这种整体涂装样式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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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须”Sd 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








德国制造的“豪须”SdKfz 222 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是其生产的“豪须”SdKfz 221型四轮装甲侦察车的一款改进型号，主要用于配合坦克部队及步兵的快速火力支援任务。其主要武器换装成20毫米机关炮（初期的A型采用KwK 30型，后期的B型采用KwK 38型），辅助武器为MG13或MG34型7.92毫米轻机枪1挺。并装备了1台用于短距离联络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为此扩大了战斗室空间，车内乘员增至 3 名。SdKfz 222 型 1936 年—1939年生产的为其型号的A型车，1940年—1943年生产的为其型号的B型车。A型与B型的不同之处主要在其裝甲和动力系统方面，其A型车的装甲防护与动力系统跟SdKfz 221型基本相同；波兰战役之后所生产的B型车将其正面装甲厚度提高到30毫米，又将其原有的3.5升发动机更换成3.8升，使其输出功率由55千瓦提高到66千瓦。自1936年投产直到其完全停产，“豪须”Sd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总共生产了989辆，被德国军队广泛应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








“豪须”222型在中国








南京国民政府于1936年在进口德制“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和“豪须”SdKfz 221四轮装甲车侦察车的同时了也订购了6辆“豪须”SdKfz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另一说为12辆），配备给陆军装甲兵团搜索营第三连与其221型搭配使用，直到抗战结束。其涂装方面也和其同期购买的221型基本相同。



[image: 第48师搜索团的装甲车队,照片前面的为德制“豪须”222型装甲火力支援车]






第48师搜索团的装甲车队,照片前面的为德制“豪须”222型装甲火力支援车



第200师搜索营德制“豪须”Sd 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涂装



[image: 中国军队使用的德制“豪须”SdKfz 222装甲车，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其车体与炮塔外形与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相同型号的明显区别]






中国军队使用的德制“豪须”SdKfz 222装甲车，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其车体与炮塔外形与德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相同型号的明显区别

下图为南京国民政府向德国进口的“豪须”SdKfz 222 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中的其中一种，是其德国生产厂为中国特别制造的出口型号。与其德国军队使用的同款型号略有不同。其一，是中国进口的 SdKfz 222 型，其车体战斗室顶部装甲结构未做加高，与其车体顶部装甲持平，可能是基于亚洲人身材没有德国人高大的原因；同时其车体驾驶室的所有观察用舱门均采用单层钢板制成，未做加强保护处理；炮塔装甲四周也没有使用任何可开启式舱门，只在其左右两侧各预留一条狭窄的缝隙作观察窗使用；另外一个最为不同的地方出现在其车载武器的放置位置上，中国进口的这些型号均将原来放置在其20毫米机关炮左侧的车载机枪换至到其右侧，使其所有武器系统均为车长一人控制，原来在左侧的机枪射手及供弹手则简化工作，改成只负责为其车载机关炮更换弹药的供弹手，并取消了炮塔左侧的机枪射孔。其二，在武器方面，中国军队当时使用的是其 222型采用的最早型号所配备的 KwK 30 型20 毫米机关炮和 MG13 型 7.92 毫米轻机枪，和当时德军已换装的 KwK 38型20毫米机关炮和MG34型7.92毫米通用机枪相比，这些武器就却略显过时了。



[image: 中国军队使用的“豪须”SdKfz 222装甲车的炮塔内部特写]






中国军队使用的“豪须”SdKfz 222装甲车的炮塔内部特写

“豪须”Sd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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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师搜索营德制 “豪须”Sd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改装型涂装

另外，中国方面在得到此型号的轮式装甲车后，可能因为使用维修的原因，也进行了一些小的修改。其中就有部分Sd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在其4个车轮的轮毂上各增加了1个黑色保护外套。非常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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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须”SdKfz 223型四轮装甲通信车








“豪须”SdKfz 223 型四轮装甲通信车也是基于“豪须”SdKfz 221 型四轮装甲侦察车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款通信指挥型号，其主要担负的任务是装甲侦察部队的通信指挥工作，与SdKfz 222型四轮装甲火力支援车一样分为A型与 B 型两种，其改进的方面与 SdKfz 222 型的两种改进方式相同。SdKfz223还在配备短距通信的FuSprGera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基础上，增加了1台Fu10SE30型远距离大功率电台（后期改为FuSprGerf型与Fu12SE80型的搭配方式）用于部队的指挥联络。车上配备1挺MG34型7.92毫米通用机枪作为自卫武器，战斗全重4.4吨，乘员3名。“豪须”SdKfz 223型四轮装甲通信车于1935年开始生产，到1944年1月停产，总共生产550辆。








“豪须”223型在中国








1936年的中国进口德国的军火订单中也出现了“豪须”SdKfz 223型四轮装甲通信车的身影，其数量大概是4辆左右。主要用于陆军装甲兵团搜索营第三连与下属各搜索排的战场指挥联络工作。同样也随部队四处征战，其中也略有损耗。为打击日寇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辆一直服役到抗战结束。



[image: 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中国远征军使用的“豪须”223装甲通信侦察车]






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中国远征军使用的“豪须”223装甲通信侦察车



德制“豪须”SdKfz 223型四轮装甲通信车涂装

下图中 SdKfz 223 装甲车的涂装方面基本与其同时期进口的“豪须”SdKfz 221/222型四轮装甲车相同。与德国使用的同款型号也比较相似，只有其驾驶室的观察舱门有所不同，都是单层钢板制成，未加强化保护处理。车载自卫武器也是采用早期的MG13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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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须”SdKfz 223型四轮装甲通讯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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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GZ重型装甲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德国和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德国皇帝被废除，同时其奥匈帝国也因此被分成奥地利与匈牙利两个国家。由于奥地利的日耳曼族人口占大多数，所以一直以来都与德国有着挥之不去的紧密关系，很多德国的军工企业都在奥地利设有分厂，德国的戴姆勒公司就是其中之一。1933年，奥地利斯太尔公司（Steyr）利用戴姆勒-奥地利公司制造的输出功率110千瓦的M612型六缸12升水冷汽油发动机研发出了一款8x8全轮驱动、单独悬挂的重型越野车辆底盘。其时速为70千米/小时，最大行程450千米，爬升角为35度。1934年，又将其改装成为一种采用焊接装甲车体、配备可旋转八角机枪塔并使用3挺Schwarzlose M7/12型8毫米机枪（机枪塔1挺，车体前后各1挺）的八轮重型装甲战车。1935年1月经过进一步的改进，使用新设计的大倾斜角焊接结构和装甲厚度6～14.5毫米几乎对称的车体外形；同时又将其原有的机枪塔去除更换为可装1门“苏罗通”（Solothurn）20毫米机关炮和1挺Schwarzloze 7.92 毫米辅助机枪具有更大空间的半圆形炮塔。将其命名为ADGZ重型轮式装甲车，同年12月开始生产第一批为12辆，装备给奥地利的警察和边防部队使用。到1937年之前，此型车总共生产了27辆。在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这些ADGZ重型装甲车全部被德国军队收缴，将其型号重新定名为“M35 Mittlerer Panzerwagen”。曾计划将此型号出售给保加利亚或罗马尼亚等国，但因其装甲防护力不足、车辆载员过少（仅能容纳6人）和投产数量不多等问题而搁浅。于是只能装备德国国内的一些警察与二线作战部队维持治安使用，并将其原有车载武器更换为德国制造的KwK 35型20毫米机关炮的和MG34型7.92毫米通用机枪。但到了1941年，该车却被德国的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看中，命令其斯太尔公司利用库存的零部件再次进行组装生产。于1942年初又生产了25辆，用于东线战场的后方反游击作战。最终在1944年苏军解放乌克兰的战斗中全部被毁。



[image: 测试中的ADGZ轮式装甲车]






测试中的ADGZ轮式装甲车





[image: 奥地利军队的ADGZ重型轮式装甲车]






奥地利军队的ADGZ重型轮式装甲车



[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使用的ADGZ八轮装甲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军使用的ADGZ八轮装甲车






中国的ADGZ重型装甲车










[image: 在南京外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疑似ADGZ的国民政府军重型轮式装甲车]






在南京外围被日军飞机炸毁的疑似ADGZ的国民政府军重型轮式装甲车



按常理来说，作为一种投产量如此少的武器型号，应该不会被其制造国进行海外销售，况且其整体性能并不优异。但对抗战前的中国来说，这种常规想法似乎行不通，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在笔者多年的抗战资料搜集当中，发现了一种并未记录于任何中国抗战时期使用装甲车辆史料的重型装甲战车，这就是奥地利生产的ADGZ八轮重型装甲车。这源于一张外国网站上的反映中国抗战的历史老照片，图为一辆被日军飞机击毁的中国装甲车。虽面目全非，却也能看清其大体轮廓。通过笔者与同好们不断地研究和资料挖掘，确定了其车辆的型号并依据当时的日军战报和目击者的回忆找出了这辆装甲车被毁的地点，从而推测出了此车的配属部队。这款战车应该是在1936年—1937年之间随同中国进口的德国坦克与装甲车一并运到中国的，其数量应该不会太多，可能只有2辆。具体装备部队不详，但笔者与同好推测很大可能是和德制“克虏伯”PzKpfw I号A型轻型坦克混编在战车第三连的连部作为指挥用车使用。这些奥地利产的重型装甲战车也在悲壮的南京保卫战中与战车第三连一同留下来配合城防部队的对日作战，归属于刘介辉中校指挥的南京卫戍司令部直属战炮分队，与来犯之敌在南京郊外和市区多地作殊死搏杀。其中的一辆就在南京外围上方镇的公路上遭日军的飞机轰炸所损毁，又被而后赶来的日军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第3大队（队长清水圆）的士兵在其车体上书写了该部队将其掠获的字样，日军的随军记者用相机纪录下了这一画面，也就是网上那张历史老照片的真实由来。在这张历史照片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这辆装甲战车似乎采用的是铆接制造的车体结构而非其原厂制造的焊接车体，笔者推测可能是其生产厂家向中国提供的一些测试用的型号或是在研发的过程中使用过的实验用旧车。这对于急需大量武器装备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不是所谓的量产型号已经不重要了！

装甲兵团搜索营奥制 ADGZ重型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南京国民政府采购的一款奥地利制造的ADGZ八轮重型装甲车。用以装备陆军装甲兵团，其具体使用部队番号、使用数量及武器配备不详。因中方使用的此型装甲战车没有任何明确的历史资料予以考证，所以笔者只能按照极其稀少的历史照片和当事人回忆来绘制中国军队当时使用这款战车的大体外貌。涂装方面，笔者认为此车应是当时制造厂家提供的灰铁色涂装样式，这和当时奥地利警察及军队所使用的样式类似。另外，笔者还在当时亲历过南京保卫战的军人和市民的回忆录中发现这款装甲车车身上是有青天白日军徽标识的，但其具体的涂装位置和是否存在车体编号不甚清楚，于是便按照当时中国军队战车的涂装习惯，在车前及左右两侧绘制青天白日军徽以作标示。

ADGZ重型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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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采购的部分军用汽车








自清朝末期开始，中国就对德国的工业产品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并在“洋务运动”时期大量引进德国的重型工业设备与技术。军工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清朝政府的军队大到重炮、军舰，小到机枪、步枪乃至子弹无不映射着日尔曼人的印记，清政府“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更是对其推崇备至。直到民国初期，中国仍是德国大量军用、民用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1928年—1938年中国的“黄金十年”更是将中德之间的贸易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于是更多的德国工业产品便推向中国。

汽车这一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在20世纪初的中国已不再是新奇事物。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见世界各国生产的各式品牌汽车的身影。可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仍对德国生产的产品怀有较为亲切的好感。诸多的德国各式汽车被进口到中国，其中就包含了大量用于军事目的的各型车辆。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建立一支具有现代化水平的新式国防军，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向德国政府采购了除众多武器装备之外的大量用于提高部队机动能力和保障能力的军用越野车、轻重型载重卡车、救护车、工程车等各式军用车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奔驰”TPYE系列军用越野车、“奔驰”L及LG系列轻重型载重卡车、“欧宝”轻型载重卡车与工程维修车和“亨舍尔”重型火炮牵引车等诸多品牌与型号。这些车辆广泛装备部队，为中国的抗战做出积极的贡献。






“奔驰”TYPE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1883 年卡尔·弗里德里希·奔驰（Karl Friedrich Benz）在德国的曼海姆（Mannheim）建立了一个汽车制造公司并以自己的姓氏将其命名为“奔驰”汽车公司，并于1885年制造出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1886年德国人戈特利布·戴姆勒（Gottlieb Daimler）也制造出一辆自己设计的汽车，随后便建厂投产， 1900年12月推出了其制造的第一批以“梅赛德斯”为品牌的量产汽车。又在1909年设计了一个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三叉星标志作为商标并为其申请了专利。1926年，戴姆勒与奔驰两家汽车制造公司合并，共同组成“戴姆勒-奔驰”汽车制造公司。此后生产了大量民用汽车，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汽车制造厂商。1938年12月之前就曾有122 727辆“奔驰”汽车在德国政府注册。并在20世纪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为德国民革命军队制造了大批的军事车辆。其中就包括“戴姆勒-奔驰”公司推出的一系列具有越野能力的军事人员乘用车（Personenkraftfahrwagen，Pkw）。TPYE 320 WK型就是其中一款比较优秀的车型。该车体全重1.47吨，安装“戴姆勒-奔驰”公司制造的输出功率为50千瓦的M1421型汽油发动机，时速118千米/小时，最大行程800千米，载重450千克，乘员5人，同时拥有很强的越野能力。自1936年投产到1939年停产总共生产了1 764辆。



[image: 刚刚出厂的“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刚刚出厂的“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中国的“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国民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进口了相当数量的“奔驰”TYPE系列的军用越野车，其中TYPE 320 WK型是最多的一款型号。广泛配备给国民革命军陆军的各机械化部队，同时还兼负有牵引德制37毫米战防炮的职能。



[image: 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战防炮部队，拖拽37毫米战防炮的主要为“奔驰”TYPE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战防炮部队，拖拽37毫米战防炮的主要为“奔驰”TYPE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image: “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



[image: 以摩托化行军方式开赴上海的87师]






以摩托化行军方式开赴上海的87师

德制“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初期涂装

下图为陆军机械化部队广泛使用的一款德制野战用越野型军事人员乘用车。于1936年由国民政府向德国奔驰公司购买。其车体涂装为1935年后德国军队规定的军事车辆统一迷彩涂装样式，即深灰色与深棕色两色迷彩样式。在车辆的号牌与部队识别标识方面此型车则有早期与后期的两种不同样式。其主要在车辆号牌方面，早期的“奔驰”TPYE 320 WK 型军事人员乘用车即1936年-1938年间，均在车体前部和后部安装国民政府统一规定的军用机车号牌样式，即白色底色套以红色外框，中心右侧为红色繁体汉字的“军”字，中心左侧则为红色阿拉伯数字车辆序号。并在车体前部保险杠上画有白色宽条识别带。早期的车体没有出现涂有青天白日军徽的样式。



[image: 由“奔驰”TYPE 320 WK 型军事人员乘用车带队的国民革命军摩托化部队]






由“奔驰”TYPE 320 WK 型军事人员乘用车带队的国民革命军摩托化部队

“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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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制“奔驰”TYP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后期涂装

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后期使用的“奔驰”TPYE 320 WK型军事人员乘用车即1938年至抗战结束期间，均将原来使用的机车号牌更换为统一的以蓝色为底套以白色外框，中心右侧为红色繁体汉字的“军”字，中心左侧为白色阿拉伯数字车辆序号的机车车牌样式。并取消了之前涂在前保险杠上的白色识别带，使其更适合伪装。后期的车体也未出现涂有青天白日军徽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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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装甲兵之发展——抗战相持阶段的中国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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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00师到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装甲兵团








经过抗战初期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两次大型战役，国民政府的陆军装甲兵团遭受了重大损失，其主力只能撤至湖南湘潭地区进行修整。随着抗日战争的规模日渐扩大，全面战争的局面已经形成。为提升中国军队的攻击力，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决定将现有的全部机械化资源整合运用，统一编成一支拥有强大力量的机动攻击部队。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00师便应运而生了。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百师








1938年1月15日，以在湘潭七里铺三道坊整训的陆军装甲兵团为基础，按照同时期德国陆军成立的装甲师模式，国民政府军政部组建了中国军队的第一支全机械化陆军野战师，即陆军第200师。师长由原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中将担任，副师长为黄埔二期毕业生邱清泉少将，师参谋长为黄埔六期毕业生廖耀湘少将，下辖第1149、第1150、第1152团、炮兵第52团及师直属部队10 000余人。其中第1149团与1150团为战车团，各下辖3个战车营，分别由黄埔六期毕业的胡献群少将和韩増栋上校担任两团团长。下属的6个战车营营长分别是，1149团第1营营长董嘉瑞中校、第2营营长马辙中校、第3营营长沈式琦中校；1150团第1营营长刘介辉中校、第2营营长郭彦中校、第3营营长叶敬中校。炮兵第52团（替代第1151团，原计划1151团为汽车团但未组建完成）为战防炮团，团长为冯而俊上校，下属3个战防炮营，营长分别是第1营营长谢成章中校、第2营营长佟大芳中校、第3营营长郭定远中校。1152团则为摩托化步兵团，团长高吉人上校，下属4个摩托化步兵营，营长分别是，第1营营长谢蔚云中校、第2营营长戴戎光中校、第3营营长林栖中校；第4营营长林承熙中校。另外师直属部队还下属1个技术补充团，团长洪世寿中校兼准备营营长；1个战车搜索营，营长萧平波中校；1个步兵炮营，营长邵一之中校；1个工兵营，营长郭海乐中校；1个补充营，营长刘俊生中校；1个特务营，营长邓君林中校；1个通信营，营长柴钊中校；1个辎重营，营长杜鸿范中校；1个修理工厂，厂长为李恩叙上校；1个消防连，连长胡兴中少校；1个水上运输排，排长李济民上尉；1个卫生队，队长温宗谟中校医官及1个师直属兵站，主任为汪启超上校。

陆军第200师的装甲部队在原陆军装甲兵团剩余装备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苏联为中国抗战提供的包括T-26型坦克在内的大量军援武器进行补充。在整训期间，还派出其战车搜索部队和战防炮营参加了1938年4月的徐州会战，又派出装甲部队参加了同年5月的兰封会战。之后陆军第200师全师开赴江西上高，与陆军第85军（第4师与第110师）合编成野战突击军，参加了由汤恩伯中将指挥的大规模步、坦、炮多兵种协同演习，为抗击日寇做准备。

第1149团与第1150团编制列表

（除第1150团未设各级医务所外，两团其他建制相同）

团部下属

第1营营部

第1连连部：英制“维克斯”6T M1930 F型轻型指挥坦克1辆、意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1辆。

第1排：“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3辆。

第2排：“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3辆。

第3排：“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

第2连连部：英制“维克斯”6T M1930 F型轻型指挥坦克1辆、意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1辆。

第1排：“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3辆。

第2排：“维克斯”6T M1930 E型轻型坦克3辆。

第3排：“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

第3连连部：苏制T-26B 型轻型坦克1辆。

第1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2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3排：“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

第4连：补给连。

迫击炮连

特务排

侦察排

修理所

医务所

第2营营部

第5连连部：苏制T-26B 型轻型坦克1辆。

第1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2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3排：“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

第6连连部：苏制T-26B 型轻型坦克1辆。

第1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2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3排：“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

第7连连部：苏制T-26B 型轻型坦克1辆。

第1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2排：T-26B 型轻型坦克3辆。

第3排：“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

第8连：补给连。

迫击炮连

特务排

侦察排

修理所

医务所

第3营营部

第9连：工兵连。

第10连：通信连。

第11连：运输连。

第12连：运输连。

特务排

修理所

医务所

团直属部队：

特务连

卫生队

修理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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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1150团装备均为T-26B 型轻型坦克与“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1150团装备均为T-26B 型轻型坦克与“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陆军第200师是中国近代以来拥有的首支陆军装甲师，也是当时除德国建立的3个陆军装甲师之外，全世界第四个陆军装甲师，为此中国也就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陆军装甲师的国家。虽然其实力和装备远不能和德国装甲师相提并论，但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装甲兵史上仍有其跨时代的意义。






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十一军装甲兵团








1937年8月，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政府由于自身没有能够满足战争需要的军事工业支持，所以急需大量来自海外的武器装备援助来维持中国的抗战实力，同时又因为德意日轴心的形成，德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决定取消一切对华军事支持。国民政府只能通过其它国家来获取抗战所需的军事援助。苏联在此时正好也为了防止德日两国对它形成两面夹击的局面而寻求解决办法。于是，中国作为牵制日军北上侵犯苏联东部国土的重要力量，而被其领导人斯大林看中。双方一拍即合，结束了近十年的不友好关系，于1937年8月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随后，大量的苏制武器和军事顾问来到中国，填补德国军事顾问撤走后的空缺。这样一来，抵华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也就在国民政府装甲部队的建设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们仍倡导以步兵为主装甲部队为辅的传统西方军事理念，所以对德国所倡导的新式装甲师理念大肆批评。并积极改组国民革命军本以形成的装甲部队结构。将陆军200师建制拆散重新编组，原配属其200师的装甲部队和其他机械化单位全部调出，进行重新合并，原200师番号保留改为步兵师建制，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调来其他步兵部队进行充实，即以扩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11军，新编第11军成立之初由徐庭瑶中将兼任军长，原200师师长杜聿明中将为副军长，后接替徐庭瑶成为新11军军长，郑洞国中将为副军长。下辖陆军第200师（初期师长为杜聿明兼任，后由黄埔三期毕业生戴安澜少将继任）、新22师（师长邱清泉少将）和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中将兼任，原配属部队为陆军第77师，后被调出），以及其他原200师师直属部队。

原200师的装甲部队在苏联军事顾问的重组后又恢复原有的装甲兵团称谓，被编入新编第11军麾下，成为陆军新编第11军装甲兵团。1938年11月在得到大量的苏式坦克和装甲车辆的援助后于湖南湘潭正式列编。其指挥官由原200师1149团团长胡献群少将担任，下辖4个战车营、1个特务连、1个通信连、1个工兵连，2个运输连及修理工厂和卫生队各1个。战车团4个战车营的指挥官分别是第1营营长董家瑞中校、第2营营长马辙中校、第3营营长刘介辉中校和第4营营长郭彦中校。另外新11军还配属1个军直属汽车兵团，团长韩增栋上校，下辖3个汽车营和1个修理工厂。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军装甲兵团








1938年11月，武汉保卫战结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帮助建设起来的配置德式武器装备的“新式中央军”在抗战初期的大小战斗中已基本消耗殆尽。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始筹建新的武装力量，分阶段整训各个战区的作战部队。其目的在于培养出一支强大且有力的战略预备部队。为此，国民政府手中仅有的几支建制还算完整的部队就成了整军运动的重点，陆军新编第11军就是其中之一。1939年7月底，新编第11军经过整训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于8月1日颁布命令，新11军改番号为陆军第五军，这支在中国抗战史上赫赫有名的陆军第五军至此便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第五军部队改编调整阶段，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苏制坦克及装甲车辆与国民政府购买的意大利制造的轻型战车已全部装备到其所属的装甲兵团。抗战初期使用的那些旧式坦克装甲车辆基本上都被战斗部队淘汰，移交给机械化学校做教学用车。而第五军除原新11军的各建制部队外，早前被调走划归军政部直属的炮兵第52团，也重新调拨给第5军管辖。另外第5军还有一个军属炮兵团，配属1个苏制76.2毫米野战炮营和1个德制150毫米重型榴弹炮营（每营各12门火炮）。步兵师方面，第200师也配备1个苏制76.2毫米野战炮营，新22师和荣誉第1师则各配备1个苏制76.2毫米野战炮连（每连4门炮）。整编后的陆军第五军真正成为了一支拥有步、坦、炮强大攻击能力的合成化野战部队。为日后痛击日寇、建功沙场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第五军装甲兵团改编后驻扎广西全县界首地区，指挥官仍为胡献群少将担任，全团建制不变，4个战车营营长分别为第1营董家瑞中校、第2营马辙中校、第3营张智刚中校和第4营冯恺中校。所有战车营的装备均更换为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和意大利制L3/35超轻型坦克（各连配T-26B型轻型坦克7辆和L3/35超轻型坦克5辆，其中连部T-26B型轻型坦克1辆，第1排L3/35超轻型坦克5辆，第2、第3排各3辆T-26B型轻型坦克，另外每个连还配备1个预备排配备T-26B型轻型坦克和L3/35超轻型坦克各6辆）。1939年，第五军装甲兵团奉命参加了广西境内爆发的桂南会战，协同兄弟部队取得了昆仑关地区战斗的胜利，史称“昆仑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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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第二团








桂南会战结束后，陆军第五军装甲兵团调回驻地修整，这时的第五军驻扎在广西西南部，虽能对日军向湖南和广西方向的进攻进行防御，但却对另一个抗日的正面战场（河南、陕西方向）鞭长莫及。于是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939年11月决定将第五军装甲兵团一分为二，第3、第4两营移驻西安，作为其配合中国守军在西北战场的机动作战。这两个战车营在到达西安后驻扎在西安城外的王曲乡黄埔村。其指挥后勤保障系统仍由驻广西的第五军装甲兵团指挥部管辖，由于两支部队距离太远联络指挥不便，故军政部决定由这支部队自行组成指挥与后勤补给系统，于是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第二团便就此成立，由黄埔六期毕业生郭彦少将任首任团长，后由同为黄埔六期毕业的王观洲少将接任，归陆军第34集团军军长黄埔一期毕业生胡宗南上将指挥。至此，国民政府算是在中国的西北和西南两大正面战场上都拥有了一支装甲机动打击力量，借以防备日军通过这两个方向向我大后方发动进攻。

留在广西的第5军装甲兵团剩余部队随即也改番号为陆军装甲兵第一团，仍归第5军建制。1941年，在国民政府再次从海外进口部分坦克及装甲车辆后，又为装甲兵第一团组建了1个战车营，以及技术连、补充连各1个。另外还增加了1个团属军乐队。








中国装甲兵在抗战中期的参战经过













兰封会战








1938年5月，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沿黄河两岸向西进犯，企图占领中原地区后长驱直下，威逼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阻敌于陇海线上，决心调集重兵与之决战，将入侵之日军歼灭于兰封地区。陆军第200师所属装甲部队于5月9日奉命组成突击纵队，参加兰封战役。接到命令后陆军第200师随即以第1150团战车第1营（参加完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撤往湘潭进行休整改编的使用“维克斯”6T坦克的原装甲兵团战车营1连）为主力，配以特务营的机枪排与工兵排及搜索营第2连第1排，组成突击军第一纵队（突击军第一纵队共配属战1连“维克斯”6T E/F型坦克7辆、“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7辆，战2连“维克斯”6T E型坦克3辆和搜索营“豪须”装甲车3辆），由副师长邱清泉少将指挥，并以师部部分参谋人员组成前敌指挥部参谋机构予以协助指挥。

第200师第1150团战车第一连连长朱崇钰带领其配属的7辆“维克斯”6T M1930 E/F型轻型坦克与7辆“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外加战车第二连的 3 辆“维克斯”6T E型坦克和搜索营的3辆“豪须”装甲车于5月13日启程由汉口搭乘火车北上，14日抵达兰封附近地区，但因此处频繁遭遇日军飞机空袭，铁路交通混乱，列车被迫停于该处不能前行，经蒋介石亲自指挥，战车第一连于16日在开封下车，采用履带行军开赴兰封前线。经一夜急行军，装甲部队抵达兰封以南的柴楼，但由于路况实在太差，只走了20多千米就有“维克斯”6T轻型坦克和“菲亚特”超轻型坦克各1辆因故障而抛锚。



[image: 兰封会战中被日军俘获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兰封会战中被日军俘获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image: 被日军击毁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被日军击毁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突击军第一纵队于17日下午16时在前沿阵地展开，此次进攻为战车第一连单独行动，并无突击纵队的其他部队支援。在营长刘介辉中校的亲自指挥下，战车第一连以10辆坦克协同陆军第88师262旅发起进攻。坦克的攻坚能力在进攻之初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将日军一部击溃，可惜坦克在进攻中突进过快，失去步兵掩护只能撤回。再次出击后又发生同样情况，经过几次来回拉锯一样的进攻，丧失了其突袭的效果，使其攻击力锐减。战至23日，突击军第一纵队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却没有达到其战前指挥部预定的目标。从突击军第一纵队参战至此，共阵亡副排长1名、班长2名、士兵4名，负伤7人；被击毁“维克斯”6T轻型坦克3辆、“菲亚特”超轻型坦克4辆和“豪须”221装甲车2辆。其中有几辆被日军作为战利品拖回，运到国内向日本国民展示，以炫耀其“皇军”的“战果”。

此时，兰封会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由兰封地区西进，被中国军队阻击于三义寨一带。中国军队十几个师将其重重包围，鏖战了7天却无法将其歼灭。为打破僵局，遂急调陆军第200师第1149团战车第5连，派苏制T-26B轻型坦克一排前来助战，这一个排的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在排长王增耀的带领下，向日军阵地发起猛攻，一举攻克大小王庄等7个村庄，并歼灭其守军大部，残余日军落荒而逃。但因为其坦克数量太少，且指挥官经验不足，致使参战的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损失3辆，其中就有排长王增耀所使用的T-26B坦克。王增耀在其坦克被日军战防炮击毁后，因自责而举枪自尽，与战车共存亡。至此，参加兰封会战的中国战车部队共阵亡军官8人（上尉曾庆海、上尉王崇志、中尉陆文成、少尉排长王增耀、少尉排长贾玉林、少尉排附孙文希、准尉腊子铣和准尉白景福）；士官及士兵19人（李振汉、孙文希、王印若、张文焕、高增峰、王文英、潘勉之、王惠玲、戚凯、邓嵩等）。被击毁各型坦克战车共13辆。

第200师在兰封会战中，均采用连以下的作战单位投入战斗，每次都不超过10辆，以至于原本计划的奇袭，却因为坦克参战数量太少，而未能给日军带来毁灭性打击。再加上步兵对步坦协同的经验不足，导致坦克部队往往形成孤军深入之势，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桂南会战










[image: 桂柳会战中搭载步兵驰援金城江的第48师坦克部队]






桂柳会战中搭载步兵驰援金城江的第48师坦克部队



1939年11月，日军在广西钦州湾登陆，驻守广西全县的第五军随即命令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立即以摩托化运输方式携带装备赶赴战场，率先到达的是由湖南衡阳赶来的第600团（团长邵一之）。经过与日军激烈作战后，因敌我实力过于悬殊，不得不退出南宁，团长邵一之上校阵亡。24日，南宁失守。12月1日，日军占领高峰隘。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后利用有利地形构建工事固守待援。18日，中国军队全线反击，第5军（军长杜聿明）被编入陆军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担任昆仑关攻坚战的主攻部队。拂晓，以荣1师（师长郑洞国）为主力，配以装甲兵团第1团（团长胡献群）第1营（营长董家瑞）、第2营（营长马辙）向昆仑关日军展开猛烈攻击。日军负隅顽抗并出动5架飞机进行支援，装甲兵团的1辆T-26B型坦克在空袭中被击毁。在19日的战斗中，装甲兵团的坦克部队再次发挥威力配合步兵奋勇冲杀，最终将昆仑关东北侧653高地日军全数歼灭。20日在对日军核心阵地的进攻中，装甲兵团T-26B坦克被日军击毁多辆。当天，驻南宁的日军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1 000余人、战车10辆向昆仑关方向进发，双方在六塘、七塘间展开激战。战至24日，日军指挥官中村正雄被击毙。31日，中国军队将昆仑关完全攻克。此役包括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和代旅团长坂田元一以及两名联队长、一名副联队长和三名大队长在内的4000多日军被击毙。日军班长以上军官阵亡超过85%，被誉为日本“钢军”的第5师团第21旅团名存实亡。中国军队虽获得了“昆仑关大捷”的胜利，却也在此战中伤亡14 000多人，另有54辆坦克及装甲车被击毁，其中包括4辆T-26B型轻型坦克（车号为546、528、581和583）和4辆L3/35型超轻型坦克（车号为736、787、804和807，其中第736和807号车是在中弹后被日军掠获）；另有11辆T-26B型轻型坦克和L3/35超轻型坦克战损后，被我军抢回并修复。1940年年初，第5军退至思拢休整，但其装甲兵团第1团第二营第七连被留下继续参加宾阳地区的战斗。由于与陆军第73师配合不佳，该连在后来的战斗中绝大多数坦克被日军的速射战防炮击毁，导致全军覆没。

整个会战中第5军装甲兵团虽损失严重，但因我军在整个战场上占有主动权，所以大量被击伤或击毁的战车可以被我方回收并修复，大型战车的损失并不大，只是意大利制造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损失颇高，因其体积小、装甲薄，一旦被击中就免不了车毁人亡的悲剧结局。

桂南会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柳州机械化学校旁的大山洞中召开了西南高级将领军事研讨会，并举行了一次战车实兵演习。一个营的战车，分三个波次，每一波次为一个战车连，每三辆坦克组成品字队形，配以步兵，交替掩护变换队形，时而行进时而停止，时而直线，时而曲线向前攻击前进，直到将靶标全部击毁，演习才告结束。蒋介石在胡献群等人的解说下，饶有兴致地观看了整个过程。






第一次入缅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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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弃的T-26B坦克上站岗执勤的中国士兵



1941年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确保位于东南亚的海外交通线安全，并防止日军由此进攻我西南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紧急调动驻广西、云南的各部队，以第5军为先导，加以第6军、第66军共同组成近十万人的中国远征军，进行第一次入缅对日作战。其第5军装甲兵团第3营暂留广西，以保护西南地区的安全。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障参战坦克能抵达战场后顺利使用，同时节省燃料，所有战车均采用汽车搭载运输方式，但当时部队所使用的汽车多为载重量不到4吨的轻型卡车，专用坦克拖车实在太少，且从昆明到畹町的部分桥梁承重量也不到10吨，装甲兵团使用的苏制T-26B型坦克如果要想运送到前线必须将其拆分成三部分，分别装载在3辆汽车上进行运输，抵达战场附近后再进行组装，其工序实在过于繁琐，进而放弃，只能停留在后方由仅有的几辆坦克拖车来回往返运输。因此只有装甲兵团装备的意大利造“菲亚特”L3/35型和法国造“雷诺”AMR-UE型超轻型战车在团长胡献群少将的率领下，随同步兵参战。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和军部骑兵团（团长萧平波）一部作为先头部队，于1942年3月8日相继到达同古，接替英印军防务。3月18日拂晓，日军第55师团（师团长竹内宽）的搜索部队200余人沿公路向同古前进，到达第5军第200师前哨阵地。200师598团（团长高吉人）第1连及军骑兵团一部与敌发生战斗，军骑兵团的装甲车向敌出击。经过3小时激战，残存日军撤逃。第200师在固守同古的战斗中，战车第五连、第六连、第十连（均只有超轻型坦克， T-26B坦克尚在腊戌待运）配属新22师（师长邱清泉）第65团（团长熊笑三）、第66团（团长刘俊生），为解该师之围，向包围同古之敌进行攻击。3月27日，中国远征军攻占叶达西，但有4辆战车被毁，战车第六连连长魏成禄殉国。28日，在战车部队的配合下，中国远征军一举拿下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并摧毁日军炮兵阵地。29日， 200师趁势突围。由于英军怯战退走，纷纷向印度方向溃逃，盟军司令部原计划的平满纳会战与曼德勒会战相继流产，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入缅作战宣告失利。4月25日，协助中国远征军司令部策划作战的参谋团决定，所有坦克、车辆、后勤单位先行撤回保山。5月3日，胡献群团长集合了10辆超轻型坦克和4门战防炮协同远征军的1个补充团在畹町东面的山路隘口阻击日军，掩护大部队撤退。但因补充团皆为新兵，缺乏战斗经验，无法配合坦克战车作战，以致参战的坦克全部被日军击毁。另3辆超轻型坦克因故障停放在载重汽车上未及参战，次日5时向惠通桥方向撤退，到达惠通桥后发现桥已被己方守军炸毁，在日军强渡怒江的同时，位于腊勐山上的日军炮兵又隔江封锁了公路的一个拐弯处，导致有相当数量的中方战车和运输汽车没有通过封锁线。另外，在国内留守并未及出国作战的苏制T-26B型坦克又在接应并掩护部队撤退的过程中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直至整个滇缅路作战结束，伴随中国远征军出国作战的第五军装甲兵团总共派出的59辆大型炮战车（以苏制T-26B型坦克为主，可能也有少部分英制维克斯6T坦克参加，装备损失记录中未指出具体型号），损失15辆；小型战车（意制“菲亚特”L3/35型和法制“雷诺”AMR-UE型/ZB型超轻型战车等）53辆，损失13辆；美制M3A1型轮式装甲车41辆，损失31辆；炮型装甲汽车（可能为“豪须”SdKfz222型四轮装甲车）2辆，损失1辆；机枪型装甲汽车（可能为“豪须”SdKfz221/223型四轮装甲车）12辆，损失2辆。由上述战损报告可以看出，在整个滇缅路作战中，第五军装甲兵团参战战车损失了将近总数的1/4，装甲车则损失了高达3/4。这是国民政府装甲兵建军以来遭受的最为惨重的一次打击，至此中国的装甲部队历史上第一次的出国作战也就此黯然收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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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国民革命军T-26B轻型坦克



[image: 收复松山的国民革命军士兵正在查看当年被日军缴获后作为固定火力点的T-26B坦克残骸]






收复松山的国民革命军士兵正在查看当年被日军缴获后作为固定火力点的T-26B坦克残骸






国民政府中央系装甲部队装备的坦克及装甲车辆













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








在“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战的第二天，国民政府便向苏联政府求援，要求其提供350架飞机、200辆坦克与236门大炮，并请求苏联政府向中国派遣飞行员、航空技师、炮兵与坦克兵以训练中国军队。之后，1938年1月、7月和1939年4月，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又三次赴苏联求援。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期间，苏联政府提供的第一批军火运到中国，主要为军用飞机、各式火炮、坦克和汽车等重型装备。苏联政府援华军火的绝大部分是利用其对华信用借款支付的。分别于1938年3月、1938年7月、1939年6月达成对华信用借款共三笔，共计2.5亿美元。中国政府则以锡、铅、钨、锑等稀有金属及生丝、茶、棉花等战略物资折合钱款进行偿还。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实际使用其信用借款约为1.73亿美元，这笔费用购买了苏联制造的军用物资包括：各类飞机1 235架（其中轻重型轰炸机318架）、T-26B型坦克82辆（另有资料说为88辆或108辆）、各型汽车1 526辆、履带及轮式牵引车602辆、各类火炮1 600门、轻重机关枪1.4万挺、步枪5万余支以及各型子弹1.8亿发、炸弹3万余枚和200多万发炮弹。另外还有飞机发动机及全套备用零件、汽油等大量军火物资。其数量远超中国政府早前从德国获得的军火物资总数。所获得的坦克及装甲车辆全部用于替换中国军队装甲兵团的老旧装备。使其战斗力大增。








T-26型轻型坦克










[image: 苏联生产的T-26A型轻型坦克早期型]






苏联生产的T-26A型轻型坦克早期型



T-26型轻型坦克是苏军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使用的一型轻型步兵坦克。它被广范用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多次军事冲突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有国家在使用。 T-26型轻型坦克是苏联在1931年英国制造的“维克斯”六吨轻型坦克（“维克斯”Mk.EA型双炮塔坦克）的设计基础上自行生产改进的版本，常被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最为成功的一款坦克设计之一。苏联一共生产超过11 000辆各型T-26轻型坦克，远超过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生产的任何坦克。其衍生型号大约有53种之多，包括火焰发射车、战斗工程车、遥控坦克、自行火炮与人员运输车等，其中有23种型号进入量产。除苏联自身使用之外，T-26型轻型坦克还外销到包括西班牙、芬兰、土耳其等国以及正在进行抗日作战的中国。另外包括芬兰、德国、罗马尼亚与匈牙利等国也都曾使用过在战场上缴获的T-26型轻型坦克。T-26型轻型坦克的优点是可靠性高和便于维护保养，在1931年到1941年间它的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改良。直到1940年后，T-26系列的“S”级（又称“C”型）1939年型之后便没有再推出新发展的车型了。

从总体布置上讲，T-26系列坦克采用动力装置后置、传动装置前置的设计布置，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各国制造坦克采用的传统布置方式。动力装置则为T-26系列坦克专门设计的风冷式4缸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66千瓦。变速箱为机械式，有5个前进档和1个倒档。悬挂装置则仿效英国制造的“维克斯”6T轻型坦克采用台车式悬挂系统。双轨构造，左右各四对，每对承轨连结两个负重轮，左右边各两对负重轮装有弹簧结构的设计方式。最大速度为30千米/小时，最大行程200千米。早期车体采用铆接结构，主要部位的装甲厚度为15毫米。后期生产的大部分B 型和全部C型坦克则采用了焊接结构车体，使整车的防弹性能有所提高。尽管如此，T-26系列轻型坦克的防护力差仍是它的致命弱点。另外，由于安装武器的不同，使T-26系列坦克有多种武器组合样式，但在型号上并未加以区分。不过，早期的T-26系列坦克上的武器主要是为支援步兵作战而配置的，除了轻机枪和重机枪外，安装的火炮也是采用的传统37毫米步兵炮。到了后期， T-26系列坦克则都换装为45毫米口径、较长身管、可用于对付轻型坦克或装甲车辆的坦克炮和1-2挺7.62毫米 DT型机枪，在支援步兵的同时兼有反坦克作战能力。

T-26系列坦克在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诺门坎战役与苏芬冬季战争中均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直到1941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波及苏联时，开战初期T-26型轻型坦克仍是苏军抵御纳粹德国侵略所配备数量最多的坦克。这种坦克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略显过时，但直到1945年苏军进攻驻中国东北日军的时候仍可见到该型坦克的身影。








T-26B型轻型坦克








T-26系列坦克早期分A型、B型两种，A型为双炮塔结构，B型则为普通式单炮塔结构，安装一座跟当时苏联制造的BT-5型快速坦克与T-35多炮塔重型坦克一样的通用型炮塔，早期使用1门M1928 型37毫米火炮；后期更换为1门M1932型45毫米坦克炮。并将其命名为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是T-26系列轻型坦克中产量最多的一个型号，总共生产了5 500辆。T-26B 1933年型坦克定型后每年都有其不同的改进型号出现，小到武器搭配的增减及辅助设施（增加照明灯的数量、车载指挥电台及天线）的安装，大到更换车体的结合方法（早期为铆接，后期为焊接）及火炮防盾的制造方式（早期为铸造式，后期为焊接式）。








中国的T-26B型轻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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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中的中国T-26B轻型坦克部队





[image: 正在视察坦克部队的蒋介石]






正在视察坦克部队的蒋介石



[image: 苏联顾军事问向中国装甲部队官兵介绍T-26B型坦克]






苏联顾军事问向中国装甲部队官兵介绍T-26B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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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盖篷布的中国军队T-26B坦克

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的苏联军事援助中获得了82辆（另有资料为88辆和108辆之说）T-26B型轻型坦克，其中包括 T-26B1933 年型和T-26B 1937 年型两种型号，均为搭载无线电装置并安装巨大的环炮塔“U”字形天线的指挥型（又称为T-26B TU型，据称是指挥型，但中国得到的这些坦克中很多都没有安装电台，从很多的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中国军队使用T-26B坦克操演时仍只能使用信号旗旗语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指挥联络，其外观硕大的天线只能说是一个摆设而已）。在这些T-26B型坦克中1933年型的数量相对略少，且均为苏联军队使用过的二手翻新车；1937型的数量相对较多，基本为出厂不久的新货（但也是老型号），均配备给当时刚成立的陆军第200师2个战车团使用。最初，因运抵中国的数量不多所以苏制的T-26B型轻型坦克只有第1149团和第1150团的战车第一营、第二营下属的第三连和第七连装备，每连7辆。其他的战车连则由老旧的英制“维克斯”6T轻型坦克和意大利制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组成。到了1938年年底，苏联援助的大量装备才基本抵达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照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将原有的陆军第200师建制打散，进行重组，成立了陆军新编第11军，原200师的2个战车团也被改番号为陆军新编第11军装甲兵团，恢复了抗战初期的独立编制，直接归军部管辖。其大部分的主战装备也陆续由苏联提供的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和国民政府向意大利再次购买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重新组合，原有的旧式武器逐步退出现役。到了1939年，中国的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国民政府为了适应战事的发展和战略的需要，又将陆军新编第11军改编成陆军第5军，其原有的装甲兵团也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军装甲兵团，此时装甲兵团下属的4个战车营（其中番号是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共12个战车连）均装备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和意大利造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其中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7辆、意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5辆。另外在1940年8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抽调了其装甲兵团的第三、第四两营，驻防陕西，协助中国军队西北方向的对日作战，其配属的T-26B坦克和“菲亚特”坦克也随同前往，成立陆军装甲兵第2团，原驻守广西的剩余部队编为装甲兵第1团。中国军队装备的这些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参与了其所属部队投入的包括兰封会战、桂南会战在内的多次重大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做出了贡献。这批坦克一直服役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撤逃台湾之后，其间还随所属部队参与了1946年到1949年的解放战争，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其部分缴获，加入到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行列之中。



[image: 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缴获的T-26坦克]






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缴获的T-26坦克



[image: 解放战争时期准备撤退的国民党装甲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准备撤退的国民党装甲部队






车体涂装








中国军队所使用的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均有两种不同的车体涂装样式。其中一种为苏联提供的早期苏军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另一种为苏联提供的在原有草绿色单色的基础上加以黄色不规则色块或条纹的两色迷彩车体涂装。车辆编号及识别标识方面，所有的T-26B型轻型坦克均按照1938年陆军第200师战车团规定的统一战车编号识别系统标准进行涂装。即在车体前装甲右侧及炮塔下方战斗室左右两侧装甲后部和车体发动机室后装甲下方涂装大小不同的青天白日军徽，在车体前装甲左侧和车体发动机室后装甲下方涂有青天白日军徽的上方位置涂装大小不同的白色三位数阿拉伯数字作为车体序号。



[image: 阅兵式中的T-26B坦克方队，照片中可以看出战车上的迷彩痕迹]






阅兵式中的T-26B坦克方队，照片中可以看出战车上的迷彩痕迹



苏制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单色涂装



[image: 使用的单色涂装的中国军队苏制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






使用的单色涂装的中国军队苏制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

左图为国民政府从苏联军事援助中获得的苏制 T-26B 1933 年型轻型坦克，用以装备1938年初成立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00师战车团（后为第五军装甲兵团）。说是1933年型，其实则是1933年后在原有T-26B1933年型的基础上改进的一款过渡型号，其与1933年型基本型号的主要区别是，采用了后期的焊接形式车体，并在炮塔后部舱门上增加了1挺车载7.62毫米 DT型机枪提高其车后的防御能力，主炮防盾前部安装两具大瓦数照明灯以增强其夜战效能。此车采用苏联方面提供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并在车体前装甲右侧及炮塔下方战斗室左右两侧装甲后部和车体发动机室后装甲下方涂装大小不同的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标示，在车体前装甲左侧和车体发动机室后装甲下方涂有青天白日军徽的上方位置涂装大小不同的白色三位数阿拉伯数字车体序号，开头数字为“5”，代表其所属部队的大型主力战车。

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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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制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迷彩涂装

下图为国民政府从苏联军事援助中获得的采用双色迷彩涂装样式的苏制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即由苏联方面在其原有草绿色单色车体基础上使用黄色油漆进行不规则色块或条纹喷涂的迷彩样式。识别标识及车体编号的涂装方式，与单色涂装的T-26B 1933年型轻型坦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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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制T-26B 1937年轻型坦克单色涂装

下图为国民政府从苏联军事援助中获得的苏制 T-26B 1937 年型轻型坦克，与1933年型一同装备给陆军第200师战车团（后为第五军装甲兵团）使用的。该车是1937年定型生产的T-26B 1933年型的衍生型号，与中国军队装备的1933年型号最大的区别是，在炮塔上增加了一个单独的可旋转指挥塔并安装1挺可对空射击的 7.62 毫米 DT 型机枪，用以增强其自身的对空防御能力。此车同样采用苏联方面提供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在识别标识及车体编号的涂装方面也与中国军队使用的T-26B1933年型轻型坦克相同。



[image: 云南昆明阅兵式中第48师的T-26B 1937年型轻型坦克]






云南昆明阅兵式中第48师的T-26B 1937年型轻型坦克

T-26B 1937年型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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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制T-26B 1937年轻型坦克迷彩涂装

下图为国民政府从苏联军事援助中获得的采用双色迷彩涂装样式的苏制 T-26B 1937 年型轻型坦克。其迷彩涂装样式和识别标识及车体编号的涂装方式均与中国军队使用的 T-26B 1933 年型轻型坦克的涂装样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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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亚特”L3/35（又名CV-35）超轻型坦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各国通过总结战争经验，发现战争中所使用的坦克虽然火力强大，但因其车体笨重、速度缓慢，短途突破敌人的堑壕阵地还可以，对于军队长途奔袭作战则难以胜任。于是，一种能被部队快速运输、体积轻便的新式小型坦克的设计思想便在西方各国广泛流行起来，处于坦克家族另一极端轻型快速坦克（又称超轻型坦克tankette），便于20世纪20年代诞生了。它们造价低廉、易于生产、机械简炼、操纵方便，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兴趣。几乎当时每个略有经济实力的国家都将这种坦克用来训练自己的军队和研究新的战术。英国作为此种思潮的发启者及带头人一直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20世纪的20～30年代其国内的卡登-洛伊德公司（后与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合并）设计制造了多种超轻型坦克，并成功地出口到世界许多国家。法国、苏联、意大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日本等国都在其设计的基础上改造研发了自己国家的类似型号。

1928年，意大利军方首次提出了一种轻型快速坦克的需求，可以用来完成侦察和伴随步兵作战的任务。这种要求主要基于三点，一是意大利坦克部队主要作战范围是在其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轻型的车辆更适于崎岖狭窄的山间地形和道路使用；其次，意大利军队的战术仍然停留于旧式的阵地战战术阶段，虽然有少数将领提出并有限地试验了机械化合成作战（如在北非的殖民地战争中），但意大利陆军仍然是一支观念保守的传统军队，坦克只是被用来提供对步兵的支援和完成类似侦察之类的骑兵式任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在意大利尤其严重，大量的退伍军人更导致了社会的动荡以及墨索里尼建立的法西斯党的上台，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和节据的财政来说，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经费用于昂贵的新型中型或重型坦克的开发，于是成本低廉且能担负一定作战任务的超轻型坦克就成为不二的选择。

1929年，意大利从英国购进了5辆“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在经过试验和研究后，与英国人达成协议，在意大利仿制生产该型战车。安萨尔多公司（Ansaldo）使用菲亚特公司（Fiat）的发动机和变速器，生产了25辆样车，称为CV-29（CV是“carro veloce”的简写，意思是“快速坦克”），并于1929年投产。该坦克装备武器为1挺拉维利M1914型6.5毫米水冷重机枪。与其原型车一样，CV-29也是采用顶开式乘员舱门的两人坦克，战斗全重仅1.7吨，最大速度40千米/小时。此型坦克未正式列装，但凭借所获得的经验，生产厂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意大利人称其为CV-3。1931年—1932年， CV-3由意大利陆军进行试验，随后正式投产，定型为“菲亚特”CV-33型超轻型坦克。最初的计划是生产1 300辆，其中1 100辆配备“菲亚特”M1935型机枪，另外200辆则配备短管37毫米火炮。但实际上，菲亚特-安萨尔多公司仅生产了300辆该型坦克，被称为Ⅰ系列，装备1挺“菲亚特”6.5毫米机枪。1934年，诞生了CV-33型的Ⅱ系列，武器由1挺6.5毫米“菲亚特”机枪改为2挺8毫米“菲亚特”M1935型机枪，行走系统也进行了改进。随后Ⅰ系列的武器也改为与Ⅱ系列一样的配置。1935年，又出现了新的改进型，车体的装甲改用易于生产的锥头螺栓连接，取代了原来的焊接和铆接结合方式。武器也改为车长兼机枪手正前方防盾上安装的2挺“布雷达”38型8毫米机枪（该枪性能要比前两者好得多），但“菲亚特”M1935型机枪仍有部分使用。此改进型称之为CV-35型坦克，最后的一款主要改进型是1937年—1938年推出的L3/38型，改用了新的悬挂系统和履带，装1挺“布雷达”13.2毫米大口径机枪，但该车型没有大量生产，只是将一些较早的型号改进成了L3/38的标准型。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38年，意大利陆军采用了新的分类命名法，以“L”为轻型坦克的代号，因此CV-33便被称为L3-33或L3/33（3表示其吨位大小）， CV-35被称为L3-35或L3/35。这两者经常被统称为L3-33/35或L33/35。

“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又名CV-35）于1935年投产，意大利军方下了1 500 辆的订单，另外还有近500 辆的出口。该型坦克为无炮塔设计，配备2挺“布雷达”38型8毫米机枪或1挺8毫米机枪与1具喷火器。L3/35超轻型坦克安装31千瓦“菲亚特”SPA-CV3型水冷式汽油发动机，时速42千米/小时，最大行程125千米，被大量应用于西班牙内战和意大利军队对苏联和北非的侵略战争中。








中国使用的“菲亚特”超轻型坦克










[image: 蒋介石视察“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蒋介石视察“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image: 训练中的“菲亚特”L3-35车队]






训练中的“菲亚特”L3-35车队

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赴欧洲各国考察后，带回了18辆早期生产的意大利制“菲亚特”L3/33型超轻型坦克，但不知何故一直封存在南昌的仓库中未被使用。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为此又向意大利订购了100辆L3/35型超轻型坦克（原因是意大利的L3/35型超轻型坦克价格低廉且又有大批现货供应），实际收到94辆（有国外资料说只有54辆左右交付给中国）。1938年初运抵广州，随即与之前南昌仓库封存的18辆“菲亚特”L3/33型超轻型坦克一起编入陆军第200师第1149团和第1150团的各个战车连。每个战车连的第3排各配备5辆，另外配备英制“维克斯”6T轻型坦克的战车第一、第二、第五、第六连连部也各配备1辆。之后部队经过改编重组，这些部队和所辖坦克战车都划归于陆军新编第11军装甲兵团建制之下，其原有的装备配置则改为其下属4个战车营中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以及第十五战车连，每连5辆“菲亚特”超轻型坦克。1939年8月，又改番号为陆军第5军装甲兵团，其间随部队参加了兰封会战、桂南会战的昆仑关战役和第一次入缅作战，在缅甸战场上的“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以被击毁4辆的代价，支援了中国远征军攻克叶达西的战斗，第2日又协助步兵攻下南阳车站和周边地区，战斗中又以自身火力攻破了一个日军炮兵阵地，缴获日军火炮1门和文件、弹药等。但实战中L3/35超轻型坦克的各种缺点都暴露无疑，例如在野外履带行军2～3日便出现故障，而当发动机过热时则输出功率减小，只能低速行驶，有时1小时只能前行1千米左右，发动机不但很耗燃油且一旦熄火，就很难再次启动。同时，这些意大利造的“菲亚特”超轻型坦克的装甲过薄，只要中弹就会导致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因此，中国军队的“菲亚特”超轻型坦克毁伤数量也相当之高！抗日战争结束后，剩余的“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又随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作战于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场，最终悉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毁或缴获，被俘的“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也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序列，直到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仍完好保存有1辆当年缴获的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



[image: 行进在街头的“菲亚特”L3-35]






行进在街头的“菲亚特”L3-35



[image: 解放战争时期，战车第三团所使用的意大利“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这些坦克的部队识别标识沿用了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的标识样式]






解放战争时期，战车第三团所使用的意大利“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这些坦克的部队识别标识沿用了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的标识样式



[image: 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缴获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解放战争中被人民解放军缴获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车体涂装








国民政府购买并装备部队的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抗战期间基本保留着意大利方面提供的三色条纹车体涂装样式，即以沙漠黄色为底漆，上面附有绿色与棕色油漆喷涂的不规则条纹迷彩。车体编号和识别标识方面，则采用和当时共同装备的苏制T-26B型坦克一样，在车体前装甲左侧涂装白色三位数阿拉伯数字作为车体序号。车体序号开头数字为“7”（另有10辆车的序号阿拉伯数字“8”开头，即“800-809”号车），作为其部队所属小型坦克战车的代码；在车体前装甲右侧及战斗室左右两侧装甲后部和车体发动机室后装甲上方位置涂装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但似乎车辆维护人员与战车乘员对军徽放置的位置执行的并不统一，有的坦克将车体两侧的军徽涂在偏上的位置，有的则偏下，有的只有右侧有，有的左侧和后侧都没有，有甚者索性就根本不在车体上涂制军徽只涂个车辆序号了事。到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扩大坦克战车在其他正面战场的使用范围，决定将第5军装甲兵团分兵使用，令其第3、第4两个战车营调往陕西方向，随即成立国民革命军陆军装甲兵第二团负责坦克战车在西北战场的防务指挥，于是配属这两个战车营的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就被部署到陕西西安地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国民政府接受了大量日军遗留的坦克装甲车辆。为此，胡宗南将原有的陆军装甲兵第2团扩编，并命令其将使用的所有坦克及装甲车辆进行统一涂装。于是，原先装甲兵第2团所使用的全部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均统一涂装深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替换了原有的三色迷彩车体涂装，军徽和车辆序号方面则沿用此前的样式。

意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初期涂装

下图为国民政府从意大利购买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在整个抗战中中国军队基本都保持了原意大利方面提供的沙黄、绿、棕三色迷彩涂装。其车辆编号方面采用的是和同一时期中国军队装备的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相同的样式和涂装位置，识别标识方面确略显混乱，为此笔者依据历史资料为读者们提供两种当时中国军队使用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的车体涂装样式供其参考。

“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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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装甲兵第2团意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日本宣布投降后，陆军装甲兵第2团使用的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采用的车体涂装样式。即深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军徽和车辆序号方面于此前的样式相同。此车只在车体前装甲上涂有车辆编号和识别标识，其他位置没有涂装。



[image: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下属的装甲部队使用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抗战结束后，胡宗南下属的装甲部队使用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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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野战铺路工程坦克

下图为中国军队所使用的以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为底盘进行改装的一款用于为坦克部队搭建木制简易道路的工程用坦克车辆。此型号车并没有在意大利生产的诸多改型中出现，为此笔者推测是中国方面的技术人员依据部队需要自行改装的一种型号。其主要改进为，在车体前装甲与驾驶室及战斗室后部各安装两个“H”型支架，固定并支撑用于释放木桩的两条平行式导轨，通过拉线将停放木桩的机关与车内人员使用的开关进行连接。平时木桩被固定在车体顶部的导轨上，野战需要时乘员不必出车（减小了乘员在战时因暴露于车外而造成的不必要损失），利用车内开关便可收紧拉线将木桩释放，经由导轨自行铺建一条能允许轻型坦克通过的简易木道，方便作战部队的主力战车迅速投入战斗。这种工程坦克的出现也充分得展现了我方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和聪慧才智（因其平时搭载木桩的样子酷似杠铃，被很多同好们戏称为“杠铃坦克”，不知当时的抗日将士们是否也这么称呼它）。由于此型工程坦克因详细资料并无具体记载，中国军队的装备数量和使用情况也就不得而知了。此车在其涂装样式方面则和作战部队使用的其他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并无二致。

“菲亚特”L3/35型超轻型野战铺路工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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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UE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








20世纪20年代，随着超轻型战车理念在西方各大国间的流行以及英国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公司制造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 Mk VI型超轻型战车设计的成功，使许多国家都非常得意于其所带来的成功经验，纷纷进口这型战车进行研究和仿制，其中就包括同样为坦克制造大国的法国。1931年，法国的雷诺公司（Renault）在得到英国厂商的授权后，参考“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型超轻型战车的设计，并依据法国军方的要求，研发了一款搭配履带式运输载具（载具由英国维克斯公司设计研发，后经英方同意与法国雷诺公司共同生产）的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定型为“雷诺”UE 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Renault UE Chenillette）用于牵引各式武器和装备的野战运输用途，很快被法国民革命军方订购。1931年12月9日，法军先订购了第一批为数50辆的“雷诺”UE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进行小规模生产。后又于1932年3月26日追加了50套履带式运输载具的制造订单，同年6月交付法国陆军。1934年下半年法国军方再次订购，此型车便开始大规模生产，其间还与法国其他的军工企业共同生产。到1936年底“雷诺”UE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共生产了约2 600辆以上。之后又推出一些带有武器的改进型号，直至1941年3月停产，由法国的雷诺、AMX、贝利埃、Fouga和马拉克萨等武器制造厂联合生产了总数在6 200辆以上的UE型装甲输送车和超轻型战车，另外罗马尼亚还曾通过许可生产了126辆。该车安装一台千瓦的“雷诺”85型四缸汽油发动机，时速48千米/小时，最大行程125千米，有效载荷为牵引车350千克、拖车950千克。

“雷诺”UE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战车被广泛应用于法国陆军的机械化部队之中。1940年5月，法国几乎所有陆军步兵师的后勤运输单位都装备了该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军队很快被德军击败，至少有3 000辆左右的“雷诺”UE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战车被德军缴获，装备己方部队，同时又进行了武器上的改进，使其成为了拥有一定反坦克能力的超轻型战车而广泛使用在之后的侵略战争中。








中国使用的“雷诺”AMR-UE 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










[image: 法国军队使用的“雷诺”AMR-UE超轻型坦克]






法国军队使用的“雷诺”AMR-UE超轻型坦克



“雷诺”AMR-UE 7.7 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又称UE 1型）是法国雷诺公司于1932年研制的利用“雷诺”UE型超轻型履带式装甲输送车车体为基础加载武器的一款执行类似骑兵任务的快速装甲侦察战车，主要改进是将其车身的右侧副驾驶位置安装了1挺MAC 7.7毫米机枪作为车载主要武器，并在其位置上制作了一个长方形战斗室以承载武器。将其定名为“雷诺”AMR（全称为AutoMitrailleuse de Reconnaissance，意思是装甲侦察车辆）UE 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又称UE 1型），但法国军队认为其原型车速度太慢，且战斗力过弱，无法达到其先前预想的替代骑兵功能的战斗任务，转而支持其研发AMR-33轻型战车的计划。于是雷诺公司便将目光转向海外市场。1936年3月，国民政府向其订购了10辆该型战车和12辆AMR-ZB型轻型战车，1938年运达法国当时的海外殖民地越南海防港，却因殖民地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而被悉数扣留。经过交涉，部分的“雷诺”AMR-UE 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通过陆路进入中国，很快便被装备到陆军第200师的战车部队，配合其装备的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使用。剩下的战车几经辗转直至1940年才从缅甸出发通过船运到达香港再经广九铁路运输到内陆。也很快配备给第五军装甲兵团使用（前身为陆军第200师1149与1150两个战车团），并在中国远征军的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和意大利制“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并肩战斗，略有损失。剩余的“雷诺”AMR-UE 7.7 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一直服役到抗战结束，在解放战争中基本被人民解放军所击毁或缴获。



[image: 使用“雷诺”AMR-UE的中国装甲兵]






使用“雷诺”AMR-UE的中国装甲兵



[image: 第五军装甲兵团使用的法国“雷诺”AMR-UE超轻型坦克]






第五军装甲兵团使用的法国“雷诺”AMR-UE超轻型坦克

法制“雷诺”AMR-UE 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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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向法国购买的“雷诺”AMR-UE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用于装备陆军第200师的战车部队及以后几经改换番号的装甲兵团使用。其涂装样式为法国厂商提供的法式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样式，与英国采用的四色实边迷彩样式接近，但其颜色和黑色实边略有不同，法式采用的是较粗的黑色实边。在车体编号和识别标识方面，是在车体前装甲右侧与车体后部载货箱两侧以及后侧靠左的位置分别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车体编号则是在车体前部中上方以及后部载货箱靠右位置涂有白色三位数阿拉伯数字作为车体序号，其中编号“810-819”为其装备的全部“雷诺”AMR-UE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的车体序号。

“雷诺”AMR-UE 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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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AMR-ZB轻型战车








20世纪30年代，法国军方为完善其陆军的机械化建设，决定成立一种类似骑兵作战功能的新型装甲力量，于是雷诺公司便于1932年开始着手设计这种符合军方要求的轻型坦克装甲车辆，1933年设计完成将其定名为AMR-33型超轻型装甲战车。法国军方订购了123辆，并于次年组建法国第1个轻型机械化装甲骑兵师，但由于此车型在体积和速度及装甲防御上都存在诸多缺陷，法国陆军又要求雷诺公司设计更新的型号，用于取代当时法国部队大量使用的“雷诺”FT-17坦克。为此，法国雷诺公司又推出了AMR-35和AMR-ZB等型号样车提供给法国军方，这些型号都是在AMR-33的底盘基础上进行的修改，扩大了车体及炮塔内部空间，加强了悬挂系统可靠性，并更换了更强大的火力系统，其中AMR-ZB采用的是类似R-35型轻型坦克的悬挂系统。经过法国陆军的测试后，最终选用了AMR-35型轻型坦克装备法国军队，总共生产了200辆。



[image: 法国制造的“雷诺”AMR-ZB的原型样车]






法国制造的“雷诺”AMR-ZB的原型样车





[image: 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雷诺”AMR-ZB轻型坦克]






解放战争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缴获的国民党军队使用的“雷诺”AMR-ZB轻型坦克

AMR-ZB型（又称AMR-ZBS）在被法国陆军放弃后，雷诺公司决定将其向海外市场进行推销。1936年，中国当时的云南省地方政府主席龙云看中了此型战车，于是订购了4辆，数月后运抵昆明装备给自己建立的滇军（民国时期云南实力派的地方武装部队统称）装甲部队使用。其武器装备为法国制造商初期安装的哈乞开斯式13.2毫米风冷式重机枪。同年南京国民政府也将订购了12辆AMR-ZB型轻型战车，但感觉其火力方面还是不够理想于是要求厂家将武器系统进行更换。为此，法国制造商又将武器更换成了斯柯达M1936型47毫米长身管反坦克炮（很多人都以时任装甲兵团团长的胡献群先生回忆认为其是法国造的37毫米坦克炮，但依据此型火炮的口径寻找，没有一种相同口径的火炮与其外形相似的，依据历史照片则可以从炮口外形上清晰地辨别出其武器是斯柯达M1936型47毫米反坦克炮，所以笔者认为说中国购买的AMR-ZB所配置武器是37毫米炮的原因可能是当事人回忆有误或后人理解偏差造成的）。并于1938年完成订单，运往中国。在运抵中国的途中也和一并购入的AMR-UE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直至1940年才全部抵达中国，这12辆AMR-ZB轻型坦克配备给了当时的陆军装甲兵第1团。部分战车随第5军参加了1942年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直到1945年9月底，国民政府正式将滇军的装甲部队全部收编，其中就有当年订购的4辆法国“雷诺”AMR-ZB 13.2毫米机枪型轻型战车。统一配备给装备相同型号炮战车的装甲兵第1团，直属于昆明防空司令部。解放战争中，AMR-ZB轻型坦克也大多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毁或缴获。






车体涂装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有两支装甲部队曾使用过法国雷诺公司制造的AMR-ZB型轻型战车，其一是国民政府指挥的装甲兵第1团，使用的是47毫米炮型AMR-ZB 轻型战车；其二是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地方政权龙云领导的滇军装甲部队，他们使用的是13.2毫米机枪型AMR-ZB 轻型战车。这些部队在车体涂装上都采用的是法国制造商提供的法式四色实边迷彩涂装样式，与当时中国政府购买的法国AMR-UE超轻型战车的样式相同。但在识别标识和车体编号上则有不同之处，主要在车辆编号的样式上有所区别，国民政府的炮战车的编号直接采用白色三位数阿拉伯数字进行编排，其车体序号为“101～112”之间；而云南滇军的机枪战车则在三位数前增加了一个英文大写字母“H”，且其数字编号前两位为“13”。两支部队都在战车前后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以作标示。由于历史记录的不甚完善，所以具体配属情况及编号来由就不得而知了。

法制AMR-ZB 47毫米轻型炮战车涂装

下图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法国与“雷诺”AMR-UE 7.7毫米超轻型机枪战车一并购入的“雷诺”AMR-ZB 47毫米炮型轻型战车。装备陆军装甲兵第1团。此车的车体涂装采用与法国AMR-UE超轻型战车同样的法式四色实边迷彩涂装，车体前部右侧工具箱下方及车体左侧后舱门上方均涂有青天白日军徽识别标识，车体左右两侧装甲及后舱门下方涂有白色阿拉伯数字“104”为本车车体序号，代表其所属连队的第4号车。其他位置无任何标识涂装。

“雷诺”AMR-ZB 47毫米炮型轻型战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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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军战车队法制AMR-ZB 13.2毫米机枪型轻型战车涂装



[image: 龙云的滇军使用的法国“雷诺”AMR-ZB轻型坦克]






龙云的滇军使用的法国“雷诺”AMR-ZB轻型坦克

右图为抗战前云南地方政府主席龙云于1936年从法国购入的“雷诺”AMR-ZB13.2毫米机枪型轻型战车，装备给自己建立的滇军装甲部队使用，1945年后被收编，划入陆军装甲兵第1团建制。此车的车体涂装采用的是和国民政府装甲部队使用的“雷诺”AMR-ZB 47 毫米炮型轻型战车同样的法式四色实边迷彩涂装，车体前部右侧工具箱下方及车体左侧后舱门上方也涂有青天白日军徽识别标识，而车体编号方面则略有不同，即车体前装甲左侧与车体左右两侧装甲及后舱门下方均涂有与国民政府装甲部队字体不同的白色阿拉伯数字“130”为本车车体序号，并在前面加有一个英文大写字母的“H”，具体含义不明。

“雷诺”AMR-ZB 13.2毫米机枪型轻型战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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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的牵引车辆













“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








长久以来，苏联政府一直非常重视军事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型机械化装备的研发与制造。1924年，苏联政府为了提高重型炮兵部队的机动能力，特意在哈尔科夫机车厂技术办公室的基础上单独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设计研发履带式重型车辆的部门，将称其为哈尔科夫机车厂重型车辆部。随后，这个部门以德国汉诺马格拖拉机为原型的基础上，研制生产了一款名为“共产主义”的全履带式重型拖拉机。用以苏军炮兵部队牵引重型火炮之用。到20世纪30年代总共生产了50辆。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种“共产主义”拖拉机已略显过时了，无法满足其部队的需求。于是，前苏联炮兵司令部命令以B·N·沃农科夫特为领导成立科研小组开始研发一种全新的履带式重型火炮牵引车，即“共产国际”（Komintern）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为了达到装备通用化的目的，该型牵引车采用了苏联制造的T-24型轻型坦克的车体作为底盘。1931年，虽然完成了原型样车的设计，但这种按照拖拉机的技术规格研发的重型炮兵牵引车并不比此前的型号好到哪里去。于是又在设计师NG·祖巴列夫的帮助下进行了方案改进。修改后的“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拥有了全封闭式的驾驶室和一个相对大的载货平台，配备1台96千瓦的四缸柴油发动机，并且安装了苏联自行研制的第一款自助绞盘。在测试中，这款重型牵引车表现出色，可以轻松地牵引152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炮，且单独行驶速度可达30千米/小时，最大行程220千米。1935年，“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开始投入批量生产，总共制造了2 000辆，广泛运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一直使用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



[image: 苏联生产的“共产国际”重型履带牵引车]






苏联生产的“共产国际”重型履带牵引车





[image: 在广州作战的中国高射炮部队乘火车撤退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武器尽毁。从照片中被毁的牵引车底盘可以看出此车是苏制“共产国际”重型履带牵引车]






在广州作战的中国高射炮部队乘火车撤退时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武器尽毁。从照片中被毁的牵引车底盘可以看出此车是苏制“共产国际”重型履带牵引车








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共产国际”牵引车








1938年，随着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陆续抵达，至少有20辆以上的苏制“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与苏制M1931型和M1938型76.2毫米高射炮配套运抵中国，被装备给防空学校指挥的炮兵第45团等部队使用。这批高射炮参加了武汉、广州、兰州、重庆以及滇缅等地的防空作战，其中广州战役时，炮兵第45团第七连和第八连在广州沦陷前，已经装上火车准备撤退的全部苏制“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连同所牵引的苏制M1931型76.2毫米高射炮悉数被日军轰炸机所炸毁，残存的高射炮也被随后赶到的日军所掳获，损失巨大。此后，中国防空部队剩余的苏制“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牵引并搭载着高射炮与作战部队转战全国各个战场，为打击日寇，保卫中国的领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在战争中全部被击毁或战损了。

苏制“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涂装

本车为国民政府于1938年通过苏联对华军援而得到的苏制“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其主要配备给国民政府的高射炮部队，作高射炮牵引车使用。此车型均采用苏联提供的原厂草绿色单色涂装样式，即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及以前统一标准使用的苏军早期军用绿色涂装样式。由于抗战时期中国军队使用此型号车的历史照片极其稀少，并没有明确的识别标识与车辆编号的具体记录，所以笔者只将本车基本样貌向读者展示，并未具体标注其识别标识和车辆编号的位置和样式，仅供参考。

“共产国际”全履带式重型牵引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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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盛世才装甲部队使用的苏制装甲车辆








在互联网资料、某些书籍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曾经接受过的苏联军事援助中存在部分的各型苏制轮式装甲战斗车辆，其中就有苏制BA-3/6、BA-27、FAI甚至还有BA-10、BA-20和BT-5快速坦克装备给当时的第5军装甲兵团下属的装甲车部队使用。据杜聿明将军回忆，在1938年苏联曾支援中国FAI轻型四轮装甲车和BA-3/6/10型十轮装甲车约50余辆，以及T-26型轻型坦克（其中70多辆装备第5军200师）和4辆BT-5快速坦克。但这些装备除了T-26 B坦克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图片与视频资料，甚至是官方的文字记录与作战经历的记载，所以至今也无法确定其存在的真实性。






新疆盛世才的装甲部队








在中国的领土上，确确实实的出现过苏制BA-3/6、BA-27、FAI装甲车的身影和一支使用它们的独立战车部队，那就是当年掌握新疆地区控制实权、号称“新疆王”的盛世才（字晋庸，原名振甲，又字德三。辽宁开原人，满族汉八旗。新疆省主席，1943年“易帜”归属蒋介石国民政府领导，国民党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手里的装甲战车部队。虽然这种部队没有直接参加抗日战争，但也对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还对中国共产党培养自己最早的装甲兵人员提供了有限的帮助。

1933年4月，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盛世才建立了一支自己领导的战车部队（又称钢甲车队），直接隶属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之后又调归新疆独立机械化旅，旅长由其三弟（家中排行老四）苏联莫斯科红军军官大学毕业的盛世骐中将担任。战车大队下设1个战车连，装备苏制各型坦克战车11辆（型号没有具体记载，可能有包括BT-5、T-26A型在内的一些早期型号坦克，后期还引进过几辆T-38型水陆两栖坦克）；1个装甲车连，装备中型装甲车11辆，其中有3辆苏制BA-3/6型十轮装甲车，3辆BA-27型六轮装甲车和5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或俄国造老式装甲车（型号不明，由俄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俄军官如阿连阔夫逃亡新疆时带来，后被收编）；1个侦察排，装备苏制FAI型四轮轻型装甲车4辆；1个汽车运输队，拥有苏制嘎斯（GAZ）卡车10辆；另有1个专业机修班。1937年夏，战车大队的部分装甲车在战车大队大队长关玉良（原为东北抗日义勇军黑龙江铁血救国军学兵连的战士）与战车大队教导主任兼副大队长李国卿（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共同指挥下，参加了镇压西北军阀马仲英（陆军新编第36师中将师长，原名马步英，甘肃临夏人，西北军阀马步青、马步芳的堂兄弟）部的马虎山（新36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驻扎新疆和田）与驻守喀什的新疆省军第6师（后改番号为第7师）师长麻木提的叛乱，战斗中战车大队被马虎山的骑兵围困，损失惨重，关玉良队长战死，被俘的装甲车因没有燃料而被敌军烧毁。1939年，盛世才在新疆组织大阅兵，战车大队参与了检阅和分列式表演。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战车大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车团，成为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一员，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战车团。








BA-3 型轮式装甲车








苏制BA-3（俄语БA 3）轮式装甲车，是苏联于1933年—1934年开发的一种采用苏联仿制美国福特卡车为原形设计的嘎斯GAZ-AAA十轮卡车底盘、加装车体装甲和火炮炮塔的中型轮式装甲汽车。随后又于1936年，在外形上略加修改，制造出了其改良型号BA-6。这两种装甲车都是基于苏联1932年制造的BA-I型轮式装甲车的基础上设计研发的，其中车体外形上进行了些无关紧要的修改，即车体后部延长了50毫米、发动机室安装了排气窗，乘员上车用踏板被缩短。同时，车体后部装甲左右两侧安装了挂钩使后挡泥板上可以放置两条简易式全地形履带（这是苏联装甲汽车制造业上一个新的尝试，在需要时可将其安装在车体两组驱动后轮上，改善并提高装甲车的机动性能，每条履带长4.5米，重71千克，由25片80毫米x35毫米的履带板组成，安装履带需要所有乘员花费10～15分钟）。BA-3型轮式装甲车最重要的改进之处在其武器系统，也就是换装了1个与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和BT-5快速坦克一样的、安装1门20K型M1932/38型45毫米炮（备弹60发）和1挺DT机枪的新式炮塔。其炮塔装甲被减至8毫米，有部分弹药放置在炮塔后部，即炮塔凹壁处的左右两个可放置40发炮弹的蜂窝状炮弹架中。其余则被放置在车体内部两侧装甲上的炮弹架中，可备弹12发（每侧各6发），另外炮塔战斗室的两侧也分别备有4发炮弹。还可放置53个DT机枪的弹盘。



[image: 苏联使用的BA-3轮式装甲车]






苏联使用的BA-3轮式装甲车





[image: 战场上被击毁的苏军BA-3轮式装甲车]






战场上被击毁的苏军BA-3轮式装甲车



1934 年 6 月，一辆未配备武器的BA-3被送到了莫斯科郊外库宾卡（Kubinka）的原苏军NIIBT实验场进行测试。在测试中，这辆BA-3车体在铺设有柏油路面的道路上达到了70千米/小时的时速，不过在干燥的泥土路面上时速则没有超过35千米/小时。同时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过热，于是其军方建议对冷却系统进行改进。并且要求在车辆前部的悬挂方面也要进行加强。在生产单位进行了部分修改后，经苏联最高当局批准开始投入生产并装备部队，到1935年总共生产了约180辆。1936年，苏联技术部门又设计了一种可在铁路上使用的变型车，被称为 BA-3ZD，但没有批量生产。BA-3型轮式装甲车在西班牙内战和苏军参加的诺门坎战役、苏芬冬季战争和对抗纳粹德国入侵的卫国战争初期都得到了广泛使用。

苏制 BA-3 型轮式装甲车涂装

左图为新疆地方政府实际控制者盛世才在苏联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战车大队下属装甲车队使用的苏制BA-3型轮式装甲车。此车采用苏联方面提供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并在炮塔两侧靠前的位置各涂有两组大小不同的盾型红色边框内加白色阿拉伯数字的车辆编号，形状大的可能是其所属部队使用的编号，即数字“2”。形状小的可能是其车体序号（因没有其当时编号的具体记载，以上均为笔者的推测），炮塔侧装甲上部位置涂有类似苏军使用的间断式白色识别条纹图案，上部加红色粗条纹图案的为指挥官座车，除此之外车体其他位置再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和车辆编号。这些车体编号和识别标识可能是部分保留了原苏联使用此装备的部队遗留的标识符号（因其新疆战车队的装备多为原苏军使用过的二手装备）。



[image: 新疆盛世才装甲车队，可以看出前面两辆为苏制BA-3/6型装甲车，后面的三辆为BA-27型装甲车]






新疆盛世才装甲车队，可以看出前面两辆为苏制BA-3/6型装甲车，后面的三辆为BA-27型装甲车

BA-3轮式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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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6 型轮式装甲车








苏制BA-6型（俄语БA 6）轮式装甲车是在1935年苏联在BA-3轮式装甲车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一款新型装甲车，于1936年完成并投入生产。新研制的BA-6型其车体、炮塔和弹药存放位置，与之前制造的BA-3型并无太多变化。主要改进是在车体外观方面，取消了车体后部右侧设置的后舱门。并将车辆前后轴的距离进行了适当调整。第一次采用了防弹轮胎设计（轮胎中部使用多孔式橡胶内胆）。由于军方有严格的重量限制，所以没有采用更多的特殊工艺，车辆的重量便减少到了5.1吨左右。

1936年—1938年间，苏联的伊什沃斯基（Izhorskiy）工厂总共生产了386辆BA-6轮式装甲车。广泛应用于苏军的装甲部队。1937年外贝加尔（Transbaikal）军区成立了一个摩托化装甲团，不久后扩编成旅。其中包括1个装备中型装甲车的装甲营，1个装备轻、中型装甲车的侦察营和1个步兵机枪营。该侦察营总共装备80辆中型装甲车和30辆轻型装甲车。3个这种编制的摩托化装甲旅——第7、第8、第9旅参加了苏日之间的诺门坎战役，有部分装甲车被日本关东军击毁或缴获，其中就有BA-6型轮式装甲车。另外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中，也有7辆BA-1和80辆BA-6支援给西班牙共和军的第一装甲旅使用，参加了1937年首都马德里及附近的一系列战斗。这些装甲车的乘员由苏联和西班牙共和军士兵共同组成，在马德里附近还击毁了几辆敌军坦克。同年12月，30多辆由西班牙人组成的BA-6装甲部队参加了特鲁埃尔（Teruel）突出部战役，协同西班牙共和军其他部队取得此次战役的胜利。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幸存的部分BA-6装甲车继续在西班牙政府军中服役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全部退役。另外有150辆左右的BA-1、BA-3和BA-6型轮式装甲车据说在1935年—1939年期间被出口到了阿富汗、蒙古和中国等国。但大部分还是在苏军的装甲部队中服役，特别是远东地区。BA-6型轮式装甲车在1939年的苏芬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的初期都有大量使用，一直服役到1942年中期。总体来说，苏制BA-6型轮式装甲车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设计出的一款相当不错的装甲战车，在世界装甲战车发展史上抒写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image: 苏军使用的BA-6轮式装甲车]






苏军使用的BA-6轮式装甲车





[image: BA-6轮式装甲车前部特写]






BA-6轮式装甲车前部特写



[image: 被击毁的BA-6轮式装甲车]






被击毁的BA-6轮式装甲车

苏制 BA-6 型轮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新疆地方政府实际控制者盛世才在苏联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战车大队下属装甲车队使用的苏制BA-6型轮式装甲车。此车也采用苏联方面提供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车辆的编号和识别标识与其新疆装甲车队使用的BA-3型轮式装甲车相同，除此之外车体其他位置也再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和车辆编号。

BA-6轮式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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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27型轮式装甲战车








苏制BA-27型（俄语为БA 27）轮式装甲车是苏联于1928年—1931年期间研发生产的一款用于侦察和支援步兵作战的轮式装甲车，比苏制BA-3/6/10等轮式装甲车装备使用的时间略早。伊什沃斯基（Izhorskiy）厂于1927年开始组织工程技术人员以苏联制造的AMO-F-15卡车（意大利产“菲亚特”F-15型卡车的1924年苏联仿制型号）底盘为基础设计新型的轮式装甲车辆，1928年设计出了第一辆样车，又经过较长时间的测试才开始生产，于1929年正式装备苏军部队，将其定名为BA-27型轮式装甲车。不久又使用苏联制造的GAZ-AA卡车底盘进行了改良，最后利用GAZ-AAA卡车的底盘研制了4驱十轮的BA-27M型。其特点是采用了苏联第一种量产的T-18型轻型坦克的多边形炮塔，装备1门法国霍奇基斯SA18 型 37 毫米火炮 1 门和 7.62毫米DT机枪2挺。但其无论是火力还是性能上都略逊于BA-3/6/10系列轮式装甲车，因此便逐步被后者所淘汰了，总共制造了300多辆。1939年的苏芬战争中，有大量BA-27和BA-27M型轮式装甲车参战，其中部分被芬兰军队缴获。直到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卫国战争初期，苏军一直在使用BA-27轮式装甲车，并被德国人大量缴获，用于装备自己的装甲部队。



[image: 苏军使用的BA-27轮式装甲车]






苏军使用的BA-27轮式装甲车



苏制 BA-27型轮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新疆地方政府实际控制者盛世才在原苏联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战车大队下属装甲车队使用的苏制BA-27型（标准型）轮式装甲车。该部队最少装备有3辆左右。此车仍然采用苏联方面提供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车辆的编号和识别标识方面则是在其炮塔两侧中部涂有白色方形粗线边框内加白色车体序号，炮塔侧装甲上部也有白色间断式粗线条图案（应该是苏军使用的编号标准）作为识别标识，除此之外车体其他位置也再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和车辆编号。

BA-27轮式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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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轻型轮式装甲车








FAI（Ford-A Izhorskiy 的缩写）是苏联历史上产量最大的装甲汽车之一。1929年5月31日，根据苏联政府和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签订的合同，福特公司向原苏联方面提供了Ford-A，Ford-AA和Ford-TiMken三种型号车辆的设计图纸。1930 年 2 月，在位于诺夫哥罗德的 Gudok Oktyabrya 工厂开始装配了工作。1930年11月，位于莫斯科的KIM工厂也加入了生产。从1932年4月起，坐落于诺夫哥罗德的一座新工厂开始了Ford-AA卡车的生产，这座新工厂同样是根据合同由美国福特公司援建的。1932年12月6，又开始了Ford-A型轿车的生产。不久，诺夫哥罗德被改名为高尔基。工厂同时被更名为“GAZ imeni Molotova”（简称GAZ），所生产的各型汽车也都更换了新的名字，即 GAZ-A（Ford-A）、GAZ-AA（Ford-AA）和GAZ-AAA（Ford-AAA）。在与福特公司签署合同不久，根据苏维埃摩托化委员会（UMMA RKKA）的命令，苏联的设计人员开始尝试研发一种以福特Ford-A轿车底盘为基础用于搜索、侦察任务的轻型装甲车辆。在总设计师迪任科夫（N.I.Dyrenkov）的领导下研制了D8和D12两种型号的装甲汽车。1931年，两种车被批准投入使用，但它们并不能满足苏军的需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可旋转炮塔而且设置在车体侧面和后部的机枪缺乏必要的防护。很快设计师被要求研制一种带有可以360度旋转炮塔的新型车体。1931年—1932年，根据苏军机械化与摩托化委员会的命令，伊什沃斯基（Izhorskiy）工厂设计局又研发了一种新型的装甲汽车。新型的装甲汽车被称为“FAI”。FAI从1933年开始正式量产。车体后部的旋转炮塔可以手动旋转，上面安装1挺7.62毫米DT机枪，在炮塔静止的情况下机枪的球型装置可以水平旋转±10度。



[image: 日本国内展出的日军缴获自中国军队的苏制FAI装甲车]






日本国内展出的日军缴获自中国军队的苏制FAI装甲车



1935年，苏联在FAI的基础上又研制了一款铁轨汽车（又称FIM-J），专用的钢质车轮代替了普通的橡胶轮胎使得它可以在铁轨上以86千米/小时的速度行驶。这种车辆作为装甲铁轨侦察车与装甲列车连接在一起作战。不过在连接后时速只能达到24千米/小时了。1935年伊什沃斯基（Izhorskiy）工厂在M-1轿车底盘的基础上研发了一种更新型的装甲汽车。这种新型汽车有更大的内部空间，还有部分装备了无线电装置。在对M-1的底盘进行了改进之后，这型装甲汽车被定型为BA-20并很快投入了量产。此时在工厂的仓库中还留有大约300个FAI的装甲车体。苏联的工程师们想出了一个点子把车体安置在M-1的底盘上，这个“混血儿”就被称为FAI-M型轮式装甲车了。在卫国战争爆发之前，FAI是苏军中使用最广泛的装甲车辆，参加了从1930年至1943年间几乎所有的军事冲突。并且还大量出口海外，其中中国就曾使用过FAI型轮式装甲车，新疆盛世才的装甲侦察部队全部装备此款车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后，这些FAI也都加入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的序列。另外国民政府的装甲部队据说也使用过FAI轮式装甲车，可没有确实的历史资料予以证实。但笔者曾在1939年1月，日本举办的《战车博览会》存留的缴获武器历史照片中发现了FAI的身影。但照片中并没有确切说明此车是缴获中国军队的还是在张鼓峰事件中缴获苏蒙联军。

苏制FAI轻型轮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新疆地方政府实际控制者盛世才在苏联政府支持下成立的战车大队下属装甲车队侦察排所使用的苏制FAI型轻型轮式装甲车。该部队装备有4辆左右的此型装甲车。1942年盛世才归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后，这些新疆装甲部队使用的FAI也在车体两侧和后部涂装了青天白日军徽以作识别。同时仍然采用原苏联方面提供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并在车体后上方的机枪炮塔两侧涂有作为所属部队识别图案标识的黄色粗线条外框内绘白色阿拉伯数字车辆序号，而指挥车则在其机枪炮塔侧装甲上部涂有红色粗线条识别带予以标识。

FAI轻型轮式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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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缴获国民党军的苏制FAI轮式装甲车]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时缴获国民党军的苏制FAI轮式装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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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有争议中国是否使用过的坦克及装甲车辆













争议中的中国BT-5型快速坦克








在杜聿明将军所写的回忆录中曾记载过1938年苏联政府对华军事援助中，第5军的装甲兵团曾接收过4辆苏制BT-5型快速坦克和50辆左右的各式苏制装甲车辆，其中的4辆BT-5作为团部指挥官用车予以装备。但笔者多年以来除了此回忆录里记载过第5军使用过BT-5快速坦克和BA-3/6装甲车，就再没有在任何记录或历史照片以及视频资料中见过其身影，更不用提其涂装样式如何了，所以，笔者一直不敢断定，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的装甲部队是否真使用过这些苏制的装甲车辆，只能等待那些隐藏在世界某个角落中的珍贵史料出现，来解开这些历史谜团了。另外据记载新疆盛世才的装甲部队也曾有过苏军遗留的BT-5快速战车（笔者猜测可能最多只有1～2辆），但也因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作为参考之用了。



[image: 苏军使用的BT-5快速坦克]






苏军使用的BT-5快速坦克










BT-5型快速坦克








苏联最高当局长久以来都一直非常重视轻骑兵在战斗中所发挥的作用，所以要求其装备的坦克都要具有较高的速度，这就使苏联坦克设计人员对美国制造的“克里斯蒂”轻型坦克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原因是这种坦克有着相当好机动性能。1930年，苏联向美国购买了2辆“克里斯蒂”轻型坦克。1931年，前苏联军方在沃罗涅什试验场时这2辆坦克进行了广泛的测试和研究，并于同年设计了一种类似“克里斯蒂”轻型坦克的简化版坦克，将其称为BT-1型快速坦克（БT为俄文“快速坦克”的缩写）。BT-1坦克样车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并不太适合其作战要求，于是在生产了两辆样车后就决定停产了。1931年底又设计出BT-2型快速坦克，经过军方试验后，于1932年1月批准了BT-2快速坦克的生产。虽然BT-2型快速坦克的装备使用是苏联坦克发展上明显的进步，但该型坦克的性能仍未能满足苏联军方的要求，因此又在此后研制出了BT-3和BT-4型两种车型，其主要的改进是在武器装备方面。

1932年，苏军提出研制另一种BT快速坦克的要求，要求设计一种不仅拥有强大火力，而且还要通过采用本国自行研制的新型发动机来提高其机动能力，这款车型后来定名为BT-5型快速坦克，武器采用了1门45毫米长身管坦克炮和 1 挺 7.62 毫米 DT 并列机枪（采用与 T-26 和 BA-3/6 等苏制战车相同的炮塔结构）。BT-5型快速坦克和它其他的BT家族成员一样，最大特征是采用了美国人发明的“克里斯蒂”式行走装置。即每侧有4个大直径负重轮，加上立式或横式的螺旋弹簧，极具特色。这种行走装置的另一大特点是轮履合一，也就是说它既可以用履带行驶，也可以用挂有橡胶外圈的大直径负重轮行驶。用履带行驶时最高速度为52千米/小时，而使用负重轮行驶时最高速度可达70千米/小时。用当时的标准来看，无论采用履带式行走，还是轮式行走，这种坦克都能跑的很快，充分显示了“快速坦克”的特性。不过，苏军的坦克手们很少用负重轮行驶。因为从履带式行驶转换为轮式行驶，需要2名乘员准备整整30分钟，而从轮式行驶转换为履带式行驶，更需要40分钟以上，很是麻烦。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苏联共生产了1 884辆BT-5型快速坦克，其中装有无线电台及框形天线的有965辆。为了满足不同作战任务的需要，BT-5 型快速坦克还发展了众多变型车，如BT-5A型火力支援坦克、BT-5-OT型喷火坦克以及BT-5Y型指挥坦克等。这使得BT-5快速坦克在整个BT系列坦克家族中占有相当的重要位置，其地位仅次于之后研制生产的BT-7快速坦克。



[image: 诺门坎战役中被日军缴获的苏制BT-5快速坦克]






诺门坎战役中被日军缴获的苏制BT-5快速坦克



BT-5快速坦克也和同时期苏军广泛装备的T-26轻型坦克和BA-3/6装甲战车一样参加了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起初有51辆BT-5参战，后又逐步增加到了近100辆，参加了西班牙共和军与佛朗哥政权军队的众多战斗。在之后爆发的苏日诺门坎之战、苏波战争以及苏芬战争中，BT-5又与BT-7快速坦克一道经受了战火的考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BT-5快速坦克都一直活跃在苏军的各个战场上。

苏制BT-5型快速坦克

因笔者不确定中国军队在抗战时期是否真正装备并使用过苏制BT-5型快速坦克。所以只将苏军使用过的该型号坦克向读者展示，仅供参考。此车采用的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爆发之前使用的统一标准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笔者没有绘制任何所属部队的车辆编号和识别标识。

BT-5型快速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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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 A型轻型坦克








1930年，列宁格勒（现更名为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工厂在工程师巴雷科夫和金兹布尔格的领导下，参照从英国购买的“维克斯” 6T Mk E A型轻型坦克，经改进设计后制造出20辆相类似的坦克，初步定名为Tmm-1坦克和Tmm-2坦克。在与苏联其他军工人员设计的T-19坦克和T-20坦克进行对比试验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1年2月13日决定采用以“维克斯”6T轻型坦克为基础设计的新坦克，并定名为T-26型轻型坦克，并进行批量生产。苏联最早量产的T-26坦克是T-26A 1931年型，即是采有两个左右并列的小炮塔各装载1挺车载机枪的型号。后来又进行了改进，将右炮塔的机枪更换成1门37毫米口径的步兵炮用以增强火力，从1931年到1933年间，T-26A型轻型坦克同样也拥有大量的衍生型号。共计生产了1 626辆，主要提供给步兵部队作火力支援之用。








未解开的中国T-26 A型轻型坦克之谜








此前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关于中国抗战时期使用的坦克装甲车辆的书籍，曾经提到过在早期拍摄的抗战纪录影片中，出现了中国军队使用T-26A型坦克进行操演的短暂画面，为此推断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拥有苏制T-26A型轻型坦克的可能性极高。笔者之后也找到了同样的画面，但却似乎发现其镜头里出现的T-26A型轻型坦克并不像中国军队使用的，因为画面里出现的所有T-26型坦克虽然时间不长，但也足以看清画面里出现的车辆正面的图像，从中看到其前部没有任何的识别标识，这与当时中国军队的标准涂装不符，反而更像其苏军使用的样式。于是笔者感觉这镜头的画面是否是之前的影像编辑人员，从苏联拍摄的视频资料中剪辑出来的，从而给后人以误导？同时在大量的中国军队使用T-26型坦克的历史照片中却从未发现过其A型的身影，中苏双方当年的各种文字记录就更无提及了。所以T-26A型轻型坦克的中国之谜至今仍无法解开。可能只有在找出那段视频影像的原始底版或者存在其样貌的珍贵历史照片后，此谜方才能够得以解答了。



[image: 历史纪录片中出现的T-26A型轻型坦克的身影]






历史纪录片中出现的T-26A型轻型坦克的身影



最后，笔者再向读者们提供一个大胆的假设，这就是在很多关于国民政府引进苏联军援中的T-26型轻型坦克的数量记载出现过82辆、88辆和108辆等多种说法，其中82辆是其官方提供的T-26B型轻型坦克的数目。设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装备和使用过T-26A型轻型坦克，且其他说法中的数量属实的话，那么多出来的6辆或26辆会不会是苏制T-26A型轻型坦克的数目呢？此推想仅为笔者个人观点，仅供同好们参考。

苏制T-26 A型轻型坦克初期机枪型涂装

由于中国是否使用或装备过T-26A型轻型坦克之谜未曾解开，所以笔者只将其苏联制造的标准型号坦克向读者们予以展示，并未做中国军队使用之样式，仅供其参考。此车为苏联制造并装备的T-26 A型轻型坦克使用双机枪炮塔的初期型号，其涂装样式为苏军早期使用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因笔者并未标注其固定的使用单位，所以在识别标识及车体编号方面不做示意。

T-26 A型轻型坦克初期机枪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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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制T-26 A型轻型坦克后期火炮型涂装

下图为苏联制造并装备的T-26 A型轻型坦克的后期型号，右炮塔安装1门37毫米步兵炮；左炮塔仍为1挺7.62毫米车载机枪。其涂装样式也为苏军早期使用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识别标识及车体编号方面也同样不做示意。

T-26 A型轻型坦克后期炮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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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军队使用BA-10轮式装甲车的争论








在此前文章中曾提到杜聿明将军的回忆录中有第5军装甲兵团接收过苏制BA-10装甲车的内容，但也同其他的苏制BA系列装甲车一样，没有确凿的证据来予以佐证，所以直到今天都是同好们争论的焦点。笔者认为当时国民政府下属的装甲部队拥有BA-10轮式装甲车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因为其研制生产的时间，苏联方面是在1938年才开始研制生产BA-10型轮式装甲车的， 1939年初才大批装备部队使用，很难想象这种较新式的武器会被苏联政府在没有大量装备自己部队的前提下率先提供给中方使用（大部分的对华苏援武器的型号都比较老旧）。此外，在中国的领土上还真正出现过一支装甲部队使用过苏制BA-10M型轮式装甲车的记录，那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清朝最后一位皇帝。1932年。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和扶持下就任伪满洲国“皇帝”。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溥仪被出兵中国东北的苏军俘虏，五年后被遣返回中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9年12月4日，被特赦出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后担任第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名下的伪满洲国装甲车队（由日本人实际指挥，主要装备“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收缴的原东北军战车队的坦克装甲车辆以及日本制造的部分坦克和装甲车，另外还有一些缴获苏蒙联军的各型装甲汽车）。这支部队的BA-10M型轮式装甲车均是日本关东军在与苏蒙联军诺门坎战役中缴获，后移交给伪满洲国装甲车队的（数量不多，仅几辆而已），用以维持治安和边境防御之用。最后在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的作战中，被苏军摧毁或缴回。








BA-10型轮式装甲车








1938年，苏联武器设计人员为了更好地满足部队的作战需要，开始对原有的BA-6型轮式装甲车进行升级改造，于是新型的BA-10型轮式装甲车便随之诞生了。苏制的BA-10型（俄语为БA 10）装甲车可谓是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技术最完善、性能最出众的中型装甲车辆，一经问世就成为原苏军的主力装备。



[image: 苏军装备的BA-10轮式装甲车]






苏军装备的BA-10轮式装甲车



BA-10型轮式装甲车的底盘为GAZ-AAA卡车，其上部结构为钢板焊接而成。其起初装备1门M-1934型45毫米坦克炮，备弹43发，炮身的水平俯仰角为20度，使用可旋转的铸造式焊接炮塔，而且炮塔内装有潜望镜供车长瞄准使用。乘员4名，车体驾驶室2名为驾驶员和无线电发报人员兼机枪手，炮塔内2人为车长和炮手。辅助武器为 2 挺 7.62 毫米 DT 机枪。少数BA-10也有安装和苏制T-26B轻型坦克和BT-5快速坦克一样的通用炮塔。BA-10轮式装甲车战斗全重5.12吨，车长4.65米，宽2.07米，高2.21米，装甲厚度4～10毫米，发动机最大功率36.7千瓦，公路行驶速度最高可达55千米/小时。采用实心防弹橡胶轮胎，两对后轮也可随时加装简易通用履带，履带平时固定在车身后部的挡泥板上。所有的BA-10都装有无线电台。BA-10轮式装甲车在1939年进行改装后被称为BA-10M轮式装甲车，其比BA-10标准型号重了大概300多千克，主要是增加了装甲厚度。同时改用新式的苏制71-TK-3无线电台，从外形上看和标准型的差异并不明显，最大的区别就是M型车体两侧后轮挡泥板上各加装一个方形的副油箱。另外，BA-10和BA-10M型轮式装甲车也制造了一款可用于铁轨上使用的衍生型号，原苏联人称其为BA-10ZD。但由于其机动性太差，很快就被军方淘汰了。

BA-10及M型轮式装甲车一直使用到1942年，总共生产了大约1 200辆，其中一部分被改装，用于输送战斗人员。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大量的这型装甲车被纳粹德国缴获，将其用于对敌后游击队的清剿作战，德国人将其命名为BAF 203（r）型轮式装甲车。






诺门坎战役










[image: 可用于铁路行驶的BA-10ZD装甲车]






可用于铁路行驶的BA-10ZD装甲车



对于苏制BA-10型轮式装甲车来说，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1939年5月至9月间，苏日双方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与外蒙古交界旧称诺门坎的大草原上发生的一场战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蒙联军几十万人，在这块不毛之地殊死搏杀。此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最终以日本关东军的惨败而告终，日本陆军省被迫承认“诺门罕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的首次惨败”，史称“诺门坎战役”。其中苏军刚刚入列的BA-10型轮式装甲车也在此战中大显神威，给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以沉重打击。例如说在诺门坎战役的巴音查山争夺战中，装备苏制BA-10轮式装甲车的苏军坦克第11旅、装甲第9旅和蒙军的1个装甲团向占领巴音查山的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第23旅团（旅团长小林恒一）发起闪电进攻，苏蒙联军以T-28重型坦克为先导，BA系列轮式装甲车协同，以梯形方阵形式向日军阵地冲锋，架设在高地上的日军16门九四式37毫米战防炮拼命射击，但根本阻止不了庞大的苏联坦克集群的冲击，反倒过早的暴露了自己防御火力的位置，被苏军的坦克炮击毁。日本关东军第23旅团防守的各步兵联队指挥官只好命令士兵组成“肉弹敢死队”，来对付苏蒙联军的坦克和装甲车。这些士兵纷纷抱起反坦克雷、炸药包、集束手榴弹、自制燃烧瓶，高呼“天皇万岁”的口号冲向坦克。大部分人还没跑出几步就被苏蒙联军的坦克和装甲车打成碎片。在巴音查山主阵地鏖战的同时，刚刚渡过哈拉哈河的日军第23师团指挥部也危在旦夕。日军此前架设的浮桥被苏军炸毁，炮兵联队的炮弹耗尽，弹药无法从对岸得到补给；负责殿后的第26联队被侧翼包抄过来的蒙古军装甲营死死缠住，36辆BA-10/M型轮式装甲车始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使“肉弹”没有近身的机会。BA-10/M轮式装甲车利用车载火炮与机枪不断向日军开火扫射，打得日军第26联队人仰马翻，伤亡惨重。正在此时，一个协同作战的苏军坦克连突然脱离了与第26联队的缠斗，直扑第23师团指挥部所在地。十几辆坦克一齐开火，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架设在土丘下的几顶军用帐篷顷刻垮塌，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少将当场毙命。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在绝望之余准备自杀谢罪。幸亏日军一个刚刚抢渡过河的战防炮中队赶来增援，最终救了他一命。



[image: 诺门坎战役中被日军击毁的苏军使用的BA-10M型轮式装甲车]






诺门坎战役中被日军击毁的苏军使用的BA-10M型轮式装甲车



[image: 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使用的BA-10M轮式装甲车]






苏军在诺门坎战役中使用的BA-10M轮式装甲车

在整个的诺门坎战役期间，虽然新式的BA-10/M型轮式装甲车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但也在战斗中暴露出很多缺点，比如说当日军士兵“肉弹”进攻过多时，担任对坦克进行火力支援任务的BA-10就略显战力不足，顾此失彼了。再加上40多摄氏度高温条件下的长途疾驶，其发动机外壳会异常灼热，此时装甲薄弱的BA-10装甲车一旦被燃烧瓶击中，刹时间就会起火燃烧导致爆炸。所以其损失也非常严重。另外，日军在与苏蒙联军的战斗中也缴获了一些BA-10/M型轮式装甲车，其中几辆被运回国内展出和研究，剩下的移交给伪满洲国装甲车队使用。

苏制BA-10M型轮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战役中缴获苏蒙联军的苏制BA-10M型轮式装甲车，后移交给伪满洲国装甲车队使用的车辆样式。其车体保留了原苏联方面使用的草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此车在车体两侧人员出入舱门和车体后装甲上均涂有伪满洲国五色星型军徽作为识别标识。车体编号不详。

BA-10M型轮式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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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走向胜利——抗战后期的中国装甲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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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就此爆发，已独自与日寇苦战五年的中国此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以英美为首的同盟国中的一员，很快就成立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时任美国陆军中将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于1944年8月晋升为美国陆军四星上将）为参谋长的中国战区，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这时的中国，海路交通已完全被日本封锁，战略物资只能由英属缅甸的仰光港下船，再经滇缅公路运抵抗战大后方重庆。而当时的日军也因此于太平战争爆发的同时进攻缅甸的南部，以穿插迂回的方式将滇缅公路切断。日军这一战略目的十分毒辣，因为占领了缅甸南部向北亦可沿公路线直接杀进云南、威逼中国的抗战陪都重庆，向西也可大举挺进英属印度，顺利的话即可逼迫中国政府投降，又能占领印度，再经印度与纳粹德国会师于中东，最后同纳粹德国军队合兵消灭美苏，进而实现瓜分世界的美梦。

因此国民政府为了援助远东英军防卫英属缅甸，同时保卫中国的补给生命线——滇缅公路，命令陆军第5军装甲兵团于1942年年初随同中国远征军先遣部队由云南出国入缅作战。1942年3月底，远征军曾与英国第7装甲旅于缅甸中部东、西两大河谷，一同发起步坦协同的攻势防御作战，虽然首开中国装甲兵与外国盟军联合作战的记录，但仍未达成协助第200师保住战略要地同古的使命，随后在盟军缅甸战局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装甲兵团被迫撤退回国，撤退途中损失了部分装备。






抗日战争中的小插曲——国民政府自制战车计划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曾设想了一个“战车部队五年建设计划”。即美国租借法案开始对华军援后，在广西设立一个“战车研究组”，并组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战车制造厂，计划由1942年开始生产由国人自行设计的轻型坦克，利用美国提供的物资援助每年生产轻型坦克战车600辆左右，到1944年就可生产1 800多辆，这些生产的轻型坦克战车可以组建15个战车团，每个战车团配备120辆左右坦克，再加上国内已有的一个战车团，这样国民政府就能拥有16个轻型战车团，用以对日本发起最后的反攻作战。可这个美好的理想在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便成为了泡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是便将这个计划列为机密，束之高阁了。这项中国第一个坦克设计方案到底如何也就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了。据台湾地区学者的文章中称，这个计划中的中国首辆国产轻型坦克战车实际上只处于研发阶段，仅制造出一个铝制全比例的车体模型，真正的样车并未造出，战车工厂也仅能生产部分战车用的零配件及作为车体装甲的钢板用来进行测试，可测试结果也不令人满意。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辆由国人自行研制的坦克战车也就此胎死腹中了。








中国驻印军








中国远征军在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大部历经磨难，九死一生的返回国内。另外由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中将带领手下3 000余人退往印度。不久，负责掩护中国远征军主力撤退的新编第22师完成任务后，剩余的2 500多人也在副师长黄埔六期毕业生廖耀湘中将的带领下陆续抵达印度。1942年8月，这些先后到达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和新22师官兵被美军中缅印战区（CBI）总司令史迪威将军调往印度的蓝姆珈（Ramgarh，又被译作蓝珈或蓝姆迦）地区进行整训，并改番号为中国驻印军（史迪威为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1943年，国民政府在盟国的大力帮助下，又将大量部队空运到印度，在蓝姆珈训练基地编练了一支几乎全部美国化的新式中国驻印军，这群“美式中央军”可以算是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拥有的最精锐部队，初期为新22师（师长廖耀湘）、新38师（师长孙立人），后扩编成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军和新编第1 军。整训后的新38师和新22师参加了1943年8月史迪威将军领导的盟军缅北会战（代号“人猿泰山”），其中廖耀湘将军率领的新22师与孙立人将军指挥的新38师在缅甸北部的胡康河谷之战可谓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典型歼灭战，几乎全歼了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的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究其战果，足以使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在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下组建的所谓精锐的“德制”陆军师自惭形秽了。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










[image: 盟军中缅印战区军徽]






盟军中缅印战区军徽



1943年，国民政府陆军机械化学校也在蓝姆珈成立了“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简称机校战训班，前交辎学校辎重兵科教育处长蔡宗濂少将任训练班主任），专门负责训练和培养装甲兵后备人才；同时又成立了一个隶属于中国驻印军军部指挥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又称第一临时战车团，英文缩写为1st PTG），计划下辖7个战车营，专门负责作战任务。同年7月，便将第一批战训班结业的官兵编成以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为主的中国驻印军战车第一营。指挥官由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美军军官罗斯威尔·H·布朗（Rothwell H. Brown）上校担任，首任战车第一营营长由中国驻印军战车训练班副队长徐恒中校担任，副营长为许广生少校，营（本）部连连长为韩德明（后由董恰民继任），战车第一连连长为赵际昌，战车第二连连长为赵志良（后由詹海蟾继任），战车第三连连长为孙明学，补充连连长为刘奎斗（后由李道钦继任）。1943年年底，战车第一营营长徐恒中校因故辞职，副营长许广生少校则被调职他用。1943年12月21日，布朗上校正式下令，任命赵振宇上校为战车第一营营长、赵志华中校为副营长。1944年年初，带队由蓝姆珈至加尔各答接收作战用车辆。战车第一营为中国驻印军军部直属战车部队，也是国民政府掌握的第一支使用全美制坦克战车作战的装甲部队。



[image: 印度蓝姆珈“机校战训班”学员毕业典礼上，中国驻印军战车第四营官兵列队接受检阅]






印度蓝姆珈“机校战训班”学员毕业典礼上，中国驻印军战车第四营官兵列队接受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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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是由中美双方按照一种独特的结构组成方式建立装甲部队，即战车群的最高指挥官（相当于战车团团长）为美国人布朗上校担任，下属的7个战车营的营长则全部由中国军人担任（初期能用于实战的只有战车第一、第二两营，其余战车营均为训练及人员培养之用）。第一营营长为赵振宇上校、第二营营长为梁燕上校、第三营营长为廖家齐上校、第四营营长为谭宝林上校、第五营营长为吴文芝上校、第六营营长为钟明达上校、第七营营长为鲍薰南上校。其中战车第一、第二、第三营为主力战车营，每营均装备美制各型坦克战车共87辆，其中主战坦克有54辆。战车第四营为预备营，战车第五、第六、第七营为训练营，主要用于人员的训练工作。在组建初期战车第一、第二营官兵主要是由一个美国的连级战车单位临时抽调补充过来的，有222名美国士兵和9名美国军官。在第一批中国的装甲兵人员从战训班结业后被迅速调到战车第一、第二两营基层连队填补空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于1944年3月由Chao Chi Hwa上校任新的指挥官。同时，战车第三～第七营也都补充了足够多的通过培训的中国装甲兵，美国人主要担当顾问工作了。最终整个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中国军人超过1 800人。其战车第一营营长赵振宇上校主要负责协助美籍指挥官的指挥领导工作。另外，所有在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服役的中国军官都会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因为他们大都在美国接受过训练和教育。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7个战车营主要装备有：M3A3型轻型坦克、M4A4型中型战车、M3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布伦”式多用途履带输送车及其他装甲辅助车辆。这支中美联合组成的装甲部队（虽名为中美联合，但实际上主要的作战和指挥工作基本上都是由中国军人完成）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可谓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装甲部队前所未有的最强阵容，比起之前国民政府所组建的任何一支装甲部队来说，那可真是天壤之别。因此在拥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装备支持下，仇深似海的中国军人，面对那些在中国领土上犯下累累罪行的日本鬼子，这可真是中国军队洗雪前耻、报仇雪恨的绝好良机。所以每个中国驻印军的官兵都在反攻缅北、收复滇西的作战中奋勇厮杀、舍生忘死，充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所真正具备的战斗素质和英勇品格，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与怀念。



[image: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中美官兵互相交流]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中美官兵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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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中的中国战车兵



[image: 24岁留学美国的中国军官张裕楠上尉在M4坦克副驾驶位置向外观察，他学成回国后成为培育中国装甲兵的骨干]






24岁留学美国的中国军官张裕楠上尉在M4坦克副驾驶位置向外观察，他学成回国后成为培育中国装甲兵的骨干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作战经过








1944年1月，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在成立后不久即赴前线担任保护盟军工兵部队修筑印缅公路安全的任务。随后又协助步兵打通了新的中印公路交通线。



[image: 战斗中被击毁的战车第一营的M3A3轻型坦克]






战斗中被击毁的战车第一营的M3A3轻型坦克





[image: 被中国驻印军缴获的日军九七式轻装甲车]






被中国驻印军缴获的日军九七式轻装甲车

1944年3月的瓦鲁班之战中，战车第1营配属于廖耀湘中将指挥的新22师，向胡康河谷地区的行政中心孟关反起进攻。3月3日，与代号为“菊兵团”的日军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展开激烈战斗，在决战关头，战1营营长赵振宇率全营的30辆M3A3轻型坦克协同新22师66团（团长陈膺华，此战中被免职，由罗英接任团长）一营（营长张片帆），经穿越原始森林，奇袭了日军第18师团指挥部。当我驻印军的轻型坦克及步兵突击营出现在日军指挥部时，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中将及指挥部的参谋人员猝不及防，只得仓皇逃窜。甚至连刻有“大日本帝国陆军第十八师团长印”的关防大印都没来得及带走，成了中国驻印军第22师将士们的战利品。此战击毙日军大佐2名、中佐1名、大尉1名及以下500余人，另外还俘获4辆日军使用的九七式轻装甲车（或称战车），其中2辆完好如新。赵振宇营长等人也因此获得美国政府颁发的银星勋章（1948年，在国民革命军陆军战车第1团团长蒋纬国中校的提议下，国民党政府将每年的3月3日定为国军装甲兵日，以纪念此次大捷）。在孟拱河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中，新22师65团（团长傅宗良，后被免职，由李定一接任团长）于4月28日与日军在英开塘展开恶战，战车营有3辆坦克被日军猛烈的炮火击毁。5月3日，美军出动飞机36架，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利用57辆（由中方与美方的战车部队混编组成的）M4A4中型坦克掩护中国驻印军的步兵部队向防守日军发起攻击，经两天血战，终将驻守日军全部歼灭。但在其后的马拉高以北地区，战车第一营遭到了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防守的日本军队的疯狂阻击，其中又被日军炮火击毁M3A3轻型坦克2辆，击伤7辆。至此，在整个瓦鲁班歼灭战中，战车营共损失美制M3A3轻型坦克17辆，后被修复了14辆，实际损失3辆，阵亡20人、负伤51人。同时由于缅甸北部地区多为山地，且丛林密布，大规模的坦克编队无法展开，装甲部队只能分割成多个小单位投入作战，所以其战绩往往没有作为步兵的兄弟部队获得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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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军军官在被缴获的日军九七式轻装甲车上向士兵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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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



[image: 行进中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M4A4中型坦克]






行进中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M4A4中型坦克

由于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的骁勇善战，美军方面便在瓦鲁班战役之后又向战1营提供了可以装备一个连的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用于加强战力。此后，该部队于盟军在缅甸北部发起的其他战役里，继续协同各盟国的友军部队，与其并肩作战，而且还经常扮演冲锋陷阵的关键角色，甚至还与日军的战车联队在缅甸北部的贵街，发生了抗战史上少见的“中日坦克大战”，其结果当然是无论火力还是装甲防护力都几乎相差一个时代的日本坦克被全歼。

直到抗战胜利，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加上随后在蓝姆珈训练完成还未及上阵的六个战车营官兵，与国内留存的两个旧式坦克战车团，这些装甲部队将当时的中国陆军装甲兵建设推向了巅峰，进入了一个装甲兵发展的全盛时期。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八师








在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第5军装甲兵第1团撤回原驻地进行休整，其人员与装备都在此次远征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幸运的是其部队作为主力装备的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并没有参战得以保存，同时在战斗中损失的意大利制“菲亚特”超轻型战车的空缺可以用国民政府之前购买的法国“雷诺”AMR-UE超轻型战车和AMR-ZB轻型战车来进行弥补，整体上装甲部队的战力并未受太大影响。不久，装甲兵第1团就接到命令，除刚刚重组的战车第3营留守界首驻地外，其余全部兵力调往云南昆明的杨林地区驻扎，等待接收由美国提供的新式武器装备。

很快，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援中国的抗战物资就抵达中国，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的美国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他们在到达中国滇西的各训练基地后，迅即加入到了对中国军事人员的教学与培训工作中。其中为了更好地让中国装甲部队适应美式武器的使用并建立一支完全以美国装甲作战理念与武器装备武装的新式机械化部队，在美方军事顾问的大力协助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原第5军的各战车部队调出，重新改组并另配两个步兵团，共同组建陆军第48机械化师。

由于此时已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之前纳粹德国所倡导的装甲师编组形式发动的“闪电战”以被世人所熟知，同时也被美国为首的各同盟国军队所效仿。于是曾经由德国对华军事顾问帮助规划的德式装甲师编组形式又在抗战中的中国装甲部队建设中重新出现，并在美方的帮助下得以改善加强。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8师师长由黄埔五期毕业生郑庭笈少将担任，于1944年1月在云南嵩明成立，将原第5军装甲兵第1团改番号为陆军第142团（主力战车团），团长为马辙上校；另外又配属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第143、第144团（第143团团长为苏维中上校，由原第5军汽车兵团改编；第144团团长为田鹗云上校，由原第5军工兵团改编）协同战车部队作战。原第5军骑兵团改为第48师师属搜索团，团长为冯恺上校。此时的第48师的师属炮兵部队略显薄弱，只有相当于同时期国民革命军其他师级单位的营级炮兵规模。其他的师直属部队还包括1个工兵营、1个辎重营，1个通信营及1个修理工厂。

原本组建第48师的目的是想利用美国大量的军事装备援助，成立一支能够充分发挥装甲机动能力和强大攻击力的师级装甲部队。但由于中国的陆路交通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新的公路交通线还未开通。只能由美国利用大量的运输机通过途径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航线”，在付出极大牺牲的情况下输送一些急需的物资装备。而装甲部队的重型武器装备则根本无法运到国内。第48师也就只能收到一些少的可怜的轻小型装备，而原计划进行的美式装备武装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只有身在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战车部队得以实现。国内的装甲部队则只能望眼欲穿了。同时，第48师的大量早期装备的各国旧型坦克战车，又因弹药和油料方面的缺乏，以致于只能作为一个新式战略装甲机械化预备部队的空壳而存在，多半时间只能进行人员训练和培养装甲兵预备人员的工作。不久部分技术和战斗人员被空运到印度，协助组建驻印军的战车营，并编组成了其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7营以及暂编汽车第1团。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四十八师参战经过








在原第5军装甲兵第1团扩编为第48师后，第48师便归属于中国远征军司令部管辖，作为中国西南战区的战略预备力量。由于其超轻型战车在此前的各个战役中损失严重，所以，此后的战斗第48师都是以其部队所属的大型坦克出战，主要投入的是其留驻广西的战车第3营下属的2个排的6辆T-26B型轻型坦克。






豫湘桂会战








1944年4月，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日本本土与东南亚战场的联系，决定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同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其本土与中国东海及南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安全，遂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发动对河南、湖南及广西地区中国军队防守地域的进攻作战，日本将其称为“一号作战”计划，日军累计使用兵力约51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动约100万中国将士进行抵抗，史称“豫湘桂会战”。

1944年5月，第四次长沙保卫战爆发，由于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失利，长沙城很快被日军攻占。随即日军又继续进军，日军第11军（司令长官横山勇中将）的四个师团约9万人包围了湖南重镇衡阳，国民政府精锐的第10军（代理军长方先觉）孤军死守48天，全军与衡阳城共存亡，以死伤1.6万人的代价毙伤日军6.8万余人。用鲜血谱写了中国军人在抗战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在此同时，为了解衡阳之围，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也急调所有可用之兵驰援衡阳，第48师第142团驻广西全县界首的战车第3营，奉命派遣一个加强排（所属战3营的2个战车排合编而成）驾驶6辆苏制T-26B型轻型坦克同陆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师长罗活），在一个野战炮营的支援下，沿湘桂铁路东进，驰援衡阳。起初新19师第57团（团长刘自强）向雨母山至三塘一线进攻未果，接着由T-26B型轻型坦克掩护步兵继续突进，一鼓作气拿下沿路的所有日军防守阵地，挺进到三塘地区，但此后再次受阻无法前行。在战斗中，战车加强排推进到衡阳以西的柿江桥附近时，因先前计划协助进攻的空中打击力量还未到位，战车部队就强行突击，被日军防守部队的战防炮击毁了2辆T-26B坦克，幸好被毁坦克在我装甲兵和友军步兵的协助下拼死抢回，才未遭日军缴获。抢回后车辆得以修复，但车载乘员则大部死伤。

衡阳失守后，鉴于战局形势逆转，驻界首的战车第三营也只得奉命迅速转移，在驻地储存的大量油料和后勤物资由于无法带走，被装甲兵们含泪烧毁。战车第3营先经桂林，再转至柳州等待命令。后又因战事蔓延到桂柳地区，战车第3营只好继续向西转移。同年11月，桂柳战役失利，日军迅速向贵州挺进。为阻击进犯之敌深入腹地，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又急调第48师战车第二营驰援第四战区（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此时战区司令长官部正紧急调整部署，重新划分了左、中、右三个兵团进行防御，于是第48师战车第二营就被划归到中央兵团司令官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夏威中将旗下。

11月6日，日军进犯贵州宜山县的怀远地区想由此直插抗战大后方从而威胁重庆，这时中国方面的机动兵力短时间无法到达此处抵御入侵之日军，在形势万分危急的关头，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只得将配属中央军团的独立工兵第8团、炮兵第14团第8连（配属德国造L/30 sFH 18 克虏伯150毫米重型榴弹炮2门），第48师战车第2营及战防炮教导队第1营等非步兵的作战单位充当一线作战部队，由时任战区干部培训班教育长黄埔三期毕业生王耀武少将指挥，赶赴前线阻击日军。战车第二营接到命令后，迅速将战车第10连的6辆T-26B型轻型坦克由金城江开回怀远前线至龙江畔，进入西岸事先挖掘好的战车掩体，组成对东岸日军的交叉火力网。此时日军第60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的一个联队，正借着胜利的余威，孤军深入企图强行渡河，当即就被战车第10连的预设火力所痛击，仓皇后撤。16～17日，又再次尝试强行渡河，在战车第10连的强大炮火阻击下，始终未能成功。战车防守部队迟滞了日军进攻5日之久，为赶来的援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44年12月2日，日军攻至贵州的独山地区，逼近抗战大后方四川，在陪都重庆的蒋介石大为震怒，强令陆军第29军（军长孙元良）收回失地。进犯日军在第29军900多人的拼死反击下被迫撤回广西河池地区。10日，日军的第21师团（师团长三国直福）与第22师团（师团长平田正判）各一部在广西的绥渌会合。至此，日军大本营设想的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12月中旬，中日双方逐渐形成对峙态势，豫湘桂会战宣告结束。








滇西反攻作战








1943年，为打通滇缅公路这条中国的生命补给线，配合太平洋战场的盟军反攻，经过刻苦训练并接受了先进装备的中国驻印军和滇西地区的中国远征军，于10月发动了滇西、缅北反攻战役。中国远征军左右夹击，血战17个月，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云南西部失地83 000平方千米，击毙日军48 000余人，滇西、缅北从此不见日军踪迹。滇西缅北反攻作战，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这次胜利不仅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陆上交通线，而且揭开了亚洲战场盟军向日军大反攻的序幕。



[image: 负责警戒任务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负责警戒任务的“菲亚特”L3-35超轻型坦克



1944年，陆军第48师为配合驻守滇西的中国远征军部队向缅甸北部发起的对日进攻，特派遣了一个战车加强连（战车第5连）协同友军参战，但由于滇西地区的山路崎岖、道路状况极差，大型战车行进困难，且无法展开根本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便将战车部队撤回。至此陆军第48师便没有再参加过其他作战任务，只是偶尔派遣部分战车例如意大利制“菲亚特”超轻型战车负责些机关部门和交通枢纽的警卫工作。直至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新编组的几个美式装甲坦克营基本成为了国民政府领导的装甲部队主力。因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陆军第48师解编，其下属的142团独立编成陆军装甲兵第1团，其他非装甲部队划拨给云南机场的守备部队。至此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8机械化师的番号彻底被取消，中国的装甲兵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使用的美国援助的主力坦克战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更好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案》开始向中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军事物资援助，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由于当时中国的海上交通通道已经被完全切断，陆路交通线的滇缅公路也很快被日军控制，所以在中国内陆战场上急需补充的大量国民政府军队只能靠美国政府提供的空中运输力量来进行少的可怜的支援。其中作为装甲部队需要的重型武器装备，根本就无法运输国内，只能将其交付与中国在印度的远征军部队。在中国驻印军于蓝姆珈成立后，美国政府便于1943年7-8月为其提供了第一批美制的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44辆和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35辆用以装备刚刚成立不久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装甲部队。之后又不断补充，中国驻印军的战车部队最终收到了100～125辆左右的M3A3轻型坦克（另一说为85辆）和52辆M4A4中型坦克。同时，美方还提供了大量的各型辅助战车部队作战的履带式工程车、通信战车和轮式、半履带式装甲车辆。



[image: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使用的M4A4中型坦克]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使用的M4A4中型坦克





[image: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2营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2营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






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随着欧洲战场形势的紧张，美国军械局意识到M2轻型坦克已经变得过时，于是进行了整体升级计划。美国坦克制造商对1938年推出的M2A4轻型坦克设计进行强化，包括更换发动机、增强装甲、采用新设计的炮塔及37毫米坦克炮，以及因车身重量增加而修改的驱动轮及悬挂系统。这种新设计的坦克被命名为M3轻型坦克，于1941年3月至1943年10月间进行生产。如同其前身M2A4坦克一样，M3轻型坦克也装备1门M5型37毫米坦克炮，以及3挺M1919A4型7.62毫米车载机枪：1挺与主炮同轴， 1挺在炮塔顶部外侧，1挺在副驾驶座前方，起初还在车身的两侧设计了机枪塔，同时放置2挺M1919A4型7.62毫米车载机枪，但在实际的应用中，机枪往往被坦克乘员拆除以换取更多空间。M3使用两台新型的凯迪拉克7缸星形发动机，两台发动机的总功率为184千瓦；但到了1941年，由于发动机的制造材料开始短缺，有约500辆的M3轻型坦克改用了吉伯森（Guiberson） T-1020型柴油发动机。车身采用斜侧面设计，并将驾驶舱盖移到车体上方，这种设计虽扩大了车体内部空间，但由于车身过高且有许多棱角，给敌人的反坦克火力提供了较大的射击面积，成为此型坦克的致命弱点。M3系列的生产由美利坚汽车与铸造公司（American Car and Foundry Company）负责。改良型M3A1则于1941年8月服役，M3A1搭配了有动力旋转装置的改良型焊接式炮塔，并安装了一个陀螺稳定器可使37毫米坦克炮能在行驶的过程中精准射击，炮塔内部采用吊篮式设计结构。另外，还又设计了一辆车体全部采用焊接结构的实验车型，被称为M3A1E1型。这种车体制作方式被之后研制的M3A2型采用，但没有投入生产。不久定型的M3A3则在M3A2的设计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改进，包括炮塔、车身以及车身机枪座。尽管使用M3系列轻型坦克的部队抱怨该型坦克火力太弱，可坦克设计师们仍在M3轻型坦克的改进型M5轻型坦克上依然保留了37毫米坦克炮。当M5轻型坦克于1942年开始批量生产后便逐渐取代了M3系列轻型坦克在同盟国军队中的地位。自1941年4月投产至1942年12月停产，M3系列轻型坦克总共生产了6 258辆。

M3A3轻型坦克是M3轻型坦克的最终改进型，英军通称此款轻型坦克为“斯图尔特”（Stuart）战车。M3A3的原型车于1942年8月出厂，1942年12月便开始正式批量生产，到最终停产总共生产了322辆。全部被交给美国的同盟国军队使用，如英国、自由法国、南斯拉夫、自由波兰和中国。而美国军队并未使用或装备此款型号，美军的作战部队还是更偏爱使用其新型的M5A1轻型坦克，因为M5A1轻型坦克安装的是当年M3轻型坦克最早采用的双发动机，而且是自动排挡；M3A3则是单发动机、手动排挡。可见，所谓的双发发动机自动挡车比单发发动机手排挡车更受欢迎，不仅民用车辆如此，其坦克战车也是亦然。








中国驻印军的M3A3轻型坦克










[image: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M3A3轻型坦克正在搭载士兵，准备出征]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M3A3轻型坦克正在搭载士兵，准备出征





[image: 中国战车兵正在为M3A3轻型坦克补充弹药]






中国战车兵正在为M3A3轻型坦克补充弹药

中国驻印军的装甲部队为盟军中缅印战区（CBI）下属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7个战车营，自印度蓝姆珈整训开始，陆续接受了美国提供的100多辆M3A3型轻型坦克，作为各战车营的主力装备，第一批接收的是44辆M3A3轻型坦克，装备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一营和第二营，每营下辖3个战车连。原计划每连装备17辆M3A3轻型坦克（每排5辆，共3个排，另外连部2辆），营部3辆作为指挥用车。各营定编应为54辆，但由于第一批美方提供的M3A3数量不足，所以空缺的部分则由美方提供的美制M4A4中型坦克补齐。这些坦克下发部队后很快就形成了战斗力。尤其是战车第一营，几乎参加了协同中国驻印军步兵部队进行的所有战斗任务，其战功之显赫连中缅印战区盟军司令部里的美军指挥官们都十分钦佩，战车第一营营长赵振宇上校和部分官兵还被美国政府授予银星勋章以表功绩。之后美方又不断提供M3A3轻型坦克装备其他的战车营，用于作战和培训装甲兵人员。到抗战结束前，美方援助给了中国军队至少可以装备3个战车营的M3A3轻型坦克。这些M3A3轻型坦克在反攻缅北的战斗中大显神威，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要求将满编的3个M3A3战车营运回国内，但美国政府没有同意，最后经过协商，国民政府只将其战车第一营和战车第二营的全部M3A3轻型坦克运回国内，剩下的一营装备则留在了印度。回国后，这批部队直接被编入国民政府新组建的陆军战车第一团。不久就参加了蒋介石反动政府挑起的中国内战，并在淮海战役中大部被人民解放军击毁和缴获。这些被缴获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很快就成为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中的一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事业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image: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驾驶员]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驾驶员



[image: 涉水前行的我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坦克]






涉水前行的我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坦克






车体涂装








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各战车营使用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全部是由美国制造厂商出厂时喷涂的美军标准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同时还在车体两侧涂有不同样式的车辆出厂编号以及暗蓝色美国陆军名称的英文缩写，即U.S.A。车体前装甲下部用白色油漆喷涂了英文的车辆说明文字。这些装备在交付中国驻印军的战车营后，多数坦克乘员没有将其涂掉，而是直接在其他位置绘制了自己作战部队的图形标识。因其初期能直接参与作战的坦克部队只有战车第一营和战车第二营，所以具有明显部队识别标识的也只有这两个坦克营，其他训练和教学用的M3A3轻型坦克基本保持美方提供的原始样式，只有个别乘员在其使用的坦克上自行绘制了简单的识别符号用以与其他坦克进行区分，例如蒋纬国在印度蓝姆珈训练营培训时所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上就涂有繁体汉字“迅雷”以作标示。战车一营的识别标示主要以白色图形样式为主，其营部配备的指挥官座车的识别图案为三角形、其下属的战车第一连则是以菱形作为识别标识、战车第一营第二连为圆形、战车第一营第三连为正方形。并且在其他位置涂有白色阿拉伯数字作为车辆序号；而战车第二营在识别标识和车辆编号的涂装上则略显复杂了些，他们使用的是以黄色图形作为自己部队的识别标识，即营部的指挥官用车为黄色三角形、下属的战车第二营第一连为黄色菱形，战车第二营第二连为黄色圆形、战车第二营第三连为黄色长方形。车辆序号则是采用白色阿拉伯数字加黄色长方形外框的涂装形式，车体前后部的车体序号绘制在部队标识的下方，车体两侧的车辆序号则绘制在其部队识别标示的偏后位置。

另外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就是在英开塘（Inkanghtawng）之战后，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官兵吸取了在战斗中日军大量使用磁性反坦克雷布设在坦克经过的丛林地面和树枝上炸毁坦克履带的经验，将全部用于一线作战的M3A3轻型坦克车体上统统安装了铁丝编制的防护网，这样日军的磁性反坦克雷就会在与坦克距离几厘米的位置上爆炸，无法对坦克履带造成有效的伤害。虽然这种改进办法略显简单，却大大地提高了M3A3轻型坦克在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image: 这时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已经为M3A3轻型坦克全部安装了防日军磁性反坦克雷的金属铁网]






这时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已经为M3A3轻型坦克全部安装了防日军磁性反坦克雷的金属铁网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营部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各战车营提供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其车体涂装采用的是美国制造商在出厂前统一喷涂的美国陆军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车辆编号与识别标识方面因此车为大名鼎鼎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营长赵振宇上校所使用的指挥官座车，所以在其车体前部和车体两侧中部均涂有战车第一营营部专属的白色三角形识别标识，下方涂有车辆序号“3”。炮塔后部左侧也涂有白色部队专属图形的识别标识，右侧则为车体序号。其他位置仍保持了美方提供时的原始样貌。但由于其在大量的战斗和训练中使用，所以原始的美方车辆编号和标注文字都以基本退色，难以辨识了。

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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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一连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战车第一营第一连提供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其车体涂装也同样采用的是美国制造商在出厂前统一喷涂的美国陆军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在车辆编号与识别标识方面，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一连连部配备的M3A3轻型坦克，在其车体前部和车体两侧中部涂有战车第一营第一连使用的白色菱形图形识别标识，炮塔后部左侧也涂有同样的白色部队专属图形的识别标识，因其为连部用车所以没有在其车体上绘制车体序号。其他位置则保持美方提供时的原始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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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二连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战车第一营第二连提供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车体涂装其他战车营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相同。在车辆编号与识别标识方面，此车则使用其战车一营第二连的专属图形识别标识，即在其车体前部和车体两侧中部涂有白色圆形识别标识，因其为战车第一营第二连的8号车，所以在其所属部队的识别标识下方涂有白色阿拉伯数字“8”。同时炮塔后部左侧也涂有同样的白色圆形识别标识，右侧为车体序号。其他位置也保持了美方提供时的原始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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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中国远征军士兵驾驶M3A3“斯图尔特”轻型坦克作战]






中国远征军士兵驾驶M3A3“斯图尔特”轻型坦克作战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战车第一营第三连提供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车体涂装样式和车辆编号与识别标识的位置均与其同营的第一、第二两连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相同，因此车为战第一营第三连的8号车，所以采用的是其战车第一营第三连使用的白色正方形识别标识，车体序号为白色阿拉伯数字“8”。其他位置同样保持美方提供时的原始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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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二营第三连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战车第二营第三连提供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车体涂装样式也采用的是美国制造商在出厂前统一喷涂的美国陆军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在车辆编号与识别标识方面则与战车第一营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完全不同，即采用黄色图形的部队专属识别标识。因此车为战车第二营第三连的2号车，所以在其车体前部和后部以及车体两侧中部位置涂有其战车第二营第三连的黄色长方形图形以作标示。并在前部及后部的部队识别标识下方涂有黄色外边框内加白色阿拉伯数字“2”用以辨别车辆序号，在车体两侧偏后位置也同样涂有相同样式的车体编号。其他位置则保持美方提供时的原始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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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少校在蓝姆珈训练时期的美制M3A3“斯图尔特”（Stuart）轻型坦克座车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下属的其他几个负责训练及培养装甲兵后备人才的战车训练营提供的美制M3A3轻型坦克，车体涂装样式都采用的是美国制造商在出厂前统一喷涂的美国陆军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而此车便是蒋纬国少校（幼名建镐，号念堂，民间习惯称其为“蒋二公子”）在印度蓝姆珈训练营培训期间所专门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因其训练部队没有设计使用特定的部队专属识别标识，所以这些M3A3的车体都保持了美国方面提供时的原始样貌。但似乎蒋纬国少校比较特立独行，所以在其他乘员的帮助下，他自己的座车车体两侧装甲靠前的位置，用黄色油漆书写了繁体的“迅雷”二字，用以将自己的座车与其他坦克进行区分。同时还寓意其战车如同迅雷一般，直击敌人“心脏”，而快速歼敌的含义。



[image: ]











M3A3 “斯图尔特”侦察指挥型坦克








M3A3 侦察指挥型坦克（M3A3 RECCE STUART TANK）又称M3A3TX通信坦克，是M3A3轻型坦克的一种衍生型号，最早是由英国装甲师在欧洲战场上为提高部队的侦察通信指挥能力，于1944年将其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的炮塔拆除（部队认为37毫米坦克炮火力不足），进行简单的改造而形成的一款用于侦察通信任务的履带式装甲车辆。英国人在原有的炮塔基座周边焊接了几块简易钢板作为装甲防护，同时安装了功率更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用于远距离通信指挥。为了提高自身的防护能力，又在其指挥塔前后各安装了1挺M2型12.7毫米风冷式重机枪和1挺M1919A4型7.62毫米重机枪。装备给前线用于侦察任务的轻装甲师使用。由于其优异的机动性能深受盟军装甲侦察部队的好评，之后英国、自由法国和加拿大等盟军部队也按相同的做法将装备的部分M4中型坦克进行了改装。并广泛应用于盟军在欧洲的西线战场上。








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使用的M3A3侦察指挥型坦克








在英国军队将M3A3轻型坦克改装成侦察通信坦克后不久，美国人很快也为部队改装了几辆类似的M3A3侦察通信坦克送往太平洋战场的中缅印战区供美军和盟军使用。

美军改装的这些M3A3侦察指挥型坦克与英军改装的在外形上略有不同，主要是在原炮塔基座周围的简易装甲板结构方面，英军改造的是在原炮塔基座周边环形位置安装了8块比较矮的10毫米左右厚的相同尺寸钢板组成的菱形结构指挥塔，并采用钢板支架用于支撑。而美军改造的则是在原炮塔基座外围用4块更厚的钢板焊接的略微倾斜的方形指挥塔结构，且前高后低，这种设计不仅简化了制作工艺，同时又增强了装甲防护能力，并且还加大了指挥塔外部的空间。

为了提高中国驻印军战车部队的指挥侦察能力，身为盟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的史迪威将军特意将其中的几辆拨给了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使用，这几辆M3A3侦察通信坦克便配备到其战车群的指挥部中用于这个战车部队的战场侦察指挥联络工作，数量可能为2～3辆。下发部队后很快便和战车第1营、战车第2营的坦克部队一起参加了中国驻印军在缅北的反攻作战。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被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所使用的M3A3侦察指挥型坦克，被盟军收回留在了印度，没有随中国的装甲部队返回中国国内。



[image: 正在通过浮桥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M3A3侦察坦克]






正在通过浮桥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M3A3侦察坦克








车体涂装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指挥部使用的这些M3A3侦察指挥型坦克均采用美国陆军统一的橄榄绿单色车体涂装方式，因其本为美方供应给盟军战车部队使用的，所以在交付中国驻印军的战车部队使用之前以在车体各处涂有用于盟军其他部队识别的白色五角星标记，而中方的装甲兵们也并未将其修改，只是在车体两侧装甲以涂有盟军识别标识的下方自行绘制了车体序号，并且还在车体前部右侧的斜装甲上绘制了自己设计的图形，作为标示。

美制M3A3 “斯图尔特”侦察指挥型坦克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指挥部使用M3A3侦察指挥型坦克，车体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坦克的前装甲及两侧与指挥塔前部及两侧装甲均涂有不同大小的盟军部队统一标准的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此车由于是其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指挥部所使用的其中一辆，所以中方的坦克乘员在车体两侧装甲的盟军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下方，手绘了自己的车体序号，即阿拉伯数字“36”。并在车体前部的右斜装甲上绘制了自己独特的图形符号用以识别（具体含义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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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A3“斯图尔特”（Stuart）侦察指挥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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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








M4中型坦克通称“谢尔曼”，又译为“雪曼”或“薛曼”（Sherman），这个名字是英国军队起的，来源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联邦军的威廉·特库赛·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将军。M4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开发、制造的一款非常成功的中型坦克，所有的M4系列坦克总生产量高达49 234辆，在世界战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1940年8月19日，为了能与纳粹德国发动的“闪电战”中的装甲部队相抗衡，美国开始了新型坦克的研制工作。根据M3“格兰特-李”坦克的各种缺陷，军方要求将其固定在车体上的75毫米火炮装在可旋转的炮塔上，美方设定的研制代号为T6中型坦克，1941年9月，T6坦克正式定型并被命名为M4中型坦克。由于M4坦克是在M3坦克的基础上研制成功的，所以M4和M3的设计既有很多区别之处同时也有不少共同点，其中底盘的总体布局和行走机构就大致相同。而最大的区别是在炮塔方面，M4坦克的炮塔虽然也为整体铸造式炮塔，但外形尺寸上则要比M3坦克的炮塔大得多。

M4中型坦克的主要武器为1门M3式75毫米坦克炮，可以发射穿甲弹、榴弹以及烟幕弹。在M4系列的各种改进型车上，共装有4种不同型号的发动机，变速箱为机械式，行走机构采用平衡式悬挂装置，每侧分别有3组6个负重轮结合的承载机构，其主动轮在前，诱导轮在后。

M4坦克的型号十分繁杂，仅美国官方公布的M4系列改进型车，变型车，和实验型车就有50多种。主要为M4、M4A1、M4A2、M4A3、M4A4、M4A6这6种型号的改进型车，所安装的主炮种类有75毫米、76毫米、90毫米和105毫米等几种不同口径。

从1942年开始，M4中型坦克一批接一批地投入使用，以求尽快替换甚多缺陷的M3“格兰特-李”（又称M3 Lee 式）中型坦克。M4中型坦克第一次大显威风的地方是北非战场。当时在北非作战的英军被纳粹德国的埃尔温·约翰内斯·尤根·隆美尔 (Erwin Johannes Eugen Rommel) 元帅领导的非洲军团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撤退到阿拉曼地区进行防守，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境地。这时由美国提供的大约400辆M4“谢尔曼”中型坦克被火速的补充到了由伯纳德·劳·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元帅领导的英国第8集团军手中。在英国造的“十字军”和“瓦伦丁”型巡洋坦克的配合下，经过5小时的炮火准备，M4中型坦克率先向已成强弩之末的德军发起冲击。经过12天的激战，英军大败德国的非洲军团。此役，曾在沙漠中令盟军望风披靡的德意联军坦克被击毁200余辆（多数是意大利的老旧坦克，德军当时与英军坦克的损失比为1∶4，也就是说英军要击毁1辆德国坦克就要付出4辆以上的坦克为代价）。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从此一厥不振。而在突尼斯的登陆行动中，美国陆军的M4中型坦克也在美军著名将领乔治·巴顿（George S.Patton）将军带领下紧随出场，为盟军将德意法西斯赶出北非地区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不论在欧洲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随处可见M4“谢尔曼”坦克的身影。在盟军反攻欧洲的“霸王行动”中，1944年6月6日的“D日”当天最先登陆法国诺曼底海滩的美军坦克就是数百辆由M4“谢尔曼”坦克改装DD型水陆坦克，成为盟军迈向胜利的开路先锋。

M4“谢尔曼”中型坦克的优点在于可靠性高，易于维护和用途广泛。其衍生型就有在M4的炮塔上加装60管大约为114毫米（4.5英寸）口径的火箭发射器盟军官兵将其称为“M4管风琴”；有的则为其加装了喷火器成为喷火型M4中型坦克；还有的将其主炮改为105毫米榴弹炮，加强了杀伤能力。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主要生产装备76毫米口径长身管高初速坦克炮的M4A3中型坦克了。但与同时期德国和苏联生产的著名中型坦克相比其火力弱，装甲防御力差仍是M4的主要缺点。（M4中型坦克的汽油发动机周围装甲防护尤其不足，和德国坦克手对决时，常常因被击中车体后部装甲而引起发动机起火最终导致爆炸。因此美国坦克兵给它起了个绰号——郎森“Ronson”，一种美国制造的名牌打火机的名字，其广告词便是：“一打就着，每打必着”）。虽然M4系列坦克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性能最好的中型坦克，但因其巨大的装备数量在加上盟军将领们精明的指挥，使M4系列中型坦克在盟军的陆军武器装备序列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西方坦克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M4A4“谢尔曼”中型坦克是美国制造的M4系列坦克中的一种衍生型号，主要是美国为其盟国的装甲部队提供使用的一款主力中型坦克，美军装甲部队很少装备这型坦克，从1942年7月开始生产到1943年11月停产美国总共生产了M4A4型中型坦克7499辆。因M4A4中型坦克的发动机采用美国克莱斯勒公司生产的A57型30L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所以它的车体后部比较长，同时悬挂系统和轮组之间的间隙距离也比较宽，为此M4A4型中型坦克又增加了其履带的长度。英国人在装备M4A4坦克后，很快由自己的兵工厂将其进行了改进，换装了英国人自己研制生产的QF型 17磅（76.2毫米口径）长身管反坦克炮，并在炮塔后部增加了一个储备箱，车体重量增至36吨。英国人把这款改进后的M4A4中型坦克称之为“萤火虫”（Firefly）。广泛用于欧洲的西线战场。








中国远征军使用的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










[image: 战车第一营装备美制M4A4中型坦克的全体乘员]






战车第一营装备美制M4A4中型坦克的全体乘员



在中缅印战区方面，美国有一部分M4系列中型坦克提供给了英国驻印度的部队使用，而在蓝姆珈整训的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在1943年年底也接收了美方提供的35辆M4A4中型坦克，但这些M4A4坦克起初并不在《租借法案》的清单之内，是因为在1943年美方为中国驻印军的战车营装备的M3A3轻型坦克数量不足，而将部分拨给美军和英军使用的M4A4中型坦克调配给中国驻印军战车营的，这些M4A4坦克主要装备给了战车第1营和战车第2营，用以配合其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之后在1944年初盟军打通滇缅公路的战斗中发现中国驻印军的战车营使用的M3A3轻型坦克装甲保护力实在不足，同时又鉴于中国战车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所以美方特意在瓦鲁班战役后的短暂休整期间又向中方提供了可装备一个战车连（17辆）的M4A4中型坦克，用以加强其战斗能力。最终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各战车营总共收到了美方提供的M4A4中型坦克共52辆（名义上是提供给中方部队，而实际上多为中美双方装甲兵共同所使用的）。这些M4A4中型坦克到位后很快就被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给在缅北地区的日军以重大杀伤，为缅北反攻作战立下汗马功劳。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军方面收回了这些M4A4中型坦克，中国驻印军的装甲部队也只把所使用的两个营的M3A3轻型坦克带回国内了。



[image: 正在渡河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M4A4中型坦克]






正在渡河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的M4A4中型坦克



[image: 行进中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的M4A4中型坦克]






行进中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的M4A4中型坦克






车体涂装










[image: 涂有各式图案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M4A4中型坦克]






涂有各式图案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M4A4中型坦克



历史上的中国驻印军战车营中所使用的M4A4“谢尔曼”中型坦克是中国从有装甲部队以来在车体涂装方面最有特色的一型坦克装甲车辆，这些M4A4坦克的中方装甲兵深受了美国个性文化的影响，和美国人一样也喜欢在自己使用的坦克战车上尽情地挥洒个人的艺术造诣，很多和美军共同使用一辆坦克的中方装甲兵就把骷髅、美女画在其车身上。而被中方装甲兵使用最多的则是战第一营第三连所采用的“大猫”图案（当时的中国人多将老虎称为“大猫”）。即在原有美国陆军制式橄榄绿单色车体的炮塔上用黄色油漆涂成虎头的抽象图形，并在炮盾和炮塔前部绘制老虎的眼睛、耳朵和胡须，同时在车体前部驾驶室附加装甲上画上虎爪，以震慑日军，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战第一营第三连装备的M4A4中型坦克在绘制虎头的同时也同样绘有自己连队的专用图形标识，即白色正方形用以识别，标识下方便是其车体序号。有的坦克的侧面还写有繁体的“突击”、“先锋”、“扫荡”等汉字，极具个性。



[image: 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绘有美女和骷髅图案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M4A4中型坦克]






照片中可以清晰看到绘有美女和骷髅图案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M4A4中型坦克



[image: 涂有“突击”字样的战车第一营M4A4中型坦克]






涂有“突击”字样的战车第一营M4A4中型坦克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813号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涂装

右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一营使用M4A4中型坦克，车体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炮塔顶部用黄色油漆涂有抽象，颇有些卡通意味的虎头图形，并在炮塔前部和炮盾上涂有老虎眼睛、耳朵及胡须的图案，并在车体驾驶室附加装甲上涂有虎爪图形。下图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的813号车，其坦克乘员可能是国民政府之前战车部队的老兵组成，为纪念“八一三淞沪会战”而自行编制的车体序号（因战车第一营的其他M4A4中型坦克均为双位阿拉伯数字编号，不可能排到3位数那么多的数量，且三位数编号的坦克仅此一辆），同时炮塔右前侧的“-7-”标识也为此车所独有。另外，此车除涂有其所属连队的专用白色正方形识别标识外，还在车体右侧中部位置写有繁体汉字“突击”，以与其他车辆进行区分。原先美方在提供此车之前的车体编号和图形标识（“突击”二字后方的红黄图形含义不详）未做改动，仍保持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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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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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战车第一营第三连32号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使用M4A4中型坦克标准型号样式，其所有车体配件齐全，如车载高平两用重机枪和坦克炮支架均有安装。车体则同样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和炮塔顶部绘制的黄色抽象虎头图形，炮塔前部和炮盾上画有老虎眼睛、耳朵及胡须的图案，但车体驾驶室附加装甲上没有涂装虎爪图形。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3连的32号车，即所属连队的专用白色正方形识别标识下标注白色阿拉伯数字“32”，其他位置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

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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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39号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使用M4A4中型坦克的简化版型号，车体驾驶室和副驾驶室前部没有安装附加保护装甲，同时也没有安装车载高平两用重机枪和坦克炮支架。车体虽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但炮塔顶部只有黄色的抽象虎头图形，没有在炮塔前部和炮盾上画有老虎眼睛、耳朵及胡须的图案（可能是后补充的战斗车辆，因急于投入战场所以没有绘制完成或是战损修复时更换新的部件而没有进行重新绘制）。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第3连的39号车，即所属连队的专用白色正方形识别标识下标注白色阿拉伯数字“39”，其他位置也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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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45号美制M4A4“谢尔曼”（Sherman）中型坦克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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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也是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使用M4A4中型坦克标准型号样式，除没有安装车载高平两用重机枪外其他车体配件齐全，不但安装坦克炮支架而且还在车体前部由坦克乘员自行焊制了一些用于固定存放物品绳索的支架。同时车体同样也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和炮塔顶部绘制的黄色抽象虎头图形，炮塔前部和炮盾上一样画有老虎眼睛、耳朵及胡须的图案，但车体驾驶室附加装甲上没有涂装虎爪图形。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第3连的45号车，即所属连队的专用白色正方形识别标识下标注白色阿拉伯数字“45”，并且还在车体右侧中部位置画有波浪图案和繁体汉字“先锋”。以显示其在所属部队担任主力攻击任务的地位。其他位置再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了。






M4A4型工程用中型坦克附带TB ENG 41式通用推土铲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国兵工厂参考了英国人北非战场上的经验，于1944年3月在被称之为“谢尔曼鳄鱼”的M4型（M4Crocodile Sherman）喷火坦克上安装了一款可以用于清障、扫雷的液压式侧臂推土铲，进而提高其坦克部队的野战通行能力。美军将其定名为TB ENG 9通用推土铲，开创了美国制式坦克推土铲的先河，不久又于1944年9月推出TB ENG 41型通用推土铲。这些推土坦克很快就成为盟军装甲部队的“开路先锋”，被用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向法国内陆进攻时清除前进障碍、开辟通路的工作。由于其为制式的工程辅助装备，所以可以安装在不同型号的M4系列坦克上，于是在盟军欧洲以及太平洋的各个战场上都能看到其健硕的身影，被盟军装甲部队广泛应用。之后美国人还在TB ENG系列推土铲的基础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装备的主战坦克研制了诸如M1、M1A1、M2、M3、M5、M6、M8、M9等众多型号的制式坦克推土铲。

在亚洲方面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与日军的夺岛战中经常使用安装有TB ENG 41推土铲的各型M4“谢尔曼”中型坦克，用来清除丛林中的树木和日军埋下的地雷以及“小鬼子”千奇百怪的防御工事。1944年，盟军也向中缅印战区的美军野战工程部队提供了少量装有推土铲的M4A4中型坦克，帮助其在丛林中的野外施工工作。由于缅甸北部的山区丛林密布，装甲部队行进甚是困难，所以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又将几辆（具体数量不详，可能包括在中国方面得到的52辆M4A4坦克之中）M4A4推土坦克装备给了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一营使用，为其装甲部队清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这些装有TB ENG 41型推土铲的M4A4中型坦克主要都是由美方士兵和中方士兵共同进行使用的。








车体涂装








美国方面提供的这些装有 TB ENG 41 型推土铲的 M4A4 中型坦克，都是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单色橄榄绿车体涂装，在车体两侧涂有制式的盟军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但在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一营得到这些装备后，便将原有位置的盟军识别标识白色五角星涂掉，并在上面加画自己部队统一的白色识别标识图形用以识别。



[image: ]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安装TB ENG 41式推土铲的美制M4A4型中型坦克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1营使用的安装TB ENG 41型通用推土铲的M4A4中型坦克，其车体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二连使用的，所属连队在得到此型坦克后将原有涂装在车体两侧装甲板上的盟军制式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涂掉，在其位置上又涂装了自己所属部队的专用白色圆形识别标识，车体上并未涂有车体序号，可能是因为数量少（这支连队可能只装备1辆），所以从外形就可和其他战斗车辆区分，涂不涂车体序号没有什么意义。另外其他位置也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

安装TB ENG 41型通用推土铲的M4A4型中型坦克-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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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装甲部队及中国驻印军的美国军援装甲车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通过对华的《租借法案》不但向中国输送了用于主战目的的各型坦克，同时也支援了大批用于协助坦克及步兵部队作战所需要地执行辅助任务的装甲及运输车辆。最初由于日军完全封锁了中国的陆路交通线——滇缅公路，堆积在缅甸仰光港的大量美援物资落入日军的手中，国民政府失去了获得美国新式主力坦克和重型装甲车辆的渠道，只能通过美国组织的穿越喜马拉雅上的“驼峰航线”运输少得可怜的物资与武器装备，国内那些如饥似渴的装甲部队就也只能依靠以前装备的老式坦克装甲车辆与侵华日军艰苦作战了。但美方还是通过拆散零件逐步空运的方式，为中国方面提供了少量的M3A1型轮式装甲车和军用吉普车及卡车。但与此同时因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的部分残余部队撤到印度，并在印度蓝姆珈地区得到了美国为首的盟军部队的大力帮助，国民政府便将这些部队扩充成中国驻印军，而且还组建了旗下领导的装甲战车部队，于是这支部队就得到了大量由英美盟军提供的坦克及装甲车辆用于作战和训练。很快便成为当时中国所有装甲部队中实力与战斗力最强的一支。为而后中国的抗战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M3A1型“怀特”轮式装甲侦察车








M3 型轮式装甲侦察车是于 1938 年由美国怀特汽车公司（White MotorCompany）设计制造的一款4x4轮式多用途装甲车辆，主要用于机械化部队的侦察、警戒、指挥和通信联络等任务。最早是由美国军方向其厂商订购的64辆M3型轮式装甲侦察车用以装备美国陆军第7骑兵旅，之后美国陆军要求厂商将其M3轮式装甲车的车体扩大以给乘员提供更大的使用空间、同时在车前保险杠上设置拉索滚筒，于是厂家按要求又推出了它的改进版本，并将其定名为 M3A1 型轮式装甲侦察车。 M3A1 轮式装甲车于 1941 年正式开始生产，到 1944 年彻底停产，总共制造了 20 918 辆。第二次时间大战初期，M3A1轮式装甲侦察车主要用于装甲部队和侦察分队。但是它的越野能力远不及在平坦道路上的性能优越，整个战争期间，M3A1很少被用于危险较大的侦察活动。后继的改进型号包括诸如安装柴油发动机的M3A1E1型、带有装甲顶篷的M3A1E2型和装备37毫米反坦克炮的M3A1E3等型号。大部分都根据美国的《租借法案》交付给了苏联和自由法国，其中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提供给了抗战中的中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还有大量剩余的M3A1轮式装甲车被出售到以色列等其他国家，一直服役到20世纪70～80年代后期。

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可搭载8名乘员（驾驶员1名和搭载人员7名），采用开放式车体。安装1台“大力神”（Hercules）JXD型81千瓦6缸点燃式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81千米/小时，最大行程403千米。其武器包括1挺勃朗宁12.7毫米口径M2风冷式重机枪和2～3挺7.62毫米勃郎宁M1919A4型重机枪。这些机枪可以在一个环形的滑轨上快速移动，使其能以迅速集中的火力来对付敌方目标。








中国使用的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








国民政府在1942年10月收到了美国提供的41辆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用于装备陆军第5军骑兵团（后改编为陆军第48师搜索团）。陆军第5军骑兵团将这些美国提供的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与残存的抗战初期从德国进口的“豪须”SdKfz221/222/223型四轮装甲车一起混合编组在其下属的各战车搜索部队之中，随部队参加了1942年的第一次入缅作战，并在滇缅路战役中损失了31辆之多，残存的10辆美制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又在1943年以后参与了中国内地和滇西地区的绝大部分作战行动（另据资料称中国驻印军也曾装备了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但没有完整且准确的历史记录予以佐证）。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装甲部队使用的这些美制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又发动了1946年—1949年的中国内战，并在战争中悉数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毁和缴获，被缴获的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也成为了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中的一员，还在1949年10月1日光荣地参加了首都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image: 伪装严密的第48师搜索团美制M3A1轮式装甲车]






伪装严密的第48师搜索团美制M3A1轮式装甲车



另外在1944年，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8师成立后，这些原第5军骑兵团的装甲车辆都被改编为陆军第48师搜索团，参加了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组织的阅兵分列式。



[image: 第48师在云南昆明进行的阅兵式中搜索团的装甲车方队]






第48师在云南昆明进行的阅兵式中搜索团的装甲车方队



陆军第48机械化师搜索团美制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装甲部队使用的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首先装备给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军骑兵团使用，后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8师搜索团。这些中国装甲部队使用得M3A1型装甲车在车体中部安装了1挺12.7毫米口径的勃郎宁水冷式重机枪，其他位置安装了3挺带有十字环形瞄准器的勃郎宁M1919A4型7.62毫米重机枪。车体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此车为陆军第48师搜索团使用的第45号车（因未找到一张可以准确表现此型装甲车的编号历史照片，所以此车编号为笔者推测，仅供参考），在其车体的左右两侧装甲和后部装甲上涂有青天白日军徽作为识别标识，军徽下方为白色阿拉伯数字“45”作为车体序号用以识别，其他位置再无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

“怀特”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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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装甲运兵车的出现与坦克诞生的时间大致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英国便推出了专门用来运输步兵的MkIX型坦克。由于坦克本身的制造成本要比当时使用的卡车高出很多，所以有些国家就以安装简易钢板的装甲汽车用来做运输士兵的工作使用。

20世纪30年代许多国家开始发展机械化部队，为了配合坦克战车的运动速度与越野能力，一种以车体前轮作为转向机构、后部的履带悬挂结构作为动力来源地，被称为半履带车的车辆底盘上加装装甲防护的半履带式装甲车便成为了当时装甲运兵车最常见的型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M3型半履带装甲车与德国SdKfz251型半履带装甲车是其最著名的代表车型。这些车辆拥有防御小口径武器与弹药破片的侧面装甲，但都缺乏顶部装甲的保护。车体上以携带机枪等轻武器最为常见。这些半履带装甲运兵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应用最广的战斗车辆之一，其发动机设置在车体前部，开放式驾驶室居中，与后部的载员室相连，最多可装载12名左右的士兵，同时还可以拖曳中小型的各式火炮，有些半履带装甲车为提高火力性能还安装了反坦克战防炮、防空高射炮、重型火炮和迫击炮等攻击力较强的武器。用以对步兵和坦克部队进行火力支援。

1937年，美国采用M2型非装甲半履带式车辆的底盘（美国人改进仿制法国研发的雪铁龙半履带车），加以“怀特”M3A1型轮式装甲侦察车的车体研制成了一款“混血”的半履带式装甲车，制造商称之为T7型。T7型车被定型生产后美国军方又将其正式更名为M2型半履带式装甲车。1939年又改进成为M3型半履带式装甲车，它的车体比M2型略长，并且增加了较大的承载能力。1940 年，阿德莫尔汽车公司（Autocar Company ofArdmore）、金刚石 T汽车公司（Diamond T Motor Car Compa）和怀特汽车公司（White MotorCompany）都同美国陆军签订生产半履带式装甲车的合同。这些半履带式车辆都采用美国怀特公司的160AX型汽油发动机、斯皮舍（Spicer）公司的传动装置和提姆肯-底特律（TiMken-Deroit）公司的车桥。为了进一步扩大生产，万国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又生产了M9和M5型半履带式装甲车，这两款型号采用了该公司的许多汽车部件，但性能与M2和M3型装甲车基本相当没有太多改变。到了1944年，美国方面持续生产了半履带式车辆共计42 000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广泛装备盟军各国装甲部队。直到战后，仍有许多国家使用，例如以色列在1967年和1973年的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过美制的M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这些以军使用的半履带式装甲车都将其发动机更换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 Corporation）生产的53型6缸柴油发动机。而由于半履带式装甲车仍存在诸多缺点，所以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陆军便用全履带式装甲人员输送车将其取代。








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Half-track）是1939年在M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原形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将原有M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的车体加长扩大了载员室的空间，将原有载员数的7人增至到了10人；同时增强了车体的承重能力和悬挂系统；并在车体后装甲安装了1个可供步兵上下车的横开式活动舱门。而动力方面则和M2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采用相同的美国怀特公司生产的160AX型108千瓦6缸直列式汽油发动机和斯皮舍公司生产的手动5挡变速箱（4个前进档1个倒档），在速度和行程方面也与M2系列基本相同。同样，作为一款和M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一样的半履带式车辆平台， M3也有大量的衍生型号和变型车型。最著名的就包括M3A1、M3A2以及变型车M15和M16等众多车型。整个M3系列半履带装甲车的各式型号生产总数超过了2万辆以上。广泛的被包括美军在内的盟国军队所使用。其身影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








中国使用的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1943年，美国向驻印度蓝姆珈训练基地的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下属的装甲机械化部队（在滇缅反攻作战中，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一营和战车第二营分别配属给这两个步兵师作火力支援之用）提供了近百辆M3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用以搭载其步兵作战使用。这些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配属在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1营和战车第2营旗下，缅北反攻作战时则直接接受中国驻印军的新22师和新38师师部指挥，负责向前方输送主攻团的作战兵员和为进攻的步兵提供火力支援的任务。其中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占绝大部分，在1944年的中国驻印军反攻滇缅的作战中被广泛使用，为新1军（1944年8月由新38师扩编而成）和新6军（1944年8月由新22师扩编而成）的将士歼灭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结束后，这些M3型半履带装甲运兵车被盟军收回，留在了印度没有随中国驻印军部队一同回国。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美制M3型半履带式装甲车涂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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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使用的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标准样式，其车体采用了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在车体两侧及后部涂有盟军部队惯用的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车体两侧有其出厂时喷涂的出厂车辆编号，同时车体后部下方有两块用白色油漆涂装的示宽带。因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二连配备的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第11号车，所以其所属连队在得到此型装甲车后将原有涂装在车体两侧和后部车门上的盟军制式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涂掉，在其位置上涂装了自己所属部队的专用白色圆形识别标识，标识下方涂有白色阿拉伯数字“11”即车体序号，其余位置则保持原有的状态没有更改。

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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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是M3型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在1942年开始研制并批量生产的第一款改进型号，也是生产和使用较多的一款著名型号之一，其改进部分主要是外形方面，其中包括有部分的M3A1型为提高车辆的野战越壕能力，同M2A1型半履带装甲运兵车一样在车前安装了1个拉力为44.5千牛的自救绞盘；在车体驾驶室上方右侧副驾驶位置安装了一个放置勃朗宁M2型12.7毫米重型机枪的M49式固定式机枪塔，车体的左右两侧各放置了1挺7.62毫米的水冷式重机枪用以提高其自身的防御火力；同时后期的M3A1将原有放置在前轮挡泥板上的车前大灯去掉，换以美军制式的装甲车辆标准灯组，安装在车体发动机装甲两侧靠前的位置；另外动力系统也略有加强。与M2和M3型一样作为多用途车辆平台，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车也同样出现了许多变型，其中包括火炮装甲支援车、野战装甲救护车、装甲侦察通信指挥车、装甲自行迫击炮车、装甲自行高射炮车等等。生产总数也超过了万辆之多。不仅大量运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而且还广泛用于出口，直到20世纪70～80年代还有部分国家的军队仍在使用这款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另外在朝鲜战场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曾多次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使用的M3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交过手。








中国使用的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在太平洋战场的中缅印战区，美国方面也向中国驻印军的装甲部队提供过少量的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被掺杂在大量的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之中一起提供给中方部队使用）。这些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和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一起被混编在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一营和战车第二营之中。其作战经历和最后解局均和M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一样。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美制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使用的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其车体同样采用了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在车体两侧及后部也涂有盟军部队惯用的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同样其车体后部下方也有两块用白色油漆涂装的示宽带。因此车为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配备的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第63号车（并无历史照片佐证，为笔者推测仅供参考），所以其所属连队在得到此型装甲车后也将原有涂装在车体两侧和后部车门上的盟军制式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涂掉，在其位置上涂装了自己所属部队的专用正方形识别标识，标识下方涂有白色阿拉伯数字“63”即车体序号，其余位置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样式。

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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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是在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的基础上于1943年开始改进并定型生产的，也是M3系列基本型中最后一款改进型号。整体上与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并没有太大区别，其最大的外观区别就是大多数的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在车体载员室左右两侧装甲上各安装了一个可拆卸的简易梯子，在车体后部车门两侧增加了可折叠的储物架。另外标准的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还在车体后部安装1挺M1919A4型7.62毫米车载机抢。同时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的大部分零部件均可与M3和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达成互换，大大节约了制造成本。








中国使用的M3A3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中国驻印军装甲部队得到的美国方面援助的M3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中也掺杂了极少量的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这些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也和美方提供的M3和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一样被混编在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战车第一营和战车第二营之中。它的境遇也与M3和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完全相同，没有任何出众之处。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美制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提供给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使用的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其车体涂装样式和识别标识均和中方部队得到的M3和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的样式一致。此车是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二连使用的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第51号车（由于此型号装甲车中方得到的数量太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历史照片及资料予以说明，故笔者也能推测其样貌，仅供同好参考），所属连队在得到此型装甲车后一样也将其原来涂在车体上的盟军制式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涂掉，在其位置上涂装了自己所属部队的专用白色圆形识别标识，并在标识下方涂有车体序号阿拉伯数字“51”，其余位置同样仍保持原有状态。

M3A2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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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








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是美国军队庞大的半履带车辆家族中的一员，是美国M3型系列半履带装甲车的一款衍生型号。于1942年投入生产。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主要是在原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的车体上增加了一个可360度旋转的M45型四联装高射机枪炮塔。它所携带的4挺勃郎宁M2型12.7毫米联装重机枪，可以为装甲部队和机场等重要军事目标提供一定的近距离防空火力。因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是在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的基础上发展的变型型号，所以基本采用了M3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传统的设计布局，即发动机在前、驾驶室居中、载员室及武器搭载舱在后。同时为了更好地提高车辆的越壕能力，车前也装有1个牵引力为44.5千牛的制式自救绞盘。M16的车体同样为敞开式结构，与M3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一样采用轧制钢板，用“一”字形铆钉螺栓联接而成。驾驶室前安装由12.7毫米厚的钢化防弹玻璃制成的挡风玻璃窗，作战时可以去掉，放下带有两个观察孔的装甲前窗。车体后部战斗室的三面侧装甲可以折叠，行军时竖起可以为乘员提供一定的装甲保护，战斗时则将其放下便于防空机枪炮塔旋转作战。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款设计非常成功的近距离机动防空武器平台，为尔后中小型自行防空高射炮的发展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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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7月4日，美国政府为增强太平洋战场的中国战区和中缅印战区的空中安全与空对地打击力量，便将已在中国西南战场的天空中独自奋战一年多的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Chennault，中国人民习惯将其称呼为陈纳德）组织领导的中华民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缩写为AVG，人称“飞虎队”）扩充为美国陆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晋升其指挥官陈纳德将军为美国陆军航空队三星中将，负责整个东南亚以及中国西南部地区的制空权。随后其所需的大量物资和装备便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第十四航空队的手中。在第十四航空队的地勤警戒部队中，美国方面为其提供了一部分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用以担负部队所在各大机场的地面近距离防空任务。同时也有少量的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作为盟军东南亚地区装甲部队的机动伴随防空火力，而装备到了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美方装甲部队之中。这些美制的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基本上都是由美方士兵负责使用的，有少部分的中方士兵也曾对其执行过协助战斗的工作，但其战斗编制仍属美军部队的建制序列，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后，也一并被美方收回，没有转交给中国部队使用。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防空部队美制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美国方面向负责中国战区和中缅印战区空中安全工作的美军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地勤警戒部队装备的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因其为美军正规建制部队得所属装甲车辆，所以车体完全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并在车体的前部发动机防护装甲上方和战斗室左、右、后侧装甲上均涂有盟军制式的白色五角星识别标识，部分车辆按照美军的标准涂有所属部队的数字编号和车辆序号。其他位置则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

M16型半履带式防空装甲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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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式Mk.I多用途输送车








英国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就非常迷恋于轻型和超轻型装甲车辆研制和开发，英国人认为这种车辆不但能运载步兵实施快速机动，还能为其提供一定的装甲防护，必然能在战场上大有作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英国研制了多种轻型装甲车，最成功的便是之前提到的维克斯·阿姆斯特朗公司研发的维克斯·卡登·洛伊德Mk VI轻型装甲战车。它在1927年一经问世就以小巧灵活、便于大量制造而倍受英国军队的欢迎。这个特点也成为日后其他运载车载具设计的指导思想之一。1928年维克斯·阿姆斯特郎公司收购了卡登·洛伊德公司，并于1935年初推出了一款D 50型机枪运载车，也就是“布伦”车的原型。D50型的初次亮相并未获得到多少好评。却因双人座舱过于拥挤，直接采用商用发动机未免过于草率等理由而受到批评。然而，接下来的越野测试却让批评者大为惊讶。维克斯公司首席装甲车设计师约翰·瓦伦丁·卡登（John Valentine Carden，后被称为约翰爵士）设计的全新式的悬挂系统不仅让D50顺利通过了起伏不平的道路，而且转弯半径比同期的任何一款同类车辆都要小很多。这样一来，便使英国军方认同了机枪运载车的车组人员可以同时兼任机枪射手工作的新式人员配置组合形式，并进一步提高了军方对轻型装甲车的热情。他们决定在小规模列装D50的同时，立即让维克斯公司开发更好的车型。

维克斯公司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开发出了新款的车型。即车长3.6米，宽2.1米，高1.6米的超轻型车体。新款车型沿用了D50原有的发动机以及传动装置和悬挂系统，每侧安装3个负重轮，诱导轮置于车体前部，主动轮在后。第1和第2个负重轮共用一个悬挂组架，第3个负重轮则完全独立悬挂。安装1台62.5千瓦福特V8水冷式汽油发动机，4速手动变速箱，最高行驶速度为48千米/小时，最大行程为225千米。原型车全重3.75吨，后来又增至到4.5吨。车体顶部为敞开式结构，装甲厚为4～10毫米，底部装甲厚为3毫米，是全车最薄弱的地方，很难抵御反坦克地雷的攻击，甚至连有些大威力的反步兵地雷的破片都可轻易将其击穿。驾驶舱和乘载舱用钢板隔开，驾驶员位于驾驶舱右侧，机枪射手在其左侧。标准乘员3～4人，其中驾驶员1人、机枪射手2～3人。早期标准武器配备为1挺维克斯7.7毫米水冷式重机枪，后来有一段时间则使用13.97毫米（0.55英寸）口径的“博伊斯”式反坦克枪。1935年12月英国军方正式将其命名为机枪运载车Mk I型1号车。不过1号车只是预生产型，设计人员很快修改了它的机枪位置，将机枪射手舱室由原来与驾驶舱前装甲齐平的位置改进为靠近车体最首前端装甲的位置增大了其机枪射手的活动空间，同时装甲厚度增加到12毫米。这个改动虽大大方便了机枪射手，却严重影响了驾驶员的左侧视线。改进后新型号被命名为Mk I型2号车，便于1937年底开始正式列装部队。1938年英国陆军已经开始列装了由捷克ZB-26轻机枪仿制改进而来的布伦式7.7毫米轻机枪，并很快作为主要武器安装在Mk I型2号车上，于是名声显赫的“布伦”机枪车便算正式定型了。MkI型服役一年后的1938年厂家又推出了MkII型，Mk II型机枪运载车是在Mk I型的基础上小幅度提高了越野性能的一款改进型号。

1938年后期，随着纳粹德国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欧洲局势也日益紧张。深感物资紧缺的英国军方开始决定大力推进装备标准化的工作，于是便在1939年4月颁布了“布伦”机枪车的技术规范。强调其必须加强自身的装甲保护和拥有多种用途的工作能力，并且在生产上要多种车型统一规格，以便节约成本提高保障能力。此外，已经出厂的所有基本型和衍生型号都要返厂升级为通用的标准型号。所以第一批英国陆军采供的2 275辆“布伦”车Mk I型便在4家工厂同时开工生产。这些“布伦”车在保持早期生产型号的武器配备和动力系统的同时，又强化了车身侧部、后部和发动机位置的装甲厚度，并统一配备了英国生产的NO11型无线电台，标准乘员数量增加到4人。在1939年9月，英国对纳粹德国宣战6天后，英国军方又紧急向4家工厂各追加了1 000辆的订单。到 1942年英国本土一共生产了 6 600 辆的“布伦”机枪车 Mk I型。1943年改进后的Mk II型开始大量装备部队，主要特点是车身前部加装了可以放置1个备用负重轮和牵引索的固定支架。同时为了便于人员上下车，车身两侧还增大了前侧轮装甲的面积并在后部开有一个脚蹬缺口，车体后部也各增加一副脚蹬。

由于“布伦”车在设计上按照英国军方的要求采用了能执行多种用途的理念，因此它便成为了一款非常实用的多用途通用履带式载具，其衍生型号众多。诸如76.2毫米迫击炮运载车、炮兵观测侦察车、中型机枪运载车、步兵输送车、侦察通信运载车、骑兵运载车、火焰喷射器运载车、六联装防空机枪车和反坦克炮载运车等。并且还将生产线延伸到海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过不同型号的“布伦”车,其中加拿大生产的数量最多，大约为2.9万辆。其中加拿大还在1943年开发了著名的“温莎”式运载车Mk I型，这款型号是专为牵引火炮而开发的，增加了一对负重轮，车长也增至4.4米，发动机功率提升到了70千瓦，还加装了可以覆盖全车的支架和防水油布，“温莎”式运载车Mk I型广受其官兵们好评。总共生产了5 000多辆。








中国使用的“布伦”式Mk.I多用途输送车








1942年7月，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下属新22师和新38师的残部撤至英属印度境内。同年8月，便被送往印度恰纳肯德邦（Jharkhand）兰契（Ranchi）东北部的蓝姆珈地区进行休整，不久国民政府就在此地将这支部队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另外在盟军空军的大力配合下，国民政府又将国内部分装甲部队和陆军机械化学校的官兵空运到了蓝姆珈训练营，对其进行正规统一的美式军事训练和教育。1942年底，按照中缅印战区最高指挥部美英中三方的协议规定，在初期大量美式装备还未到达之前，由英方先行提供装备和物资配发给中国驻印军部队使用。这样装甲训练部队就得到了大量的英国造“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用于培养装甲部队的后备人才。之后成立的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的中方部队战车第1营和战车第2营也装备了一些英制“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配备给各营的侦察搜索部队使用。在1943年后的缅甸丛林战斗中又有大量的“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和M3型系列半履带装甲车一起被派发到新22和新38师的步兵部队中为其充当步兵运输工具。之后还被作战部队进行改造，加装了美国造勃朗宁12.7毫米口径水冷式重机枪，成为支援步兵的履带式轻型重机枪车。抗战结束后，这批“布伦”式Mk I型运输车被新1军和新6军的装甲部队带回国内，参加了中国内战，并在中国东北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部消灭。部分的“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也被缴获。



[image: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伽的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学员进行实车训练]






中国驻印军在印度兰姆伽的陆军机械化学校驻印战车训练班学员进行实车训练



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英制“布伦”Mk.I多用途输送车涂装

下图为英国驻印度的军队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营提供的英国造“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基本都是英国装甲部队使用过的二手装备。车体采用的是英国陆军习惯使用的草绿色和深绿色相结合的双色迷彩车体涂装样式。因此车是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战车第一营第三连侦察搜索排所使用的型号，所以在车体载员舱的左、右、后三面装甲上涂有其自己连队专用白色正方形识别标识，车体序号则是按照盟军部队通常使用的装甲车辆编号样式在车体的左、右、后三面装甲上进行标注的，即序号前部为白色英文大写字母“T”，代表坦克装甲部队；后面则是白色阿拉伯数字的车体序号。另外其他位置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

“布伦”Mk.I多用途输送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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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蓝姆珈整训期间英制“布伦”Mk.I通信指挥型多用途输送车涂装

下图为英国驻印度的军队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在蓝姆珈训练基地时受训的装甲部队提供的英国造“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因也是驻守印度的英国装甲部队的老旧装备，所以其车体仍然保留了原有部队使用的沙黄色、红棕色和深绿色结合的三色迷彩涂装样式。这款车型为其通信指挥型号，所以安装了1台NO.11型无线电台（因供给中方部队的多为搭载步兵和训练用途，所以原车配备的车载武器和无线电台大部分被英方拆除），并为车前大灯和后部安装的保护装甲。此车在中方训练人员使用之前便由英国方面将原有的所属部队识别标识和车辆编号全部用其他颜色油漆进行了遮挡，只在车体两侧靠前的位置重新绘制了新的编号，中方训练人员在训练和使用中未作其他修改。

“布伦”Mk.I通信指挥型多用途输送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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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印军新编第六军英制“布伦”Mk.I多用途输送车涂装

下图原为英国驻印度的军队向中国驻印军中美第一临时战车群提供的英国造“布伦”式Mk I型多用途输送车标准型号，因主战部队觉得其火力实在不足，所以自行将美国制造的勃朗宁点五零大口径水冷式重机枪安装在其原有的机枪射手舱前部，以提高其作战能力。这些被改进的履带式轻型重机枪车被直接配备给新1军和新6军的摩托化作战团使用。采用的是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在车体前部右侧与后部左侧的装甲翼子板上绘制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6军在1944年重组后设计使用专用图形标识。并在车体左、右、后三面装甲上涂有车体序号，此时的车体序号已改成完全由白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车辆编号样式了。其他位置则没有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

“布伦”Mk.I机枪型多用途输送车-性能参数



[image: ]








[image: ]








[image: ]











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M2半履带车由美国汽车制造商以法国设计的雪铁龙（Kégresse）半履带车为基础研发的一款新式的半履带式车辆，后由美国怀特汽车公司以M3型轮式装甲侦察车的车体组装而成。1938年，最初怀特汽车公司研制的T7型半履带装甲车由于动力不足，所以当时的美国陆军只将其用作火炮牵引车使用，后来又改用了更大动力的发动机，将其命名为T14型。1940年，美国陆军正式采用并更名为M2半履带车作为陆军的火炮牵引车及侦察车使用。1942年至1943年间，由于战场的需求，美军又把M2及M3型半履带装甲车进行了大量改进，其中包括车体外形、武器配备、发动机及装甲防护等诸多方面。各型号的M2型半履带式装甲车总共制造了约13 500辆，并在租借法案的需求下，凯斯国际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 Company）又生产了约3 500辆M9型半履带式装甲车（M2型的衍生型号）用于提供给同盟国军队使用。

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车是M2型的一款改进型号，主要是在其M2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功率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和增强了车体装甲防护。部分车体为了更好的提高车辆的越壕能力，在车前安装了1个牵引力为44.5千牛的自救绞盘。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车车体净重6.94吨，战斗全重8.89吨，乘员3人，可搭载步兵7人。采用美国怀特公司生产的160AX型千瓦6缸直列式汽油发动机和斯皮舍公司生产的手动5档变速箱（4个前进档1个倒档），最高时速64千米/小时，最大行程280千米。主要武器为安装1挺勃朗宁M2型12.7毫米重机枪及2挺M1919A4型7.62毫米重机枪。1941年被广泛装备给美国陆军装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使用，同时还大量提供给包括苏联在内的同盟国军队使用。








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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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政府到台湾后美国提供的大量装甲武器其中包括M5A1轻型坦克和M2A1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和盟军的装甲部队曾大量使用M2和M3型半履带式系列的各型装甲车与日军作战，但其中的M2系列半履带式装甲车却并没有提供给任何一支中国方面的装甲机械化部队使用。反而是在战争结束后，美国将大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淘汰的剩余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提供给了国民党政府用于中国内战使用。装备了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全美械装备的嫡系机械化步兵师下属的摩托化团，但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被大量击毁，人民解放军也有少量缴获。幸存的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则被国民党残兵带到了台湾，后在20世纪50年代已身处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又从美国购买了一部分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用于装甲旅的补充，这样美制的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便成为了其装甲机械化部队的主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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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时期美制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美国在抗战结束后提供给国民党反动政府装甲机械化部队使用的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主要用于在中国内战中对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使用。其武器装备和美国制式的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所使用的略有不同，国民党军队将其原有的2挺美制勃朗宁M1919A4型7.62毫米重机枪去掉，更换了由其兵工厂制造得2挺国造二十四年式仿马克沁7.92毫米水冷式重机枪以增强其车载火力。车体则采用美国陆军统一标准的橄榄绿色单色车体涂装样式。车体编号与识别标识方面，则在车体前后左右四面的装甲上涂有抗战后国民党政府统一采用的大型车辆编号规范样式，即以白色阿拉伯数字作为车体序号，前部用繁体汉字“军”字加以标注。其他位置没有涂装任何可供识别的标识图形包括青天白日军徽。

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性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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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撤台时期美制M2A1半履带式装甲车涂装

下图为国民党政府撤到台湾后，于20世纪50年代再次从美国购买的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其车体样式与车载武器装备均为美国制式的M2A1型半履带式装甲运兵车标准样式。车体编号与识别标识方面，为国民党军队撤台后实行的新式装甲战车标识规范样式，即在车体前后左右四周涂有黄色镂空图形的部队识别标识，内加部队编号，车体后部载员室的左右后三面装甲板上绘有白色阿拉伯数字车体序号和繁体汉字“军”字作为车体编号，驾驶室两侧舱门则涂有白色圆底红字的车辆序号。车体任何位置没有涂装青天白日军徽用于识别。



[image: ]












参考资料








1．《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1-12》全集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2．《文史资料选辑》138辑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3．《文史资料选辑》139辑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4．《江西文史资料》16辑中国江西省文史委 （1987）

5．《广西文史资料》25辑中国广西区文史委 （1987）

6．《云南文史资料》39辑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

7．《民国档案》第3期中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996）

8．《壮烈辉煌——戴安澜纪念集》中国江苏文史委 （1994）

9．《湖南会战》中国中华书局 （1985）

10．郭汝愧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国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1．田玄《铁血远征》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12．王辅《日军侵华战争 1931—1945》中国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

13．赵挺《赵剑锋新疆见闻录》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

14．章东磐晏欢戈叔亚《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1、2》中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15．潘晓滨《英伦铁马——二战英国早期坦克装甲车辆发展及技术》中国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12）

16．李月旻刘江平《装甲战彩——二战德国军用车辆迷彩涂装与标识》中国海潮出版社（2002）

17．《国军装甲兵口述历史访问纪录》中国台湾国防部史编室（2004）

18．王立本《烽火中国装甲兵》中国台湾老战友工作室 （2002）

19．滕昕云《铁血荡寇——昆仑关作战》中国台湾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20．滕昕云《抗战时期国军机械化/装甲部队画史1929-1945》中国台湾老战友工作室（2003）

21．滕昕云《抗战时期陆军武器装备——步兵炮/防空炮兵篇》中国台湾老战友工作室（2003）

22．滕昕云《抗战时期陆军武器装备——野战炮兵系统篇》中国台湾老战友工作室（2003）

23．邱子静《民族战士邱清泉》中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1987）

24．丁骥《中国早期装甲兵理念的传播人》中国新华网（2013）

25．刘炽《南粤战车队的由来和消失》中国大洋网（2010）

26．文彦《德国军事中心——德国军售与中国抗战》中国台湾中国黄埔军校网（2011）

27．戈叔亚《战车一营》中国新浪微博(2007)

28．水寂云驰《日军坦克发展史》中国新浪微博（2011）

29．《J-TANK日本战车·军用车辆研究志第15、16、17、18号》日本ジェイータンク将校集会所（2013）

30．土门周平《日本战车开发物语》日本光人社（2003）

31．土门周平市ノ濑忠国《人物战车队物语》日本光人社（1982）

32．藤田昌雄《もう一つの陆军兵器史》日本光人社（2004）

33．下田四郎《玉碎的铁狮子》日本 カマド株式会社（2009）

34．吉川和篤《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写真集》日本大日本绘画 （2013）

35．敷波迪《地面力量·日本军机甲部队编成·装备1-2卷》日本デルタ株式会社 （2009）

36．山猫男爵《钢棺战史》日本山猫文库 2011

37．日本国立公文图书馆亚洲历史资料









致谢








北京的萨苏先生、南京的徐帆先生及旅日华侨赵芳苒女士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OEBPS/Image00088.jpg





OEBPS/Image00209.jpg





OEBPS/Image00330.jpg





OEBPS/Image00087.jpg





OEBPS/Image00208.jpg
REFTHE






OEBPS/Image00329.jpg





OEBPS/Image00090.jpg
=
Y » =Wt ]

L <o o gy





OEBPS/Image00211.jpg





OEBPS/Image00332.jpg





OEBPS/Image00089.jpg





OEBPS/Image00210.jpg





OEBPS/Image00331.jpg





OEBPS/Image00092.jpg





OEBPS/Image00213.jpg





OEBPS/Image00091.jpg





OEBPS/Image00212.jpg





OEBPS/Image00333.jpg





OEBPS/Image00093.jpg





OEBPS/Image00324.jpg





OEBPS/Image00084.jpg





OEBPS/Image00205.jpg
BEFENE
= () &R






OEBPS/Image00326.jpg
12700 F5

5 B 37 ZKIB50HE 1 175 M1919A4 BL 7.62 XEHNE 3 i





OEBPS/Image00204.jpg
BEFET—&E






OEBPS/Image00325.jpg
.

y; ﬁ;ﬁm«u






OEBPS/Image00086.jpg





OEBPS/Image00207.jpg
Ayt glutpea






OEBPS/Image00328.jpg





OEBPS/Image00085.jpg





OEBPS/Image00206.jpg





OEBPS/Image00327.jpg





OEBPS/Image00099.jpg





OEBPS/Image00220.jpg





OEBPS/Image00341.jpg





OEBPS/Image00098.jpg





OEBPS/Image00219.jpg





OEBPS/Image00340.jpg





OEBPS/Image00101.jpg





OEBPS/Image00222.jpg





OEBPS/Image00343.jpg





OEBPS/Image00100.jpg
RBEHIE 11





OEBPS/Image00221.jpg





OEBPS/Image00342.jpg





OEBPS/Image00103.jpg





OEBPS/Image00102.jpg
N

s S
g = O i 1, +
T, L.
"





OEBPS/Image00223.jpg





OEBPS/Image00214.jpg





OEBPS/Image00335.jpg





OEBPS/Image00334.jpg





OEBPS/Image00095.jpg





OEBPS/Image00216.jpg





OEBPS/Image00337.jpg





OEBPS/Image00094.jpg





OEBPS/Image00215.jpg





OEBPS/Image00336.jpg





OEBPS/Image00097.jpg





OEBPS/Image00218.jpg





OEBPS/Image00339.jpg





OEBPS/Image00096.jpg





OEBPS/Image00217.jpg





OEBPS/Image00338.jpg
EEESTI 1 000 F53

AT M2 B 12.7 K EHUE 1 R M1919A4 81 7 .62 BXEHE 2 i
BT LRI IRYL






OEBPS/Image00187.jpg
BEFE=H

EinlE i s s s





OEBPS/Image00308.jpg





OEBPS/Image00186.jpg
Bﬁﬁaﬁzowmmelﬂﬁﬁ— Ymihl =
HEE—

ZE () &R
HEE—H

HESE=H

e G QN o T, e






OEBPS/Image00307.jpg





OEBPS/Image00189.jpg
FEZEE2000M1149F By 56 — = Rl 3=

HEERE

HESE—H
HEEHE
MESE=H

S s aiEE s cies





OEBPS/Image00310.jpg





OEBPS/Image00188.jpg
B ZEE = 1F ,
iZE (7K) #B ;

A

S HE
B E =

s  onlE ieE el aies





OEBPS/Image00309.jpg





OEBPS/Image00191.jpg
B EEHA






OEBPS/Image00312.jpg





OEBPS/Image00190.jpg
HLZE BB 7VIE
% (%) &R






OEBPS/Image00311.jpg





OEBPS/Image00193.jpg
b 2 56 AL FE R H il 5=
REE—E
B ()






OEBPS/Image00192.jpg
W 5B TE

i

EE—HE

e s wan

R HE

e s wban

HEEZH

S s






OEBPS/Image00313.jpg





OEBPS/Image00304.jpg





OEBPS/Image00185.jpg





OEBPS/Image00306.jpg
REE IR R EE —EHmEIER

‘%(ﬂ:)%ﬂﬁ ‘ a

% (7) #B






OEBPS/Image00184.jpg





OEBPS/Image00305.jpg
Tl

e

E oz
L

#

e

N
-
&4
-8
&=
&
4% o

4 ﬂ'wl.i o

« A Bt






OEBPS/Image00198.jpg





OEBPS/Image00319.jpg





OEBPS/Image00197.jpg
BREFEZE
= () BB






OEBPS/Image00318.jpg





OEBPS/Image00200.jpg
BEFLE






OEBPS/Image00321.jpg





OEBPS/Image00199.jpg





OEBPS/Image00320.jpg





OEBPS/Image00202.jpg





OEBPS/Image00323.jpg





OEBPS/Image00201.jpg
BREE=F

= () &R






OEBPS/Image00322.jpg





OEBPS/Image00203.jpg
BEFETE






OEBPS/Image00194.jpg
BREE—






OEBPS/Image00315.jpg





OEBPS/Image00314.jpg





OEBPS/Image00196.jpg





OEBPS/Image00317.jpg





OEBPS/Image00195.jpg





OEBPS/Image00316.jpg





OEBPS/Image00293.jpg





OEBPS/Image00286.jpg





OEBPS/Image00285.jpg
ZEHHE 1





OEBPS/Image00288.jpg





OEBPS/Image00287.jpg





OEBPS/Image00290.jpg
M1982 52 45 BKIBFEH 1 7R DT 7.62 BKERAS 1 4





OEBPS/Image00289.jpg





OEBPS/Image00292.jpg
\r





OEBPS/Image00291.jpg





OEBPS/Image00284.jpg





OEBPS/Image00297.jpg





OEBPS/Image00296.jpg





OEBPS/Image00299.jpg





OEBPS/Image00298.jpg





OEBPS/Image00301.jpg
5360 F52

M1934 B 46 ZXIBToHR 7.62 2k DT Z3illie 2 B





OEBPS/Image00300.jpg





OEBPS/Image00303.jpg





OEBPS/Image00302.jpg





OEBPS/Image00295.jpg
M1928 B 37 XL MR 7.62 K DT EHHe 1 5





OEBPS/Image00294.jpg





OEBPS/Image00386.jpg





OEBPS/Image00387.jpg
®09- 1835






OEBPS/Image00384.jpg





OEBPS/Image00385.jpg
FEAT M2 BL 12.7 ZKEHUE 1 5ER M1919A4 B 762 BBREFHUE 2
JEE S +IIER 7.92 BRDFHUISENUIS 2 5






OEBPS/Image00388.jpg
(EmWLEE) « (BEFREMLML) EEFES (EFEE






OEBPS/Image00168.jpg





OEBPS/Image00167.jpg





OEBPS/Image00170.jpg





OEBPS/Image00169.jpg
EEEST 400 T

BRERHUE 1 7
SRR IR





OEBPS/Image00172.jpg





OEBPS/Image00171.jpg





OEBPS/Image00173.jpg





OEBPS/Image00164.jpg
_ KwK 30 2 20 ZHRALKAE 1 715 MG13 7.92 BRI 1 52






OEBPS/Image00166.jpg





OEBPS/Image00165.jpg





OEBPS/Image00179.jpg





OEBPS/Image00178.jpg





OEBPS/Image00083.jpg





OEBPS/Image00181.jpg





OEBPS/Image00180.jpg





OEBPS/Image00081.jpg





OEBPS/Image00183.jpg





OEBPS/Image00082.jpg





OEBPS/Image00182.jpg
1470 38






OEBPS/Image00079.jpg





OEBPS/Image00080.jpg





OEBPS/Image00175.jpg
—wzoowﬁ

BBIE 20 BARHIKM 1 1R Schwarzloze 7.92 BXREHAE 3 K
B Kwi 30/35 20 ZAAHKHE 1 17K MG13/34 7.92 BHREHIE 3 i






OEBPS/Image00174.jpg





OEBPS/Image00177.jpg





OEBPS/Image00176.jpg





OEBPS/Image00077.jpg





OEBPS/Image00078.jpg





OEBPS/Image00153.jpg





OEBPS/Image00075.jpg
8000 F5






OEBPS/Image00076.jpg





OEBPS/Image00074.jpg





OEBPS/Image00146.jpg





OEBPS/Image00267.jpg
AR (RS
TR AEREN IS

£ 1
o L
v






OEBPS/Image00145.jpg
EEESE 5 /00 T2
EE 02 K
Er—
EEEE 72 K
EE
MG137.92%






OEBPS/Image00266.jpg





OEBPS/Image00072.jpg





OEBPS/Image00148.jpg
A A A






OEBPS/Image00269.jpg
RS 10 500 F52

R - - 5 )., H76 A






OEBPS/Image00073.jpg





OEBPS/Image00147.jpg





OEBPS/Image00268.jpg





OEBPS/Image00070.jpg





OEBPS/Image00150.jpg
"".'(»’AQ ;A«»Aq »A‘d





OEBPS/Image00271.jpg





OEBPS/Image00071.jpg
ST 7 S 1 VR 7.7 K ARENE 1





OEBPS/Image00149.jpg
LN
P‘ »
A
[
m,

~

<>

>4






OEBPS/Image00270.jpg
1\/X\f1\f7\f‘





OEBPS/Image00068.jpg





OEBPS/Image00152.jpg
AT A,





OEBPS/Image00273.jpg





OEBPS/Image00069.jpg





OEBPS/Image00151.jpg





OEBPS/Image00272.jpg





OEBPS/Image00144.jpg





OEBPS/Image00265.jpg





OEBPS/Image00264.jpg





OEBPS/Image00066.jpg
TilE JnRDINE






OEBPS/Image00067.jpg





OEBPS/Image00064.jpg





OEBPS/Image00065.jpg





OEBPS/Image00063.jpg





OEBPS/Image00157.jpg





OEBPS/Image00278.jpg





OEBPS/Image00156.jpg





OEBPS/Image00277.jpg





OEBPS/Image00061.jpg





OEBPS/Image00159.jpg





OEBPS/Image00280.jpg
A AL






OEBPS/Image00062.jpg





OEBPS/Image00158.jpg
MG13 7.92 ZKZE#HE 17





OEBPS/Image00279.jpg
EEESTI 5 100 52

M1932/34 B 45 BEx1B524 1 TR 7.62 %K DT EHMIE 2





OEBPS/Image00059.jpg





OEBPS/Image00161.jpg





OEBPS/Image00282.jpg
EATEET SA18 E 37 408 1 1IR 7.62 33K DT 86 2





OEBPS/Image00060.jpg





OEBPS/Image00160.jpg





OEBPS/Image00281.jpg





OEBPS/Image00057.jpg
_?Eﬁﬁ)rww 7.7 %=

KSNEE 11





OEBPS/Image00163.jpg





OEBPS/Image00058.jpg
‘“ ¥ ]

,‘

‘ ‘Tr‘ 7
ﬁ A ]






OEBPS/Image00162.jpg





OEBPS/Image00283.jpg





OEBPS/Image00274.jpg
EEEST 5 20 75

M1932 B 45 BI85 1 IR 7.62 K DT F3HIE 2 5






OEBPS/Image00155.jpg





OEBPS/Image00276.jpg





OEBPS/Image00154.jpg





OEBPS/Image00275.jpg
N
2 |

il






OEBPS/Image00055.jpg





OEBPS/Image00132.jpg





OEBPS/Image00253.jpg





OEBPS/Image00056.jpg





OEBPS/Image00131.jpg





OEBPS/Image00252.jpg





OEBPS/Image00373.jpg
10400 F52

AT M2 BLA2.7 REHUG 4





OEBPS/Image00054.jpg





OEBPS/Image00133.jpg





OEBPS/Image00052.jpg





OEBPS/Image00124.jpg
EEEST 5 500 75 /4 480 F52

RGBS 118





OEBPS/Image00245.jpg





OEBPS/Image00366.jpg
EEESI © 000 52

R10A
?AEF!T 7.62 BAKSEHIE 2 5






OEBPS/Image00053.jpg





OEBPS/Image00244.jpg





OEBPS/Image00365.jpg





OEBPS/Image00050.jpg





OEBPS/Image00126.jpg





OEBPS/Image00247.jpg





OEBPS/Image00368.jpg
—onwﬁ
EECE 6. K
_2.31%
EECE 26 K
EI 5\ 5510 A

AT M2 B 12.7 RES 1 ERFEAT 7.62 BARKSEIVE 2 ek
M1919A4 B 7.62 SREHMIE 2 &






OEBPS/Image00051.jpg





OEBPS/Image00125.jpg





OEBPS/Image00246.jpg





OEBPS/Image00367.jpg





OEBPS/Image00048.jpg
REE &
i (IK) #B

N

g g gy o g s e T T € A g

L ST N






OEBPS/Image00128.jpg





OEBPS/Image00249.jpg





OEBPS/Image00370.jpg
R : . %% 10\
SRR M2 B 12,7

KEHUIE 1 R M1919A4 B 7.62 BREHHE 15





OEBPS/Image00049.jpg
HEE =%

% (7) &R ;a!;

R EE—HE

& & & & &=
HEEHE

& & &E =& &=

BEFE=H





OEBPS/Image00127.jpg





OEBPS/Image00248.jpg
ik 38 B 8 BHRHUE 21
BRI 1R






OEBPS/Image00369.jpg





OEBPS/Image00046.jpg





OEBPS/Image00130.jpg





OEBPS/Image00251.jpg





OEBPS/Image00372.jpg





OEBPS/Image00047.jpg
FEERXBEE _HAKFEERFIFR

BEE—E
& () &P

BEE—H






OEBPS/Image00129.jpg





OEBPS/Image00250.jpg





OEBPS/Image00371.jpg





OEBPS/Image00364.jpg





OEBPS/Image00044.jpg
LLLLY
JUNRRRRERREE
‘|-t—.—, Ll






OEBPS/Image00143.jpg





OEBPS/Image00045.jpg





OEBPS/Image00142.jpg





OEBPS/Image00263.jpg
EEEST 6 500 T2

EE 55

EE 20 K

ECT 03

I > ) .
ST 132 BRRARENS 1 1






OEBPS/Image00041.jpg
M1916 =X 37 BHIBTeH 117





OEBPS/Image00135.jpg





OEBPS/Image00256.jpg





OEBPS/Image00377.jpg





OEBPS/Image00042.jpg





OEBPS/Image00134.jpg
— 6.5 BREFMIE 2





OEBPS/Image00255.jpg





OEBPS/Image00376.jpg
HIEXMKIBL 7.7 ZHREHIE 1 ~ 28





OEBPS/Image00039.jpg





OEBPS/Image00137.jpg
SR EAREE R

HEE—E
& () &P

REE—H

HEE T H





OEBPS/Image00258.jpg





OEBPS/Image00379.jpg





OEBPS/Image00040.jpg





OEBPS/Image00136.jpg





OEBPS/Image00257.jpg





OEBPS/Image00378.jpg
_mexx Mk | B 7.7 3¢
NO11 B ETEEERIRN 1 &






OEBPS/Image00037.jpg





OEBPS/Image00139.jpg
MEE=E
% (7%) &R
B —HE

WhE i e

MRS

ahis obe obs obie

R =

aolis «is ois obs






OEBPS/Image00260.jpg
HTA M1936 B 47 Bk RiB5eIE 117






OEBPS/Image00381.jpg
270031






OEBPS/Image00038.jpg





OEBPS/Image00138.jpg
REFE
& (%) #B
B —HE

N S SO, P

e SN G

ey ST G

T ST

) ST S

L ST N G

) ST G

D ST S

A g

N ST %






OEBPS/Image00259.jpg





OEBPS/Image00380.jpg
3750 F5

365K

ST 206 K

T 175

SEAR

SHERS 12,7 BEKOVR KRR EIIE 15






OEBPS/Image00035.jpg





OEBPS/Image00141.jpg





OEBPS/Image00262.jpg





OEBPS/Image00383.jpg





OEBPS/Image00036.jpg





OEBPS/Image00140.jpg





OEBPS/Image00261.jpg





OEBPS/Image00382.jpg





OEBPS/Image00043.jpg
—ssso%






OEBPS/Image00254.jpg
MAC 7.7 ZXEHMIE 1 5





OEBPS/Image00375.jpg





OEBPS/Image00374.jpg





OEBPS/Image00110.jpg





OEBPS/Image00231.jpg





OEBPS/Image00352.jpg





OEBPS/Image00034.jpg





OEBPS/Image00109.jpg
1 AR 6 A
&





OEBPS/Image00230.jpg





OEBPS/Image00351.jpg





OEBPS/Image00112.jpg





OEBPS/Image00233.jpg





OEBPS/Image00111.jpg





OEBPS/Image00232.jpg





OEBPS/Image00353.jpg





OEBPS/Image00113.jpg





OEBPS/Image00030.jpg





OEBPS/Image00344.jpg





OEBPS/Image00031.jpg





OEBPS/Image00028.jpg
I5ZFFET 1914 = 7.92 ZAKBYUCIIS ST 1908 RiZHE 118






OEBPS/Image00104.jpg
S 1 %511\





OEBPS/Image00225.jpg





OEBPS/Image00346.jpg





OEBPS/Image00029.jpg





OEBPS/Image00224.jpg
M1932 B 45 21850918 1 1R 7.62 2K DT F#illie 2 8





OEBPS/Image00345.jpg





OEBPS/Image00026.jpg





OEBPS/Image00106.jpg





OEBPS/Image00227.jpg





OEBPS/Image00348.jpg





OEBPS/Image00027.jpg





OEBPS/Image00105.jpg





OEBPS/Image00226.jpg





OEBPS/Image00347.jpg
34 000 Se

M3§» 75 2K 1B 1 IR M1919A4 B 7.62 REHUE 2 8





OEBPS/Image00024.jpg





OEBPS/Image00108.jpg





OEBPS/Image00229.jpg





OEBPS/Image00350.jpg





OEBPS/Image00025.jpg





OEBPS/Image00107.jpg





OEBPS/Image00228.jpg
M1932/34 BL A5 ZEKIBTTH 1[I 7.62 23k DT ERAIE 35 BEHUS 11E)





OEBPS/Image00349.jpg
— 34000 F52

KEFHIE 25





OEBPS/Image00032.jpg





OEBPS/Image00033.jpg





OEBPS/Image00121.jpg





OEBPS/Image00242.jpg





OEBPS/Image00363.jpg
EEEST 5 /00 52
S S 53 K
—?10*

_fiﬁ%rw 7 A

LEHE 1R M1919A4 B 7.62 X ERNIE 3 E





OEBPS/Image00120.jpg





OEBPS/Image00241.jpg
|

- L-*) ',, IT =

u : \ p n“ ‘[Wi .‘1 £=‘;
‘ ‘ = N !
TJ‘ ‘

~1|1
' "'"\ ]






OEBPS/Image00362.jpg





OEBPS/Image00123.jpg





OEBPS/Image00122.jpg





OEBPS/Image00243.jpg





OEBPS/Image00019.jpg





OEBPS/Image00234.jpg





OEBPS/Image00355.jpg





OEBPS/Image00020.jpg





OEBPS/Image00354.jpg





OEBPS/Image00017.jpg





OEBPS/Image00115.jpg
T T






OEBPS/Image00236.jpg





OEBPS/Image00357.jpg
EEEST 7 000 5

FEM 1 TR M1919A4 1 7.62 REHHE 1-2
Bt 1 B TB ENG 41 BLEMiLH





OEBPS/Image00018.jpg





OEBPS/Image00114.jpg





OEBPS/Image00235.jpg





OEBPS/Image00356.jpg





OEBPS/Image00015.jpg
_ 7oz

iTi&+Ost 37 Tk,






OEBPS/Image00117.jpg





OEBPS/Image00238.jpg
%) )| (&
- I,' ’\‘\

=
=





OEBPS/Image00359.jpg





OEBPS/Image00016.jpg





OEBPS/Image00116.jpg





OEBPS/Image00237.jpg
EEESTI : 400 T3

WG 2 3





OEBPS/Image00358.jpg





OEBPS/Image00119.jpg





OEBPS/Image00240.jpg





OEBPS/Image00361.jpg
AN





OEBPS/Image00014.jpg





OEBPS/Image00118.jpg
| s =






OEBPS/Image00239.jpg





OEBPS/Image00360.jpg





OEBPS/Image00023.jpg





OEBPS/Image00021.jpg
EEEST 000 T
EE 500 K
E 75+
(55  PREES
EE °

B SIEE RE R 7,00 S

G 11






OEBPS/Image00022.jpg





OEBPS/Image00008.jpg





OEBPS/Image00009.jpg





OEBPS/Image00006.jpg





OEBPS/Image00007.jpg





OEBPS/Image00004.jpg





OEBPS/Image00005.jpg





OEBPS/Image00012.jpg





OEBPS/Image00013.jpg





OEBPS/Image00010.jpg





OEBPS/Image00011.jpg
BEFHR 1914792 % RS FHERT 1908 RiFHE 13






OEBPS/Image00003.jpg





OEBPS/Image00001.jpg
(EmWLEE) « (BEFREMLML) EEFES (EFEE






OEBPS/Image00002.jpg





OEBPS/Image00000.jpg
(EmWLEE) « (BEFREMLML) EEFES (EFEE






